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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丹华人社会的抗日运动与日据时期: 1937-1948 

高嘉雯 

 

近几十年来，马来西亚日据时期的华人社会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鉴于以

往研究多着重在大的地域范围，即马来亚与新加坡。本文缩小了范围，选取关丹为研究个

案，深入剖析华社于日据时期的历史事实。虽然范围缩小至关丹一角，不过却能以小见大，

建构关丹华社在日据时期的具体轮廓，并增补马来亚日据时期华社历史的空白之处。研究

内容涉及关丹华社援中抗日、逃灾避难、皇民化及高压生活与地下抗日等历史阶段。作为

一项以史学为主的研究，本文使用了一手材料，如手稿、画稿与遗物等进行论述。此外，

笔者亦对八名经历二战的长者（以及一名对该过往有一定研究的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并实地考察了相关地点。这是希望能够以今溯往，在一切尚未消失前，记录下那个悲惨且

动荡的时代。 

 

全文共六章，第一章主要交代研究背景，包括研究目的、问题与方法等；第二章是

关丹华社战前的发展状况，也涉及关丹华社的南移历史；第三章与第四章是论述核心，即

将史料、访谈与实地的调查结合，推出日据时期关丹华社的整体情况；第五章是关丹华社

的抵抗及战后的恢复情况；第六章是全篇的总结，即结论与展望部分。本文研究发现，在

较少研究成果并缺乏相关材料的情况下，日据时期关丹华社的历史面目，已越发稀缺与模

糊。纵使理出了整体情况，但其中仍有许多细节，需在挖掘更多的资料后，予以补充。在

此希望，通过研究能对马来西亚华社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关丹华社的历史记忆，提供一点

启示。同时，也希望此文能对往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些许的借鉴，以寻求这段历史更细致、

多面与深入的一面。 

 

关键词：马来亚；日据时期；关丹；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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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I-JAPANESE MOVEMENT AND JAPANESE OCCUPATION IN KUANTAN 

CHINESE SOCIETY: 1937-1948 

KOW KAH WEN 

In recent decades,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has 

been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hotspot.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most of them focused on large 

geographical areas, namely Malaya and Singapore. This study narrows down the scope and Kuantan is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se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lthough the scope is focus on Kuantan, this study helps to put the pieces together and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This research 

involves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Kuantan Chinese society from assisting China resist Japan, escaping 

from the city, experiencing japanization and high-pressure life, to fighting against Japan.As a historical 

research,this study uses primary sources such as manuscripts, drawings and relics for research.In addition, 

it also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ight elders who lived through World War II (and one elder 

who had done some research on this past), as well as field trips to relevant loca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be able to document that tragic and turbulent era before it all fades away. 

There are 6 chapters in this dissertation. Chapter 1 mainly explain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including the research purpose, problems and methods; Chapter 2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uantan 

Chinese society before the war, involving their migration history; Chapters 3 and 4 are the core of the 

research, combin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erview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reveal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Kuanta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Chapter 5 is the recovery of the Kuantan 

Chinese society after the war; Chapter 6 is the summary of the paper, namely the conclusion and prospect. 

With few research results and lack of relevant material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historical side of the 

Kuanta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carce and vague. 

Even though the overall situation has been clarified, there are still many details that need to be 

supplemented.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enlightenment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Malaysia, 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Kuantan Chines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to find out more detailed, multi-

faceted and in-depth side of this history. 

Key words: Malaya; Japanese occupation; Kuantan;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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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华人社会研究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日据时期的华社研究则是华

人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关丹华社曾历经日军掌政的 3 年 8 个月，因此通过对日据

时期关丹华社的研究，可以一窥马来西亚华社在日军统治下，有血有泪的生活图景。   

 关丹（Kuantan）之称定于 1854 年，11913 年升为县，21955 成为马来西亚彭亨

（Pahang）的首府，32021 年再升为市政厅。4它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面积 324 平方公里，

东部是南中国海，海岸线长 56 公里；西部是马兰（Maran）和而连突（Jerantut）；北部

是登嘉楼（Terengganu）；南部是北根（Pekan）。5它有 6 大行政区，分别是瓜拉关丹

（Kuala Kuantan）、美塞拉（Beserah）、柏努（Penor）、双溪卡浪（Sungai Karang）、

乌鲁关丹（Ulu Kuantan）和乌鲁乐芭（Ulu Lepar）；6主要镇区有英迪拉马哥打（Indera 

Mahkota）、双溪林明（Sungai Lembing）与甘孟（Gambang）等。7据马来西亚统计局

2020 年彭亨州人口普查，关丹人口约 50 万。8《2010 年马来西亚人口和房屋普查》则显

示，关丹人口由马来人 78.5％（323,750 人）、华人 17.9％（73,919 人）、印度人 3.3％

（13,544 人）与其他种族 0.3％（1,347 人）组成。9关丹的经济主要以旅游业、石油业与

 
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Kuantan: Chan Chew Photo Studio;2007), 13. 
2 “Kuantan Background,” Kuantan Municipal Council, accessed Nov 23,2020, 
https://www.mpk.gov.my/en/visitors/kuantan-background. 
3 “Kuala Lipis,” Tourism Pahang, accessed Jun 7,2021, 
https://www.pahangtourism.org.my/index.php/destination/10-tourism-icon/68-kuala-lipis. 
4 〈彭亨迎历史一刻 关丹升格为市厅〉，《南洋商报》，2021年 2月 21日。 
5 “Kuantan Background.” 
6 “Latar Belakang,” Pejabat Daerah Dan Tanah Kuantan, accessed Aug 30,2021, 
https://pdtkuantan.pahang.gov.my/info-daerah/profil-jabatan/latar-belakang.  
7 “Map Of Pahang,” Tourism Pahang, accessed Aug 30,2021, 
https://www.pahangtourism.org.my/index.php/about-us/travellers-essentials2/map-of-pahang. 
8 “Pahang,”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accessed Nov 24,2020, 
https://www.dosm.gov.my/v1/uploads/files/6_Newsletter/Newsletter%202020/DOSM_DOSM_PAHANG_1_2020_
Siri-83.pdf. 
9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81, 
file:///C:/Users/User/Downloads/Taburan%20Penduduk%20PBT&%20Mukim%202010.pdf.fullpages.pdf. 

https://www.mpk.gov.my/en/visitors/kuantan-background
https://www.pahangtourism.org.my/index.php/destination/10-tourism-icon/68-kuala-lipis
https://pdtkuantan.pahang.gov.my/info-daerah/profil-jabatan/latar-belakang
https://www.pahangtourism.org.my/index.php/about-us/travellers-essentials2/map-of-pahang
https://www.dosm.gov.my/v1/uploads/files/6_Newsletter/Newsletter%202020/DOSM_DOSM_PAHANG_1_2020_Siri-83.pdf
https://www.dosm.gov.my/v1/uploads/files/6_Newsletter/Newsletter%202020/DOSM_DOSM_PAHANG_1_2020_Siri-83.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Taburan%20Penduduk%20PBT&%20Mukim%202010.pdf.fullpag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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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业为主。目前，在港口、中马铁路计划及中马产业园的 3 大优势下，经济有所提升而

发展。10         

然而，今非昔比，比起 21 世纪的成长，19 世纪的关丹，在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才初

露苗头。1895 年，地方官员佐治·玛史威公爵（Sir George Maxwell，1871-1959）开始任

职。11期间，关丹市内只有约百人，主要是马来人、一些华商与政府公务员。121908 至

1933 年间，关丹各地的通车公路逐步开通，13才渐渐带动了人口与经济的发展。直至二战

前，关丹虽未实施全面开垦，人口也大有所长，有约 152,000 人，其中华人占 55,000 人。

14因掌握南北交通的要道，关丹也在其时成为英国政府的重兵防护之地。15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开打，关丹华人社会鼎力支持中国抗战。

只是助战不久，日军战机于 1941 年 12 月 10 日击沉位于关丹河口（Kuantan River）的两

艘英军主力战舰，“威尔斯太子号”（HMS Prince of Wales）与“却敌号”（HMS Repulse）。

16同年 12 月 16 日，日军第 18 师团佗美（Takumi）分队先遣部队南下关丹，对战英军。

1712 月 31 日，关丹宣布沦陷，日军设立宪兵部（Kempetei）。18    

 

 日本投降后，及至现今已有 77 年。通过关于日据时期的文献搜寻，获知马来亚与

新加坡的历史事实，已在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大致的轮廓。因此，一些学者、

文史工作者也缩小了地理范围，对马来亚的一些地区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但在以上 2 个进

程之下，对于关丹在当时的具体情形，仍没有较全面的历史记录。然而，关丹为英政府的

战略据点，在其范围内的马来亚海战（Sinking of Prince of Wales and Repulse）发生后，最

先受影响的关丹面临何种境地，是值得予以探讨的。 

 
10 〈3大发展计划催化   关丹 10年内成商贸重镇〉，《南洋商报》，2019年 12月 3日。 
11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页 93。 
12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3. 
13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页 93。 
14 陆培春编，《日本侵略马来亚历史图集》（吉隆坡：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2015），页 239。 
15 Astro MY, “纪录片-三年零八个月WWII Ep01,” Youtube, December 22,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xFZB4k3nE&t=528s. 
16 “HMS Repulse,”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 Website, accessed Dec 22, 2020,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20_2005-01-24.html.  
17 陆培春编，《日本侵略马来亚历史图集》，页 225。 
18 Astro MY, December 22, 2020, “纪录片-三年零八个月WWII Ep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xFZB4k3nE&t=528s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20_2005-0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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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笔者决定一步一脚印，借助当时关丹华人的生活经验，研究关丹华社日据时

期的社会面貌。因此，这份研究可以弥补关于日据时期华社研究的不足，并透过以小见大

的方式，展示当时更细致、多面与深入的历史事实，以此推进学术界与社会对这领域的关

注与研究，补充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相关内容，让人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在学者较少研究并缺乏相关一手材料的情况下，随着时光流逝，造成了日据时期关

丹华社历史的稀缺与模糊。鉴于研究的急迫性，故笔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参考国内外的

相关研究成果，并实地查找相关一手资料，竭力还原关丹华社于日据时期的历史面目，充

实马来西亚与关丹的华社研究，为这一领域添砖加瓦。  

第二节   问题意识 

首先，本文将探讨日本于 1941 年侵略前，关丹华人社会对于中日战争的反应。这

可从关丹华人与该地的日本侨民说起。接着，延申至华社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应，分析华

人抗日援中的各项举措。 

 第二，着重于本研究的重点，即日本于 1941 至 1945 年的统治时期，关丹华人社会

如何应对日军的统治。这会先分析日军对关丹华社的统治状况，主要包括检证屠杀、经济

掠夺与奴化教育等等。其中，涵盖在日军制造种族冲突的手段下，华社与其他种族的关系。

然后，探寻华社如何面对日军的统治。这将会以平民百姓的生活遭遇为主，并涉及抗日军

的抗日活动。 

 最后，本文的研究年份设至 1948 年，略述日本投降后关丹华人社会的生活面貌。

这有助于理出事件的前因后果，使历史面目更趋完善。所以，本文也会涉及 1945 至 1948

年关丹华社的情况，探寻他们所受的战争影响，又是如何恢复发展。这会从关丹华社于日

据时期的生活境遇，探析华人所受的战争损失，并寻出其如何重建社会。此外，也会尝试

找出华社有否举办任何纪念活动，以记住这段华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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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概念界定 

1. 马来亚日据时期 

 马来亚日据时期是指日本军政府在 1941 年至 1945 年，取代英殖民政府，成为马来

亚新一任统治者的特殊时期。这始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进攻珍珠港（Pearl Harbor）

的同时，也在吉兰丹哥打巴鲁（Kota Bahru）的海滩登陆，以空袭削弱盟军的力量。19同

年 12 月 10 日，日军势如破竹，击沉位于关丹的“威尔斯太子号”与“却敌号”，进而在 31

日攻下关丹。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将军（A. E. Percival，1887-

1966）于 1942 年 2 月 15 日向日本投降。20日军接管马来亚后，于包括关丹在内的各地进

行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的改革，正式掀开马来亚带有血色的新时期。  

 

2. 早期关丹华人社会 

 19 世纪中叶后，中国南来马来亚的华人逐渐增多。部分华人通过新加坡到北根，

再到关丹，渐渐在关丹河口附近自立门户。自 1880 年起，关丹华人已为市中主要聚居与

从商的社群。此外，在关丹以华人居多的乡镇——林明和甘孟，亦有初具规模的采矿华工。

21其中，由于林明矿业逐日兴盛，华工与日俱增，当地逐步发展成了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总体而言，早期关丹华社的国籍认同为中国，政治活动以中国为核心。如曾设立支持辛亥

革命的同盟分会，22更在之后支援中国抗日。华社的经济活动则以矿业、木业与橡胶业为

主，以当代兴起的前街（Main Street）与后街（Wall Street）为中间站，逐步带动关丹的

发展。23在商业渐盛之下，华人的人口及相关事务渐增，相继依据商业群与方言群成立会

 
19 “Malayan Campaign,”A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 Website, accessed Dec 25, 2020,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7-19_162143.html.  
20 李业霖编，《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吉隆坡：雪隆海南会馆青年馆，1996），页 422。 
21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页 89-90。 
22 周伟民、唐玲玲，《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页 329。 
23 刘丰厚，〈本会馆史略〉，《关丹福建会馆新会所落成开幕暨金禧纪念特刊 一九七六年》（关丹：福建

会馆，1976），页 14。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7-19_162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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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与华校。如广肇会馆（1899 年）、24中华商会会馆（1903 年）25与福建会馆（1921 年）

等。26华校则有华侨学校（1925 年）与商办学校（1936 年）等。    

 

3. 中国抗日战争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正式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同年，关丹华人

社会获知祖国沦陷，不遗余力地响应抗战。抗战初期，中国相继在太原会战、淞沪会战与

南京保卫战等战役落败，因此丧失大片领土。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双方对

战转而进入相持阶段。直到 1939 年，中国以积极袭扰、敌后游击，开始在随枣会战、第

一次长沙会战与豫南会战等战役获胜。1941 年 12 月 7 日，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

国于两日后正式向其宣战。1943 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下，中国展开对日

反攻。翌年，关丹华社正式建立第七独立抗日军，把抗日中心转移至居住地。1945 年，

在桂柳反攻战役后期，得知日本在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中国正式结束抗日战争。 

第四节   文献回顾 

1. 彭亨关丹及当地华人历史研究 

 鉴于关丹历史多在彭亨历史下被提出，故笔者将从彭亨的历史研究中抽丝剥茧，寻

觅其历史的一点一滴。而后，发现中国与马六甲的历史研究较多，与彭亨的较少。然而，

中国与彭亨的关系，始自 442 年，27比马六甲早约 1,000 年。因此本文也会探讨中国与彭

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引致的华人南移。  

 通过威廉·莱恩汉（William Linehan，1892-1955）的《彭亨历史》（A History Of 

Pahang）可以得知，关丹由旧石器时代，28到被室利佛逝（Sri Vijaya）等国统治，29直至

 
24 〈关丹广肇会馆简史〉，《关丹广肇会馆庆祝 100周年纪念特刊》（关丹：广肇会馆，2000），页 63。  
25 郑萃梓撰，〈关丹中华商会史略〉，《关丹中华工商会 100周年纪念特刊》（关丹：关丹中华工商会，

2003），页 30。  
26 刘丰厚，〈本会馆史略〉，页 14。 
27 林远辉、张应龙，《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页 8。 
28 William Linehan, “ A History Of Pahang,”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4, 
no.2(1936): 3. 
29 William Linehan, “ A History Of Pahang,”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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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 年独立的历史。30对于关丹名字的由来，则可从陈明星（Chan Meng Sing）的《关丹

早期图片集》（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获知一二。31 

 期间，彭亨也与中国来往，是关丹华人社会建立之始。从林远辉与张应龙的《中文

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得出，在如《宋书》、32《大德南海志》33与《菽园杂记》34

等的中国古籍中，由于两国来往源远流长，中国对彭亨的地域考察与贡献记录颇多，译名

也多样。在逐年深化的接触与认识后，华人开始南移彭亨。于弗吉尼亚·马得胜·胡克

（Virginia Matheson Hooker）的《马来西亚简史：连接东方与西方》（A short history of 

Malaysia: linking east and west）中，可从其摘录阿都拉·阿都卡迪尔（Abdullah Abdul 

Kadir，1796-1854）的《阿都拉的航行》（Kesah Pelayaran Abdullah）中，获知彭亨华人

的概况。35至于关丹方面，则可从刘崇汉的《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探知当地华人南来

与组建社会的情形。该书也略微提及，关丹华人与当地主要族群——马来人的关系，以及

当时马来社会的情况。36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旧报网（NewspaperSG）有篇相关旧报，叙述

了马来人主导的行业。37印度人方面，本地生长的陈明星进行了回忆性的描述。38此外，

谭惠心的《彭亨联合有限公司与林明华人社会（1906-1988）》，结合林明锡矿公司的发

展，对当地华人进行了研究。39 

 1888 年，是关丹成为彭亨行政区之始。对于英国到彭亨探查、接管与建设的一系

列动态，可从丹斯里沙里曼（Tunku Tan Sri Dato' Shahriman）的记述中获知。40英政府对

彭亨华工的举措，则可参照威尔弗雷德·劳森·布莱斯（Wilfred Lawson Blythe，1896-1975）

 
30 William Linehan, “ A History Of Pahang,” 66-67. 
3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3. 
32 林远辉、张应龙，《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页 8。  
33 林远辉、张应龙，《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页 64。 
34 林远辉、张应龙，《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页 210。 
35 Virginia Matheson Hooker, A short history of Malaysia: linking east and west (Crows Nest NSW: Allen & Unwin; 
2003), 113-114. 
36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页 88-90。 
37 “In Pahang,” The Straits Times, June 13, 1904.  
38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4-16. 
39 谭惠心，《彭亨联合有限公司与林明华人社会（1906-1988）》（怡保：拉曼大学中文系学士论文，

2019），页 7-41。 
40 Tunku Tan Sri Dato' Shahriman Bin Tunku Sulaiman, “ The Pahang Capital,”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6, no.2(2003): 87-89.  



7 
 

对马来亚华工的探究成果。41接着，英政府发展关丹的缘由，可从 1906 年，弗兰克·斯威

特纳姆爵士（Sir Frank Swettenham，1850-1946）于其《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

一书的考察记录中得出。42而后，玛洛夫、胡先翁、瑟曼（Mohd Zulfadli B Md Maarof、

Nordin B Hussin、Ahmad Ali B Seman）作进一步研究，阐述了关丹自 1920 年开始的城市

化进展。43此外，也能从新加坡国家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寻出 20 世纪

的关丹地图，见图 1.1： 

 

图 1.1：1928 年的彭亨关丹地图44 

 
41 Wilfred Lawson Blythe, “Historical Sketch of Chinese Labour in Malay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 no.1(1947): 79.   
42 Sir Frank Swettenham, British Malaya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06), 336-337.  
43 Fakulti Sains Sosial dan Kemanusiaa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Regionalism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ASEAN: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Selangor: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17), 11-17. 
44  “Pahang, 1928,” Survey Department, Singapore, accessed Sep 21, 2021,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maps_building_plans/record-details/ddbfa4cd-115c-11e3-83d5-
0050568939ad.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maps_building_plans/record-details/ddbfa4cd-115c-11e3-83d5-0050568939ad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maps_building_plans/record-details/ddbfa4cd-115c-11e3-83d5-005056893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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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彭亨与中国持续友好的联系，这在《厦门志》、45《海录》46与《出使日记》

47等皆有记述。华人的陆续涌入，助长了关丹华人社会的发展。对于彭亨关丹的华人人口，

以及其与其他族群的比例，可从尼古拉斯 ·道奇（Nicholas N.Dodge） 48和茜德胡

（M.S.Sidhu）49对马来亚人口的研究中得出。陈明星50与关丹各个华人会馆的会刊，叙述

了在关丹开拓之时，华社集中于前街（图 1.2）与后街（图 1.3）活动的大致情形。会刊包

括中华工商会《100 周年纪念特刊》、海南会馆《琼州会馆联合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33-1972》、福建会馆《新会所落成开幕暨金禧纪念特刊 一九七六年》、广肇会馆《庆

祝 100 周年纪念特刊》、林明民众图书馆《六十周年纪念特刊》与林明客家工会《光辉八

十周年纪念特刊》等。对于关丹华社的历史，该 2 个街区留有华人离乡拼搏的痕迹，是考

察研究的必经之地（现仍保存部分遗迹）。   

 

图 1.2：1918 年以华人为主的关丹前街51 

 
45 林远辉、张应龙，《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392。 
46 林远辉、张应龙，《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396。 
47 林远辉、张应龙，《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551。 
48 Nicholas N.Dodge, “Population Estimates for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ast Coast States,” Population Studies 34, no.3(1980): 438-439. 
49 M.S.Sidhu, “Chinese Dominance of West Malaysian Towns, 1921-1970,”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 61, no.1(1976): 
21. 
50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3-16. 
5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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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907 年以华人为主的关丹后街52 

 1942 年，在日本大肆入侵马来亚之时，彭亨与关丹也落入其手中。对于日军的进

攻，玛洛夫、胡先翁、瑟曼透露了日军成功入侵的因素与踏往关丹的路线。53随后，他们

也大致叙述了英国重新占领彭亨与关丹的情形。54   

 与其他马来亚华人地区无异，40 年代的日本统治，对关丹华人影响甚大。加上华

人聚居的前街与后街，临近河口，是日军上岸与驻守之地，与其的接触广泛深入。只是，

那时华人的生活风貌，并无多少资料可一探究竟。故笔者在下个小节，试图整合马来亚华

社的二战资料，从该背景找寻关丹华社的日据概况，作进一步的探究。 

2. 日据前后的关丹华人社会研究 

     2.1 战争前期：关丹华人社会研究 

  在进入关丹华人社会的日据历史前，先要了解马来亚华社在日据前后的大致情形。

这可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华社的民族主义抬头，陆

续展开抗日援中的运动，并在 1937 年的七七事变达到高潮。对此，蔡史君的《战时马来

亚的华人》55与陈松沾的《日治时期的华人》，56列举了华社的各种抗日运动。童家洲与

 
52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4. 
53 Fakulti Sains Sosial dan Kemanusiaa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Regionalism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ASEAN: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7-18. 
54 Fakulti Sains Sosial dan Kemanusiaa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Regionalism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ASEAN: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22. 
55 蔡史君，《马来西亚华人史》（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联总，1984），页 69。 
56 陈松沾，《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雪兰莪：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81。 



10 
 

陈中和，则各别补充了华社的筹赈队伍57与共产党的抗日情况。58而吴志超也提及了南侨

机工运输物资予中国的壮举。59 

  在 1941 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朱新玲、何成学记述了马来亚华人社会坚定的

抗争立场，并成功削弱日本之力的情形。60结合前人所述的马来亚华社应对情况，王富盛

对华社援中抗日的方式详细地分成了 6 类，并总结了华社支援抗战的 3 个特征。61最后，

李盈慧从援中抗日的类别，认为其种种方法跨越了 3 个边界。62  

  对于日侵前日本人在关丹的情形，仅从郑良树的《日本战前的南洋移民》获取些

许记录。63尽管如此，也可通过他们在彭亨的状况，获取更多信息。如袁彩琳（音译，

Yuen Choy Leng）提及了日本人在彭亨的经济情况与谍报活动。64原不二夫的《英属马来

亚的日本人》则记载了日本人移居彭亨金马伦（Cameron Highlands）的情况。65 

  同样地，二战前关丹华人社会的论文及专著几乎无迹可寻，但在对新加坡国家图

书馆旧报网 109 篇的相关旧报进行整合后，发现关丹华社也在彭亨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成立的 1937 年，开始抗日救国运动，包括捐款购车、抵制日货、成为机工、领养难童与

惩罚亲日分子。从林明民众图书馆的《六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得出，林明的救国运动，也

在该阶段如火如荼地开启。66之后，在日军逼近的 1941 年，关丹华社除了持续进行筹赈

活动，也参与英政府陆续发起的战争演习，直至关丹被攻陷的最后一刻。 

 

 
57 童家洲，〈东南亚华侨社团与抗日救国运动〉，《八桂侨史》1999年第 3期，页 51。  
58 陈中和，〈太平洋战争前后英日殖民统治与马来亚独立建国运动〉，《世界历史》2018 年第 3 期，页 43。 
59 吴志超，《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页 27-28。 

60 朱新玲、何成学，〈论华侨华人对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贡献〉，《百色学院学报》2011年第 1期，页

126。 
61 王富盛，〈1931-1945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南亚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 4期，页 95-

102。 
62 李盈慧，〈跨越边界：华侨在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中的行动和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 3

期，页 93-102。  
63 郑良树，《日本战前的南洋移民》（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页 20。 
64 Yuen Choy Leng,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before the Pacific War: Its Genesis and Growth,”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2 (1978): 168-176. 
65 原不二夫，《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页 98-125。 
66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林明民众图书馆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关丹：林明民众图书馆，

2014），页 18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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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据时期：关丹华人社会研究 

1941 年，日军攻陷关丹。1942 年，他们全面掌控马来亚，并以华人为主要对付目标，

在各地进行了规模不一的肃清行动，尤以新加坡大屠杀最为惨烈。对此，许云樵、蔡史君

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与67张连红主编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68 ，

以及陈是呈（Tan Chee Seng）、69阿罗斯（Azhar Mad Aros）70与凯文·布莱克本（Kevin 

Blackburn）71的期刊论文皆有论及，并各别论及了日军针对华人的主要因素。至于华人逃

难的生活惨境，则可从张连红所收编的各个受难者的口述中得知。再者，结合巴素

（Victor Purcell）于其《马来亚华侨史》（The Chinese In Malaya）的相关叙述，72以及蔡

史君的记载，73可进一步了解日军站稳脚跟后，强压予华社的各种强硬政策。对此，安达

娅（Andaya,B.W.）、伦纳德（Andaya,L.）在《马来西亚史》（A History of Malaysia）一

书中，补充了经济方面的对华政策。74 实际上，对于日据时期的研究，卡特洛斯卡（Paul 

H. Kratoska）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日据时期，1941-45：社会和经济史》（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是不可忽视

的作品。该学者收集了大量的官方资料，叙述了马来亚和彭亨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75这对于本文在描述关丹华社的生活前，得以有较为扎实的背景知识，进行更多的分析。 

尽管受害最深，马来亚华社的反日意识却有增无减，抗日活动也日渐加紧。蔡史君、

76何慧玲（音译，Ho Hui Ling）77与杰雅玛拉（Jeyamalar Kathirithamby-Wells）78，皆叙述

 
67 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

321。 
68 张连红编，《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页 3。 
69 Tan Chee Seng, “‘Sook Ching’1942 dan penglibatan Sekolah Menengah Chung Ling Pulau Pinang: Suatu 
Interpretasi Baru, ” Kajian Malaysia, no.1(2019): 62. 
70 Azhar Mad Aros, “Sejarah pendudukan Jepun di Selangor 1941-1945,” Malaysia Dari Segi Sejarah(2008): 101. 
71 Kevin Blackburn, “Recalling War Trauma of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he Oral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no.2(2009): 237. 
72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49-257. 
73 蔡史君，《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72-85。 
74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Palgrave; 2017), 261. 
75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8). 
76 蔡史君，《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85-86。 
77 Ho Hui Ling, “Zaman pendudukan Jepun di Tanah Melayu, 1941-1945: penentangan orang Cina melalui Malayan 
People's Anti Japanese Army (MPAJA),” Malaysia Dari Segi Sejarah(200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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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 1942 年，抗日军与抗日同盟会并肩抗日的情景。朱新玲、何成学79与陈松沾80进而分

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当时的人数与武力状况。原不二夫在结合原队员的口述后，对马

来亚人民抗日军作了较深入的探究，包括背景调查与精神剖析。81至于主要由盟军与华社

主导的 136 部队，钟日兴、宋少军则将之与抗日军对比，作了效率层面的研究。82 

对于日据时期的关丹华人社会，学术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多。从地域范围更广的彭亨

来看的话，可从明石阳至（Yoji Akashi）83与原不二夫84的论述中，获知些许彭亨华社遭

受经济剥削的处境。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旧报网于此时期的 3 篇相关新闻中，得悉日本攻

击关丹的情形。从许云樵、蔡史君85与陈剑虹86的研究，则查知英军撤退与日军登陆关丹

的境况。对此，拥有亲身经历的陈明星提供了当时的 12 帧照片，并对种种情况作了回溯。

87  

此外，关丹各个华人会馆也在前人对回忆的追溯下，于各自的会刊记录了日据时期

华人社会的概况。其中，中华工商会、88林明民众图书馆89与林明客家工会，90详述了林明

华社开辟垦殖区避难与抗日的血泪故事。陆培春在《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惨绝人寰

的 3 年零 8 个月》中，所提到的彭亨东部第七独立部队，即是在 1944 年由顽强抗日的林

明华人矿工组成。该书也提及了关丹设有慰安所。91回到第七独立队方面，结合原不二夫

 
78 Jeyamalar Kathirithamby-Well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Japan's Occupation of West Malaysia (1942-45) 
and its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 no.10(2012): 112-113. 
79 朱新玲、何成学，〈论华侨华人对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贡献〉，页 129。 
80 陈松沾，《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页 117。 
81 原不二夫，〈日本对马来亚的占领与华侨社会〉，《南洋资料译丛》2005年第 3期，页 59-60。 

82 钟日兴、宋少军，〈136部队与马来亚抗日运动〉，《南亚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 2期，页 77-79。 
83 Yoji Akashi,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the Malayan Chinese 1941-1945,”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2(1970): 72, 81.   
84 原不二夫，〈日本对马来亚的占领与华侨社会〉，页 64。 

85 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页 193。 
86 陈剑虹，《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页 148。 
87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6-199. 
88 刘崇汉，〈锡乡兴衰话林明〉，《关丹中华工商会 100周年纪念特刊》（关丹：关丹中华工商会，

2003），页 227-228。 
89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89-193。 
90 曾国来，〈勇救白人经理兄妹的曾监〉，《林明客家公会光辉八十周年纪念特刊》（关丹：林明客家公

会，2018），页 167-168。 
91 陆培春，《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惨绝人寰的 3年零 8个月》（吉隆坡：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

2014），页 31、18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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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与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93的资料，可知该队的成立时间、党代表、队员与发行的马来报

纸。不过，上述的林明特刊有提及，该报有发行英文版，故英文报名有待确认。    

2.3 战争后期：关丹华人社会研究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吴志超提到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接管城镇的情形。

94不过，原不二夫指出，原先被英政府认可的他们，在武装革命后也很快失去势力，并分

析了失利的 3 大因素。此外，他也提及了亲日领导人战后的概况。95 

再者，战后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生活也不容乐观。在经济方面，卡特洛斯卡96与张连红

97都作了研究，前者更是针对“军用票”（俗称“香蕉钱”，Japanese military currency）被贬

值的窘况，进行了深入的影响分析。对于与经济低迷相联系的缺粮现象，卡特洛斯卡与杰

雅玛拉98也进行了探究，尤以前者结合英政府粮食救济记录的分析最为详尽。99在精神方

面，原不二夫进一步提出，华社在此期间对马来亚产生的归属意识。100  

于历史记载方面，马来亚华人社会也抓紧时间，进行日据时期华人情况的记录工作。

张连红101与江柏炜102皆有示出，这期间新加坡对受害者的调查与申诉工作。  

1945 年 9 月 30 日，香港新马研究社表示，日军在关丹投降。103陈明星用图文兼并的

方式，叙述了在 1946 年，英政府回归关丹、救济人民以及向抗日军收取武器的概况。对

 
92 原不二夫，〈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共产党〉，《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 1期，页 36。 
93 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编，《功勋永不忘：抗日战争历史真相论辑》（吉隆坡：爱国工委会，2007），页

197-198。 
94 吴志超，《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页 305。 
95 原不二夫，〈日本对马来亚的占领与华侨社会〉，页 61、66。 
96 Paul H. Kratoska, “Banana Money: Consequences of the Demonetization of Wartime Japanese Currency in British 
Malay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2(1992): 322-345. 
97 张连红编，《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页 5。 
98 Jeyamalar Kathirithamby-Well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Japan's Occupation of West Malaysia (1942-45) 
and its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100.  
99 Paul H. Kratoska, “The Post-1945 Food Shortage in British Malay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1(1988): 27-47.  
100 原不二夫，〈日本对马来亚的占领与华侨社会〉，页 68。 
101 张连红编，《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页 6。 
102 江柏炜，〈谁还记得郑古悦〉， 《金门日报》，2021年 4 月 24 日。 
103 香港新马研究社编，《莫让战火重燃》（香港：香港足印出版社，2015），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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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军遗留在关丹的军机、造船厂，加之因他们忽视所造成的河口堵塞问题，他也进行了

记忆中的描述。104 

至于关丹华人社会战后的详细情形，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旧报网得出的 31 篇相关新

闻，以及关丹中华工商会的《100 周年纪念特刊》，得以理出：1946-47 年华社在战争损

失下恢复发展。105 

 综上所述，前人已对日据时期马来亚与关丹的华人社会进行了大体研究。在战争前

期的资料整合中，获知马来亚华社与关丹华社的抗日年份有前后之分。前者为 1931 年，

后者为 1937 年。接着日据时期的史料方面，发现马来亚华社与关丹华社的严峻生活，有

轻重之分，如新加坡与关丹。故抗日年份也有先后差异，前者为 1942 年，后者为 1944 年。

到了战争后期的文献搜罗，得知马来亚华社始自 1945 年的生活，关丹华社的生活则较为

模糊，到了 1946 年才有其生活情形的记载。不过，日军于 1945 年 9 月 30 日已在关丹投

降，故该年后期的生活资料仍有待查寻。本文将参照前人探究华社的方式，将关丹华社分

成 4 个部分深入分析，即战争前期（1937-41 年）、日据初期（1941-42 年）、日据时期

（1942-45 年）与战争后期（1945-48 年）。   

 此外，在前人对日据时期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中，多以马来亚半岛西海岸为主要

研究对象。对于东海岸关丹华社在日军统治时期的研究，则以只言片语带过。因此，笔者

或其他研究者可缩小地域范围，将相关研究延伸至东海岸关丹，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主体，

探寻关丹华社在日据时期各方面的情况。 

 笔者也认为，对于日据时期关丹与各地华社的研究将是往后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

的一个重点课题。因为现今“正值年轻人淡忘历史，史料传承有断层之虞，以及国际间又

掀起重撰历史的风潮”。106所以，再现历史的真相，纠正传闻的讹误，充足对历史的认识，

可免于历史记忆的灭绝，提醒人类和平的美好。 

 
104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10-222. 
105 郑萃梓撰、彭清瑞编，〈本会年谱记略（1946-1978）〉，《关丹中华工商会 100 周年纪念特刊》（关丹：

关丹中华工商会，2003），页 195。 
106 重撰历史意指日本否认侵略的史实而修史的争议。见〈4人跨国合作历经艰难 二战真相力数日军〉，

《东方日报》，2004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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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研究方法 

 二战结束距离至今已有 76 年。虽说年代久远，人事已非，历史的整合有着相当的

难度。但只要使用正确的方法，也可一点点地接近历史的事实。本文作为一项社会史研究，

属于历史学分支，故主要以史料进行探究，尤以一手史料为核心。鉴于史料的获得实属不

易，本文结合了以下 3 个方法进行搜寻工作： 

1. 历史研究法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揭示，社会史是对“过去”的理解，并以“现

在”为基础，对以往社会史进行重构。虽为重构，但也需尊重“过去”的历史合法性，而不

随意篡改它。107为此，本文主要以现代关丹华人社会为基础，重构日据时期关丹华人的生

活。基于“过去”的历史合法性，展开对史料的搜寻与分析工作。如二战前后的档案、报章、

书信与照片等，皆为笔者认识日据时期关丹华社生活的重要媒介。 

 由于书写论文初期，新冠疫情爆发，不便出门，笔者先到线上的官方网站搜寻与分

析了史料。各别史料的官方网站，如档案有在线查找辅助工具-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

（Online Finding Aids-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报章有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旧报网；

照片则有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图片库（National Archives Image Library）。疫情缓和后，则

到了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林明博物馆（Sungai Lembing 

Museum）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等地，查询当地的相关记录，追寻日据时期关丹华人社

会的生活掠影。此外，战前成立的华人会馆，如福建会馆、广肇会馆与海南会馆等，亦是

查询华社当代生活记录的重要地点。战前就经营的老店也是笔者的搜索范围，有如陈钊影

社（Chan Chew Photo Studio & Glass Suppliers）。已逝馆长遗留了不少关丹的旧照，像是

关丹华社其时的生活照，可供参考研究。  

 在趋于客观地重构历史后，霍布斯鲍姆道出应对其进行回顾性预测，将“过去”与

“现在”衔接，由已知过去推出未来走向。108故本文在最后试图对日据时期关丹华人生活的

研究进行了预估，重点说明其对关丹华社的历史启示。 

 
107 梁民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认识论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 2 期，页 31。 
108 梁民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认识论探析〉，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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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度访谈法 

 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出，“过去”无从再现，唯有通过记忆，将其

再现于意识与话语中。109这显示找寻历经日据时期的关丹华人，访谈当时的生活，成了必

要的研究法。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的历史记忆，可透露当时的生活、经验与情景。 

 由于只有在 80 岁左右的关丹华人历经日据时期，笔者选取了该年段的关丹市民进

行采访，以发掘关丹华社在日据时期的生活史。与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次数至少 1 次，时间

为 1 小时左右。鉴于疫情，除了约地点面谈，也使用了电讯。本文主要以甄南育和曾国来

为访谈对象。前者除了历经日据时期，也对当时的关丹华社进行了探究，并提供了手稿与

画稿予笔者参阅；后者同样对其时林明华社的状况进行了整合收录，其成果已刊登于林明

各个会刊。再者，还有另 7 位受访者：梁荣业、吴金发、丘亚九、黄翠琼、彭关伙、李水

妹与王金凤。总共 9 人，均介于 80 岁左右，历经日据时期，对其有一定的生活记忆。 

 不过，海登怀特强调，纵使访谈者所述的历史事件属实，但通过语言加以阐释，难

免具有虚构的成分。这种阐释称作转义。访谈者依据联想而生成的内容，会使历史事件产

生差异。110因此，访谈的语言分析，是访谈法的后续工作。 

3. 田野研究法 

 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认为，史料属于一种社会记忆，除了有“反映的”，亦有“映照

的”的内含。透过分析史料与访谈内容，挖掘所“反映的”历史社会状况，注意它所“映照的”

记忆使用来源，111有助于拓展研究空间。这就需要“在文献中作田野”，从本地情景

（Local Context）112进一步解读日据时期关丹华人社会的生活史。为此，笔者前往了关丹

的遗迹与遗址，包括 1941 年英军防备设施与华人逃难区；1941-45 年宪兵部与其宿舍、日

语学校与审判亲日分子区等。通过造访这些地点，作实地笔记与拍摄记录，把文献记载和

田野资料相结合，并对该地的历史影迹作进一步的保存。   

 
109 黄芸，〈真实•虚构•意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评析〉，《学术论坛》2007年第 12 期，页 153。 
110 黄芸，〈真实•虚构•意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评析〉，页 156。  
111 徐杰舜、王明珂，〈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八〉，《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页 68。 
112 徐杰舜、王明珂，〈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八〉，页 67-69。 



17 
 

第六节   研究架构 

以下为本文的研究架构与章节分配： 

1. 研究架构 

 

表 1.1：架构表 

2. 章节分配 

 第一章（绪论），先从马来亚华人社会与关丹，了解关丹华人社会的发展背景。接

着在第二章（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关丹华人社会），把关丹华社分成 2 个阶段：从远到南洋

至成家立业，把握华社战前的发展状况。然后，在第二章至第五章，对日据时期的关丹华

社分成 4 个部分：战争前期、日据初期、日据时期与战争后期，进行调查分析。第二章重

点叙述战争前期，关丹华社如何援助中国与英政府抗日。第三章（日军进入关丹初期）和

第四章（日军在关丹的统治）分开叙述，源于 2 段的历史有着差别。据访谈者表示，在

1941-42 年的日据初期，日军刚攻入，关丹还属战乱，华人四处逃难。到了约 1942 年的下

半年，华社才算正式受日军统治，参与军政府的活动。不过，这般分段描述的标志性历史

事件，仍有待查明。第五章（关丹华人社会的抵抗及战后社会），探寻关丹华社、抗日军

和英军，在战争尾声及战后的境况，并以另一历史事件——紧急法令的开端作为结束。到

最后的第六章（结论），提出关丹华社的历史，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关丹华社的意义

与启示，再强调其作为关丹华人集体历史记忆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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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关丹华人社会 

本章主要介绍关丹华人社会的南移历史，以及战前的抗日运动。目前学术界对于关

丹华社的南来与抗日，缺乏系统的研究。理清这一情况，有助于了解华社在日据前期的生

活，进而对他们在日据时期的生活，有一定的历史认识。  

 第一节   远到南洋 

关丹名字的由来，是在 1854 年，由一群来自苏门答腊（Sumatra）并称作关丹的马

来先驱者所取。当时，他们从槟榔屿来到甘榜丹绒亞庇（Kampung Tanjung Api）上游约

半英里的地方定居，称该地为甘榜关丹人（Kampung Orang Kuantan）。但因名字太长，

使用费力，便将之缩短为关丹。113总体而言，从 17 世纪开始，彭亨的社会富足，“二十干

当大米只要一美元”、黄金交易量数不胜数。其他区域皆免征进出口税，唯有盛产锡矿的

关丹，被宰相们保留为私人领域。114期间，彭亨也与中国来往，是关丹华人社会建立之始。

在众多中国古籍中，皆有双方来往的记录，如梁朝沈约的《宋书·卷五》记载彭亨遣使中

国：“丙戎，婆皇国，壬辰，婆达国，并遣使献方物”。115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录

中国考察彭亨所得情形： 

“彭坑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谷稍登。气候半热。风俗与丁家卢小异。

男女椎髻，穿长衫，系单布捎。富贵女顶带金圈数四。常人以五色焇珠为圈以束之。凡讲

婚姻，互造换白银五钱重为准。民煮海为盐，酿椰桨为酒。有酋长。地产黄熟香头、沉速、

打白香、脑子、花锡、粗降真。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阇婆布、铜铁器、漆瓷器、鼓、板

之属”。116 

 

 

 
113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3. 
114 William Linehan, “A History Of Pahang,” 60.   
115 ［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0月），页 97-98，

https://pdf.zlibcdn.com/dtoken/22a146205a1e05984b7985d41a910113/%E5%AE%8B%E6%9B%B8_by_%E6%B2%
88%E7%BA%A6)_3513379_(z-lib.org).pdf。 
116 ［元］汪大渊、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5月），页 96，

https://pdf.zlibcdn.com/dtoken/735ffe0d481524a39682112f1df4a760/%E5%B3%B6%E5%A4%B7%E5%BF%97%E7
%95%A5%E6%A0%A1%E9%87%8B_by_%E6%B1%AA%E5%A4%A7%E6%B7%B5)_7572736_(z-lib.org).pdf。 

https://pdf.zlibcdn.com/dtoken/22a146205a1e05984b7985d41a910113/%E5%AE%8B%E6%9B%B8_by_%E6%B2%88%E7%BA%A6)_3513379_(z-lib.org).pdf
https://pdf.zlibcdn.com/dtoken/22a146205a1e05984b7985d41a910113/%E5%AE%8B%E6%9B%B8_by_%E6%B2%88%E7%BA%A6)_3513379_(z-lib.org).pdf
https://pdf.zlibcdn.com/dtoken/735ffe0d481524a39682112f1df4a760/%E5%B3%B6%E5%A4%B7%E5%BF%97%E7%95%A5%E6%A0%A1%E9%87%8B_by_%E6%B1%AA%E5%A4%A7%E6%B7%B5)_7572736_(z-lib.org).pdf
https://pdf.zlibcdn.com/dtoken/735ffe0d481524a39682112f1df4a760/%E5%B3%B6%E5%A4%B7%E5%BF%97%E7%95%A5%E6%A0%A1%E9%87%8B_by_%E6%B1%AA%E5%A4%A7%E6%B7%B5)_7572736_(z-lib.or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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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三》纪实郑和下彭亨： 

“永乐七年（1409 年），太监郑和、王景宏、侯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

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蕃，以通西洋。是岁九月，由太仓刘家港开船出

海，所历诸蕃地面……曰彭坑”。117 

清代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卷四》记述中国与彭亨展开贸易往来： 

“比因粤闽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请，是年遂大开洋禁。凡南洋之广南、港口、柬埔寨，

及西南之……彭亨诸国，咸来通市”。118 

对于关丹，则在元代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被称作“口兰丹”，与“朋亨”同处单马

令（Tembeling）119河口一带。 

在逐年深化的接触与认识后，华人开始南移彭亨。1830 年，彭亨人口约 40,000，

马来人有 28,000，华人则为 12,000。120在阿都拉·阿都卡迪尔为传教而造访彭亨时，于其

《阿都拉的航行》中，提及北根有个港口，称作华人村（Kampong Cina）；在哲莱（Jelai）

则有马来人和华人，从事林产品和黄金的贸易。121关丹方面，华人多由水路通往当地，路

线应有 3 条：1.通过新加坡到北根，再到关丹；2.从吉兰丹（Kelantan）及登嘉楼沿海而

下；3.从中国南方直接前来。122自 1880 年起，关丹的华人已为市中主要聚居与从商的社

群，马来人则转而聚集于市区附近的乡村，与部分华人及原住民进行森林产品与树桐的经

济活动。123鉴于广州与肇庆 2 府的华人增多，关丹最早的华人会馆——广肇会馆，于

1899 年正式成立。该会除了进行会务活动，联结同乡，亦开办私塾教育同乡子弟，124可

视为华社的雏形。    

 
117［明］陆容，《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 26。 
118［清］王之春、王有立主编，《国朝柔远记（一）》（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页 208。 
119［元］陈大震、［元］吕桂孙纂修，《大德南海志（一）》（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2010年），页

76-77，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86324.cn/page/n80/mode/2up。 
120 Nicholas N.Dodge, “Population Estimates for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ast Coast States,” 439. 
121 Virginia Matheson Hooker, A short history of Malaysia: linking east and west, 113-114. 
122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页 89。 
123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页 90。 
124 〈关丹广肇会馆简史〉，《关丹广肇会馆庆祝 100周年纪念特刊》，页 63。 

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86324.cn/page/n80/mode/2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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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关丹的乡镇林明，亦有初具规模的华人采矿群体。这始于林亚三（Lim 

Ah Sam）在 1868 年，率领华人与马来人开采锡矿，使林明成了该物产的聚集点。1251904

年，在另一乡镇——甘孟，自锡矿商陆佑（Loke Yew，1845-1917，广东鹤山人）选择了

10,000 亩的采矿土地，并在河漫滩上开辟几座大型露天矿后，该区亦成了 2,000 多名工人

盛产锡矿的区域。1262 个乡镇的锡矿，被运至关丹，接着出口各地。贸易的进展，促使关

丹与其两个乡镇的人口与地方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增长。但关丹作为贸易、交通与行政的

中心，127发展远比 2 个乡镇来得迅速。对于关丹早期的开埠，主导锡矿业的华人起着关键

作用。128英国政府在当地的接续发展，亦少不了他们的助力。 

 1888 年，是关丹成为彭亨行政区之始。当年，约翰·罗杰（John Rodger，1851-1910）

成为彭亨的首位英国居民后，发现当地在华人与其他族群的耕耘下，已开辟成一个新的经

济中心。这意味着将行政中心扩至彭亨，会使英政府从特许权中获得更丰厚的利润。129于

是，英政府在翌年全面掌管彭亨，并将该州划成 6 个行政区，关丹是其一，130地方官员为

沃尔（A. H. Wall）。131接管第 3 年，英政府即组织马来亚移民与劳作计划委员会

（Commission of 1890），并制定了有关彭亨矿工的合同条款，从中可了解关丹华工的进

一步概况：1.工作 12 个月；2.工资 30 美元；3.16 美元为保护国支付经纪人的通行费，其

余 14 美元在合同期内支付给苦力，132意指华工一年有约 59 元叻币的薪水。  

 实际上，关丹并非一开始就成为彭亨首府。起初是在乌鲁彭亨，但在 1891 年，历

经酋长反抗的彭亨战争（Pahang War）后，移至瓜拉立卑（Kuala Lipis）。20 世纪，英政

府渐渐发现瓜拉立卑难以拓展的问题。相较之下，关丹在二战前已有州内唯一的机场（现

关丹空军基地，RMAF Kuantan Air Base），土地面积更大而平坦，供水亦充足，成了第

 
125 林明矿区原先属于彭亨苏丹敦·阿末（Tun Ahmad，1836-1914），后来苏丹将之赠予其华籍妻子，而妇女

则将该地转送予自己的父亲林亚三。见曾国来编，〈林明锡矿公司简介〉，《林明民众图书馆六十周年纪

念特刊》（关丹：林明民众图书馆，2014），页 128。 
126 R.G.Cant,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 (Singapore: Times Printers Sdn.Bhd.; 1972), 50. 
127 关丹是彭亨的 3大城市之一，其他分别是文冬（Bentong）和劳勿（Raub）。见 R.G.Cant,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 139. 
128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页 91。 
129 Tunku Tan Sri Dato' Shahriman Bin Tunku Sulaiman, “The Pahang Capital,” 87.  
130 Tunku Tan Sri Dato' Shahriman Bin Tunku Sulaiman, “The Pahang Capital,” 87. 
131 William Linehan, “A History Of Pahang,” 127.   
132 Wilfred Lawson Blythe, “Historical Sketch of Chinese Labour in Malaya,”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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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也是最终的选择。133而关丹的优势，源于彭亨苏丹与英国地方官员早期的合力建设。

1906 年，弗兰克·斯威特纳姆爵士于其《英属马来亚》，揭示了关丹的发展潜力： 

“在东海岸，每条河流的河口都被沙洲阻挡，在东北季风期间，沿岸有大量的碎石。

只有一个地方，彭亨的关丹，条件比较好，可以适中的成本提供保护”。134 

1909 年，如图 2.1 所示，关丹已有一个城市。约 20 年后，该地华人人口也涨到了

10,000 以上（图 2.2）。因为自 1920 开始，关丹便有了飞跃的进展。在苏丹与英国官员完

善彭亨的公路网络后，促进了以前仅依靠轮船航线的东海岸贸易发展。而且，也城市化了

关丹，将之变为东海岸最重要的工业城市，135为成为英政府的军事要地立下了根基。 

 

图 2.1：1909 年的彭亨定居点，关丹为 7 个城市之一136 

 
133 Tunku Tan Sri Dato' Shahriman Bin Tunku Sulaiman, “The Pahang Capital,” 87-89. 
134 Sir Frank Swettenham, British Malaya, 336-337.  
135 Fakulti Sains Sosial dan Kemanusiaa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Regionalism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ASEAN: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1-17. 
136 R.G.Cant,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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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自 1927 年起，有 10,000 及以上华人人口的西马城市，关丹为其一137 

 在这几十年间，彭亨与中国持续友好联系，涌入彭亨的华人逐步增加，助长了关丹

华人社会的发展。例如清代周凯的《厦门志·卷八》记载中国与彭亨的交易概况： 

“交易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

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去舟亦不甚远”。138 

清代谢清高的《海录·邦项条》道出中国南方与彭亨的频密互动：“邦项（读平

声）……古志多作彭亨……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139清代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卷四》提

供了移民彭亨的华人概数：“各处华民之数……芙蓉、彭亨各约二万”。140 

 时至 20 世纪，随着工业需求扩展，华人人口猛涨，在 1911 年已占据彭亨总人口

（118,708）的 20.5%。马来人、印度人与其他族群，依次为 63.9%、5.6%与 10.1%。141在
 

137 M.S.Sidhu, “Chinese Dominance of West Malaysian Towns, 1921-1970,” 21. 
138 ［清］周凯，《福建省厦门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页 160。  
139 ［清］谢清高，《海录（附三种）》（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 8月），页 25-26， 

https://book-oversea-cnki-
net.libezp2.utar.edu.my/CCGBWEB/Book/OnlineView/OB200415201?title=%E6%B5%B7%E5%BD%95。 
140 ［清］薛福成、沈云龙主编，《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页 182。 

https://book-oversea-cnki-net.libezp2.utar.edu.my/CCGBWEB/Book/OnlineView/OB200415201?title=%E6%B5%B7%E5%BD%95
https://book-oversea-cnki-net.libezp2.utar.edu.my/CCGBWEB/Book/OnlineView/OB200415201?title=%E6%B5%B7%E5%B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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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的林明（图 2.3），英政府用以经营矿场的彭亨联合有限公司（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已有 3,000 位工人，华人同样占据大的比例。142这为之后

林明作为关丹的抗日中心，打下了坚实的人力基础。另一部分的华人，则居于甘孟（图

2.4），在双溪柏拉河（Sungai Belat）山谷的村庄周围，再开采 4000 英亩的矿地。143期间，

亦有 1 间颇具规模的锡矿公司——义成有限公司（音译，Yee Shing Company Limited）。

该公司在 1938 至 1941 年间，持续扩张规模，土地申请从 20 到 193 英亩不等。144在不少

华工的聚集下，甘孟也将在之后，成为重要的抗日基地。 

 

图 2.3：1925 年以华人为主的林明街区145 

 
141 Nicholas N.Dodge, “Population Estimates for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ast Coast States,” 438. 
142 Sejarah Pahang (Kuantan: 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Pahang; 1971), 3. 
143 Land Office Kuantan 1938-1941,1947-1951,1953-57, file L.O.K. 310/38, Arkib Negara Malaysia. 
144 整合自 Land Office Kuantan 1938-1941,1947-1951,1953-57, file L.O.K. 

295/38,340/38,696/38,326/40,473/40,524/40,572/40,124/41,240/41, Arkib Negara Malaysia. 
145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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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914 年以华人为主的甘孟街区，有英国旗与中华民国旗悬挂于店铺146 

 第三部分的华人，则居于作为贸易站的关丹，集中在河口兴起的前街与后街（其中

一个街名为荣裕号，图 2.5）。147他们以自行车、人力车等为交通工具，以一间间现代化

的砖瓦店铺用作商业与住所，并立会馆与办华校。148有如华侨商会（中华商会前称）在

1903 创立，1936 兴建商办学校；149福建会馆在 1921 年竣工，1925 年创办华侨学校。150

再者，关丹的矿业、木业、橡胶业与渔业等，都在华人的进一步推进下，取得了更广泛的

发展。151比如，表 2.1 显示的 1921 至 1939 年的关丹胶园面积，有相当大的部分由华人所

经营。其中，包含张育聪（音译，Cheong Yok Chong）始自 1926 年的 4000 英亩胶园；黄

成庞（音译，Ng Sing Phang）于同年的 2000 亩胶园；以及甘育杭（音译，Kan Yok Hang）

 
14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44. 
147 原名陆佑街（Loke Yew Street），由陆佑于世纪之交所建。1889年，被英政府以关丹地方官员沃尔的名

字命名为沃尔街（Wall Street），华人则称后街。独立后，更名为马哥打路（Jalan Mahkota），但关丹的前

辈仍称后街。 
148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3-16. 
149 郑萃梓撰，〈关丹中华商会史略〉，页 30。  
150 刘丰厚，〈本会馆史略〉，页 14。 
151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页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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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4 位亲友，自 1926 至 1929 年的 1875 亩胶园等。152当时在关丹的知名华商，包括锡矿

商陆佑（图 2.6）、运输商黄亚养（Wong Ah Jang，图 2.7）、胶园主潘先兴（Phua Ah 

Heng）、木商李胡（Lee Woo）、石油商林和历（Lim Hoe Lek，图 2.8）与贸易商陈亚记

（音译，Tan Ah Kee，图 2.9）153等。如今的关丹街，仍有黄亚养路（Jalan Dato Wong Ah 

Jang）与林和历路（Jalan Lim Hoe Lek），以纪念华人先辈为关丹的贡献发展。   

 

 

表 2.1：1921 至 1939 年关丹胶园面积154 

 

图 2.5：1948 年周素敏的身份证，其中表明他住在关丹后街荣裕号155 

 
152 整合自 Land Office Kuantan 1919,1921-1930, file L.O.K. 14/26,146/26,294/26,107/29,116/29,412/29, Arkib 

Negara Malaysia. 
153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5. 
154 刘崇汉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页 92。 
155 笔者于 2022年 4月 24日，摄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展区 6：飘洋过海 落户他乡。 

年份 1921 1925 1930 1935 1939 

面积（亩） 22，000 23，000 29，000 29，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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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903 年陆佑（右一）与其公司职员在甘孟的合影156 

       

   图 2.7：黄亚养157                                  图 2.8：林和历158 

 
15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46. 
157 又名黄养，海南定安人（1867-1925）。与彭亨苏丹阿卜杜拉（Abdullah al-Mu’tassim Billah Shah，1917-

1932）关系良好，后被英政府委任为彭亨最后一任甲必丹。笔者于 2022年 4月 24日，摄于马来西亚华人

博物馆，展区 10：独立建国 共存共荣。 
158 〈历届会长像〉，《关丹中华工商会 100周年纪念特刊》（关丹：关丹中华工商会，2003），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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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935 年以华人为主的关丹前街，右边第 2间与第 5 间为永顺公司（Yong Soon & Co），

即是陈亚记所经营的贸易公司159 

虽说关丹大部分经济活动皆由华人运营，但其他族群仍有各自主导的行业，如同马

来人与华人合作渔业。前者供货，后者营销，将咸鱼与鲜鱼通过陆路运送到吉隆坡

（Kuala Lumpur）或怡保（Ipoh）。160在《彭亨历史》（Sejarah Pahang）中，有着相关

的描述： 

“（关丹的）大多数村庄都位于河流和小溪的入口附近。这些村庄居住着马来人，

他们大多是渔民。……当他们想从一个村庄到另个村庄时，会使用他们的渔船在海上航

行”。161 

再者，马来人亦经营船业。恰如 1904 年，一名《马来邮报》（Malay Mail）的记

者巡游关丹时，有一节如此描述： 

“沿着河岸漫步时，我惊讶地发现不少正在建造的船只。……从匀称的钓鱼船到大

型而弯曲的货船。所有的工作都是由马来人完成的，他们用最原始的器具……满足他们的

建造需求”。162 

 
159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60. 
160 R.G.Cant,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 134-135. 
161 Sejarah Paha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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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印度人在关丹早期没有银行与金融机构时，经营放债业务，为大部分身无分

文的华人移民提供经济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关丹华人商界的发展。到了殖民时

期，放债生意逐渐式微，163大部分印度人转而从事种植业。受过英语教育者，则与部分马

来人在政府部门工作。1643 大族群，各司其职，有所合作，成就了关丹 20 世纪的和平风

景。 

 第二节   援中抗日 

 在百年前的南航时代，远来关丹的日人除了有沦为娼妓的少女，还有售卖日货的商

人。在 1911 至 1921 年，由于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胜

利，加上橡胶热潮（Rubber Boom，1909-1912），日本展开海外经济扩张，使得彭亨的日

籍男性由 10%升至 22%。1919 年，日本在彭亨已有 327 个胶园区域、294 个种植面积与

26,600 个胶乳产量。截至 1931 年，移民彭亨的日人共 84 位。165其中，在 1936 年，移居

金马伦的日人共 19 位，主要从事农业。166在远离家乡的陌生之地，关丹的日人加入当代

立于后街的关丹日本人会（Kuantan Japanese Society）。会址为 75 号，沃尔街，关丹，彭

亨（75，Wall Street，Kuantan，Pahang）。会长兼会计是龟川军一，理事有柳本荣助和宫

本竹二郎；正会员有 12 名，连同家属 7 名，共计 19 名会员。167据悉，在日军还未踩踏铁

蹄抵达关丹前，后街曾有 1 位销售日货的日籍男子，168相信亦为会员之一。而该位不知名

的日人，在战前的每个傍晚，都会到河边驻足。战后人们没再见过他，于是认为他当时是

在探查关丹的地理情形，并向日军发放电报，169为日军之后在关丹河口驻守提供便利。 

 

 
162 “In Pahang.” 
163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4-16. 
164 R.G.Cant,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 128. 
165 Yuen Choy Leng,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before the Pacific War: Its Genesis and Growth,” 167-169. 
166 原不二夫，《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页 98。 
167 郑良树，《日本战前的南洋移民》，页 20。 
168 据黄翠琼表示，间谍是销售日货的。但据甄南育的手稿，则说间谍经营的是照相馆。鉴于史料有限，可

预估有 1位间谍经营其中 1份行业，又或是有 2位间谍各别从事这 2份行业。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

口述访谈；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169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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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暗中进行谍报活动的同时，关丹华人社会则在彭亨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

立的 1937 年，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该年 11 月 1 日，《南洋商报》在《又有两筹赈会 续

汇赈款救灾》中指出： 

 

“关丹筹赈会，前既直接付回行政院收义款，一万元以后，侨胞按月认捐月捐及各

界踊跃报效，至今又得，叻币将近万元，昨晚筹赈会假商会开全侨大会，议决，再汇国币

两万元，直付至行政院，不敷之数，由财政垫出，昨晚开全侨大会，并讨论推，公债办

法”。170 

  

再者，在意识到与日本的商业合作已不再是简单的商业活动，而是国与国的利益关

系后，马来亚华人社会开始抵制日货、日人与亲日分子的运动。有如金马伦华社，他们连

同英人一起排日，使日人陷入了人力缺失、销售亏损、被迫回国以及被捕入狱的惨境。171

在该运动的范围与规模的扩大之下，关丹华社亦参与其中，以经济打击日本，削弱其侵略

中国的力量。1938 年 3 月 7 日，《南洋商报》在《破坏抵货运动关旦一粤侨被罚》中报

道： 

“关丹与甘马挽（Kemaman）交界处至惹务英人大胶园，前星期由星洲办有敌人出

品至士敏士灰数百包，我侨苦力工人，疾恶如仇，当即拒绝起卸与运载至胶园，而印籍人

士之罗里车，激于大义，亦一致拒运，不料竟有民族败类，粤人某者，竟昧尽天良，甘犯

众怒，私与人接洽，使吉事人司机前往运载，冀可掩人耳目，不料运载仅二三次，即被其

同业查出，责以大义，复诉诸国货调查团，要求唾弃此种败类，前昨两万，国货团开会结

果，决议某者将是日运载所得之车资十二元，充筹赈义捐，并将该司机辞去”。172 

 

另一抵制事件发生于 1939 年 5 月，日本在关丹的龙运铁山，自 1937 年遭华工与印

工集体罢工后，不料“敌再利用无耻汉奸，四处招募，关丹日作（昨日）来两名汉奸，拟

 
170 〈又有两筹赈会 续汇赈款救灾〉，《南洋商报》，1937年 11月 1日。 
171 原不二夫，《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页 98-125。 
172 〈破坏抵货运动关旦一粤侨被罚〉，《南洋商报》，1938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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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金钱麻醉工人，到龙云做走狗”。于是“爱国青年，拟惩戒两名汉奸，但因事机不密，

闻风先逃云”。173 

 

另一方面，在新加坡的龙云铁山罢工的粤籍、福州籍华工，则带着救济会给予的 5

元津贴，到关丹等地寻业。174整体而言，在马来亚与关丹华社的抵制运动下，从 1937 年

到 1938 年，马来亚与日本的输出贸易从 72,334 跌至 23,827 千元；输入贸易从 134,367 跌

至 114,810 千元，各别减少了 67%与 15%，175成绩显著。 

 

期间，关丹华人社会亦陆续以捐款与献债筹募，救国救乡。如 1938 年 7 月 23 日，

为减轻中国抗战的负担，关丹筹赈会分派职员，向各个华人商店、会馆、学校、团体与个

人收义款，从中得出 3000 余元给予中国难民。176如永顺公司 4 至 5 月的月捐 154.50 元，

福建会馆义卖捐（素食）222.90 元，商办学校义卖捐（花）1,035.80 元（图 2.10、2.11 与

2.12），沈常福马戏团特别捐 175 元，刘天永义卖捐（素食）10 元等。同年 10 月 21 日，

关丹民众和福美兄弟有限公司（图 2.13），各别献出 24,500 元与 10,000 元的债卷。两者

献出的 34,500 元公债，共达至债额的 80%。17712 月 7 日，为扩大义捐数额，关丹筹赈会

的妇女部（图 2.14）又筹募了约 1,058 元。178本文受访者黄翠琼提及，当时她与家人亦有

向筹赈群体买花，尽一份心力。179可以想象，筹赈场面之热闹与沸腾。  

 

 
173 〈关丹发现汉奸引诱华工至龙运敌铁山〉，《南洋商报》，1939年 5月 19日。 
174 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页 98。 
175  王富盛，〈1931-1945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页 98。 
176 〈关丹筹赈会鸠收义款达叻币三千余元〉，《南洋商报》，1938年 7月 23日。 
177〈关丹同侨献债成绩达债额八十巴仙筹赈会职员动员劝征结果〉，《南洋商报》，1938年 10月 21日。 
178  “Relief Fund Organisers,” Malaya Tribune, December 7, 1938. 
179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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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与图 2.11：1938年卖花救国的商办学校女学生180 

 

 
180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0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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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938 年商办学校的师生照，学生手握旗帜或花篮，应为筹赈前后所摄181 

 

图 2.13：现今保留的福美兄弟有限公司182 

 
18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06. 
182 笔者于 2021年 7月 21日，摄于关丹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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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1938 年关丹筹赈会的妇女部183 

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在临终前念及国事，叮嘱家人节约助赈者。犹如历任关丹筹赈

会要职的陈炳利，在 1940 年 5 月 10 日，向家属叮咛并病逝后，家属便将国币 2,000 元以

及礼卷 46 元，交予筹赈会代表。184此外还有家属逝世，不忘国难者。永顺公司股东陈家

俊在其母郭太夫人逝世后，于 1941 年 3 月 17 日举办出殡之时，捐出约 150 元，185深刻诠

释了爱国主义精神。 

 

同时，关丹华人社会亦开始以表演与比赛扩大筹款管道。宛如享誉马来亚戏曲界的

演员萧梦兰（音译，Siew Mong Lan，图 2.15），在 1938 年 11 月，于林明组织一场戏曲

表演，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集多达 3,100 元；186同月 23 日晚上，关丹利群舞

台开演粤剧大集会班，永顺公司则于场内报效一打国产名酒。当晚入场卷连同名酒计算，

又筹得 1,200 余元。187比赛方面，有如在 1939 年 9 月 12 日，关丹中华体育会引领篮球、

足球等队，分 3 辆汽车，前往劳勿进行 2 天的慈善赛，最终荣获《体育救国》锦旗，并从
 

183 “Relief Fund Organisers.” 
184 〈关丹陈炳礼前日出殡家属遵嘱节约二千元赈难民〉，《南洋商报》，1940年 5月 20日。 
185 〈彭亨关丹陈家俊令慈逝世节约助赈献金叻币一百五十元〉，《南洋商报》，1941年 3月 25日。 
186  “She Sang To Help China,” Malaya Tribune, November 19, 1938. 
187 〈关丹利群舞台演剧助赈得热心家报効共叻币千余元〉，《南洋商报》，1938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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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中获得 229.56 元的义款；1882 年后，关丹中华体育会亦迎来登嘉楼中华体育会的到来，

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至 24 日进行足球、乒乓与篮球的筹赈赛，在 3 天中取得义款 300 余

元，189竭力壮大筹赈果实。 

 

图 2.15：萧梦兰190 

于 1938 至 1940 年间，中国的华南、西南疟疾流行，又缺医药，抗战境遇艰辛。为

此，关丹华人社会亦不遗余力地筹募战争物资予祖国。191正如 1938 年 12 月 19 日，林明

一众妇女为筹募寒衣予中国前线，向各界募捐，共获 414.35 元。1921940 年 9 月 16 日，经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分配各区筹募寒衣的数额后，关丹筹赈会即积极进行该活动。

经商讨后，“议决林明支会应负五百五十元，咁孟支会三百五十元，关丹本区九百元”。193

同年 4 月 30 日，关丹筹赈会亦开展购车运动，“商讨募购卡车及请给爱国襟章事赈并通过

 
188 〈关丹中华球队 在劳勿举行筹赈赛〉，《星洲日报》，1939年 9月 15日。 
189 〈丁加奴球队出征关丹 四场义赛得三百余元〉，《星洲日报》，1941年 6月 30日。 
190 “She Sang To Help China.” 
191 朱新玲、何成学，〈论华侨华人对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贡献〉，页 126。 
192 〈彭亨林明热心妇女募寒衣赠将士共得叻币四百余元〉，《南洋商报》，1938年 12月 19日。 
193 〈关丹筹赈会响应募寒衣〉，《南洋商报》，1940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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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节演剧筹”。1945 月 21 日，公布该会分配款项，“计林明五百元，甘孟三百五十元，

其余一千三百五十元，由关丹负担”。19525 日，关丹兴办剧目为《还我河山》的粤剧表演。

经该会职员及其妇女部的踊跃售票，筹得 1,500 多元，196超越应付款项数额。  

有记录显示，从 1939 到 1941 年间，马来亚华侨的义捐数为南洋之首。义捐人数达

235 万，每月捐输平均数 420 万元，平均每人每月捐输数 1.75。197据不完全统计，自 1939

起，关丹华人社会抗日援中的运动亦达至高潮。在此期间，关丹华社除了持续上述提及的

抵制日货、捐款、献债与筹募物资，亦出尽人力，一心一德地招募机工、兵友与扶助难童。  

1939 年，据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第二名单，可知彭亨队有 10 名机工：江金

瑞、陈耀驹、王东进、陈安、叶检、沈护权、陈章霞、李儒、钟贵与刘亚才。198而在该年，

关丹所知的回国机工可分为 2 批。首批为同年 3 月，毅然前往关丹筹赈会报名登记的史立

江与符世兴，2 人均具精良驾驶修理技术。北返前，二人各得中华体育会赠送题为《气壮

山河》的旗帜，筹赈会给予的五元与轮船公司赠予的新加坡轮票。在抵达关丹码头时，由

欢送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欢送二人登船。199第二批机工则为 4 月，接续报名的叶友来、

古来兴、李三、符亚盛、郑庭椿、林庆建与李鸯 7 人。7 人均获得鲁班行工余剧团赠送题

为《壮哉此行》的锦旗，以及福建会馆报效的新加坡轮票（李鸯因居留登记手续不完备，

改乘联邦火车往新加坡）。200另外，3 名来自林明锡矿公司的罗里厂员工，亦有回国服务。

即亚东、亚彭与亚毛，战后除了亚东曾回林明探亲，其他人消息不详。201同年 4 月 8 日，

关丹华校联合举行儿童节庆祝大会与夜间游艺筹赈，除了有华校生百余位，亦有数十名巫

印族的外校生。当日，因念及中国难童的惨境，所举行的儿童献金与儿童游艺（表 2.2），

各别获得了 50 余元与 2,000 元的款项成绩。202实际上，在大会的前一年，商办学校已有

捐募款项，并救济 51 名难童的义举。1939 年 11 月，该校接获吉隆坡领事馆的续养信函，
 

194 〈关丹区筹赈会决献运输车一辆青年界今日演剧筹赈筹赈会派员协助办理〉，《南洋商报》，1940年 5

月 4日。 
195 〈关丹筹赈会 积极募车〉，《南洋商报》，1940年 5月 21日。 
196 〈实兆远及关丹演剧筹欵购卡车两地共筹得叻币二千元〉，《南洋商报》，1940年 5月 29日。 
197 王富盛，〈1931-1945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页 97。 
198 杨国贤、姚盈丽编，《南侨机工英明录（上册）》（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15），页 54。 
199 〈关华机工回国服务同侨热烈欢送〉，《南洋商报》，1939年 3月 21日。 
200 〈关丹各界同侨欢送二批机工回国各校联庆儿童节并游艺筹赈〉，《南洋商报》，1939年 4月 4日。 
201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0-191。 
202 〈关丹华校庆祝儿童节 不忘祖国难童〉，《星洲日報》，1939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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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照旧捐助难童。2031940 年 9 月 6 日，在中国抗日日益严峻的伤兵问题下，关丹华社

热烈响应该国发起的“伤兵之友”运动，由关丹筹赈会“组织征求伤兵之友关丹队委员会，

并分设福建队，广肇队，琼州队，广西队，惠潮嘉队，客闽队，班珍队”。204同月 27 日，

该会妇女部便征得兵友 200 名，205与祖国团结一心，为伤兵提供力量。  

 

 

 

 

 

 

 

 

 

 

表 2.2：1939 年关丹华校儿童筹赈节目表206 

 

 1937 年 11 月，48 位即爱国又爱音乐的青年，成立武汉合唱团，并到各地进行筹赈

演出。翌年，他们开始前往广州、香港等地，而后远赴新加坡、马来亚开展活动。1939

年 10 月，该团的抗日巡回演出达至关丹，为关丹华人社会的抗日援中运动再添风采。21

日，武汉合唱团在关丹举行最后一场演出，当晚观众达 2,000 多人，为 3 晚中最热闹的一

场。开演前，周发森代表主席吴乾义的致辞，深刻表达了关丹华社对于祖国抗日的无限支

持：“今晚是演奏最后一晚，我们要献金，多多献金，以争取中华民族最后之胜利” 。歌

咏时，全场鸦雀无声，静听民族呼声。休息时，黄椒衍演讲《反汉奸三部曲》。接着，话

剧《逃难到关丹》开幕，因表演极度精彩，动情的观众纷纷把铜币银元投到台上。整场演

出至午夜 12 时结束。当晚的献金共得 1,000 余元，合第一（19 日）与第二晚（20 日），

 
203 〈关丹筹赈会汇义欵两宗商办学校决定继续认养难童〉，《南洋商报》，1939年 11月 8日。 
204 〈关丹筹赈会开始征求伤兵友组队出发限期二周结束〉，《南洋商报》，1940年 9月 7日。 
205 〈关丹筹赈会妇女部征求兵友二百名捐欵三百八十一元经汇缴〉，《南洋商报》，1940年 9月 27日。 
206 〈关丹华校庆祝儿童节 不忘祖国难童〉。 

节目 

1. 前进了小朋友 8. 叠罗汉 

2. 群花乱舞 9. 再上前线 

3. 打鱼歌 10. 新衣 

4. 国术 11. 教子 

5. 好朋友大联合 12. 串好的把戏 

6. 双四舞 13. 一毛不拔 

7. 出征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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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得 20,000 余元。此次关丹与合唱团的演奏助赈，总成绩为 48,000 元（不含许多尚未估

价的金牌金戒），207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同月 23 日，下午 5 时，林明筹赈会主席潘先兴（图 2.16）设宴于中华学校礼堂，

招待从关丹来到林明的武汉合唱团。24 日，筹赈会在林明巴刹前的跨沟渠塔设立舞台，

让合唱团露天演出。首演前，潘光兴即在演讲后的献金仪式首献 2,000 元。当晚共筹得

4,300 元。20825 日，合唱团展开第二场名为《人性》的话剧演出。潘先兴代表筹赈会，潘

慧英代表妇女部，各别赠予《民族吼声》锦旗与《救亡先锋》金牌予该团。献金时，一批

工友均将各自血汗钱一并献出。结果共得 680 元与多个金饰。2 晚的门票及献金加起来，

共得 11,500 元。209值得一提的是，林明客属工会的林明青年团，亦有参与武汉合唱团的

筹备和演出。该团团长为张铭昌，团员有张国添、钟泉贵、叶瑞琛、何亚水、潘金凤、吴

凤萍、古德贤、叶继文、周宝萍与伍学举等 30 多人。之后，该团亦有在林明戏院（图

2.17）与关丹戏院义演话剧与歌咏节目，210数次为筹赈运动贡献力量。  

此后的 1940 年 10 月，关丹华人社会再度迎来中国另一剧社——新中国剧团，到南

洋抗战筹款。在关丹筹赈会的统整下，该团分别于林明及甘孟表演 3 天与 1 天。在关丹则

于和平戏院表演 3 天。票卷以主席团 300 元、名誉卷 100 元、特别卷 50 元、一等卷 10 元、

二等卷 5 元、三等卷 3 元与普通卷 1.50 元分等。211虽然并未找到华社与该剧团的合作成

果，但通过他们与武汉合唱团的合作成绩，预计活动应颇为成功。另外，同年 4 月，在汪

兆铭和日本于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琼州会馆亦出文讨伐汪兆铭，212坚定抗战

之举。 

 
207 〈武汉合唱团在关丹 筹赈成绩 几达星币五万〉，《星洲日報》，1939年 10月 24日。 
208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89-190。 
209 〈武汉合唱团在林明次晚演唱详情两晚共得叻币万余元该团日内赴立卑演唱〉，《南洋商报》，1939年

10月 29日。 
210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0。 
211 〈欢迎新中国剧团关丹决定演三晚〉，《南洋商报》，1940年 10月 31日。 
21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海外指导专员周启刚函国民政府文官处为抄录南洋彭亨关丹埠琼州会

馆讨汪兆铭电原文〉，1940年 4 月 22 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五）〉，《国民政府》，台北：国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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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林明筹赈会主席潘先兴213                             图 2.17：1930 年的林明戏院214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一年，关丹华人社会依然与中国一同团结抗战（表

2.3），使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了僵局。每逢中国的重大事件纪念日和节日，如“九一八”

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元旦春节与双十节等，关丹华社皆会举行宣传与筹赈

活动，借此增进抗日斗志与资金。 

年度 各别筹赈成绩（马来亚元） 总筹赈成绩（马来亚元） 

 

1941 年 2 月 

关丹区：2,928.27 元 

林明分会：2,197.40 元 

甘孟分会：587.20 元 

 

5,712.87 元 

 

1941 年 3 月 

关丹区：2,015.11 元 

林明分会：1,958.36 元 

甘孟分会：924.46 元 

 

4,897.93 元 

 

1941 年 4 月 

关丹区：1,303.24 元 

林明分会：1,924.71 元 

甘孟分会：339.40 元 

 

3,567.35 元 

 
213 笔者于 2021年 4月 12日，摄于关丹海南会馆（前称琼州会馆）。 
214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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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5 月 

关丹区：1,109.50 元 

林明分会：1,671.26 元 

甘孟分会：803.10 元 

 

3,583.86 元 

表 2.3：关丹华人社会 1941 年 2 至 5 月的筹赈成果215 

 1941 年 1 月 1 日，元旦莅临，关丹华人社会均升旗庆祝中华民国成立 30 年。各社

团与学校设宴联欢。客属公会为庆祝周年纪念，场面更为热闹，念及国难，又当场捐出献

金 200 元。关丹筹赈会则主办关丹中华队与林明球队的篮排球与乒乓筹赈赛。在妇女部全

体职员出发售票之下，得出赈款 200 多元。21625 日，为响应彭亨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的春节献金，关丹筹赈会通告华社尽量节约，待筹赈人员日出到场收集献金。217至节日之

时，筹赈会也派出卖花队，到市区、山芭等劝售红花。在华社之深明大义下，共获 400 余

元。而中华体育会游艺部的歌咏队，经华民署批准后，于 27 日（初一）与 28 日（初二），

沿门向同胞唱歌庆佳节，再获 650 元，218表现了华社的高度团结。 

同年 5 月 13 日，关丹筹赈会为纪念“七七”，决定举行献金纪念，并赠予蒋介石像

以示支持。2196 月 25 日晚间，筹赈会将七七献金的期限，定于 7 月 1 日至 10 日，并在 7

月 7 日于瑚成戏院（Sultana Talkies，图 2.18）举行纪念仪式。票价设为 5 元、3 元、2 元、

1 元与 5 角 5 种。早前，该戏院主人亦来函，表示愿报效一夜助赈。220同时，另一影院，

邵氏兄弟影戏公司的甘孟分院，议决筹办七七义演筹赈。此外，福建会馆决议将 20 周年

开馆纪念的宴费 50 元，给予中国之灾民，221并在 7 月 4 日简单地庆祝纪念日后，现场献

 
215 综合自〈彭亨各区筹赈会二月份汇欵统计叻币二万二千九百余元〉，《南洋商报》，1941 年 4 月 13 日；

〈彭亨彭华筹赈总会汇报三月各区汇款计一万八千九百余元〉，《南洋商报》，1941年 5月 5日；〈彭亨

华侨筹赈大会发表各区汇款统计四月份计叻币一万五千余元〉，《南洋商报》，1941年 5月 25日；〈彭

亨华侨筹赈大会发表各区汇款统计五月份叻币一万三千余元〉，《南洋商报》，1941年 7月 21日。 
216 〈彭亨关丹华侨庆祝新年开会联欢举行球赛筹赈〉，《南洋商报》，1941年 1月 8日。 
217 〈彭亨关丹赈会响应献金并决派员春节出发售花中华体育会亦决出歌唱〉，《南洋商报》，1941年 1月

25日。 
218 〈关丹同侨 春节输将 达一千余元〉，《南洋商报》，1941年 1月 31日。 
219 〈关丹筹赈会响应七七献金助赈赠蒋委座像以示拥护〉，《南洋商报》，1941年 5月 17日。 
220 〈关丹筹赈会 职员会议 决定七七献金〉，《星洲日報》，1941年 6月 27日。 
221 〈彭亨关丹筹赈会定期徵求七七献金一影戏院报効义映壹宵〉，《南洋商报》，1941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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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七七献金 100 元。2228 月 13 日，时至“八一三”纪念日，关丹筹赈会办了 3 件事。一为再

借瑚成戏院举行纪念仪式，并请中华体育会的歌咏队到场演唱纪念歌。该队亦献出 81.30

元，作为纪念之意。接着是在纪念会完毕后，委派该会妇女部及青年队，到各市区的丘园

售卖红花，各得 202.40 元与 460.66 元。最后则接受邵氏中山影戏院（Sun Talkies，图

2.19）于当晚的助赈报效，收获 61.50 元。223到“九一八”纪念日，同为售花筹赈，双十节

则由中华体育会与筹赈会妇女部，联合举行游艺会（话剧歌咏）募款。224在这些庄重的日

子里，华社一刻也不停息，为阵亡的将士与死难同胞竭尽抗日之力。 

 

图 2.18：1939 年的瑚成戏院225 

 
222 〈彭亨关丹福建会馆庆祝二十周年纪念决议七七献金百元来届职员亦经选出〉，《南洋商报》，1941年

7月 7日。 
223 〈八一三纪念日 同侨捐输续志〉，《星洲日報》，1941年 8月 18日。 
224 〈关丹筹赈会 定九一八售花〉，《星洲日報》，1941年 8月 25日。 
225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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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1950 年的中山电影戏院226 

 第三节   援英备战  

 踏入 1941 年后，距离日军踏入关丹的日子越发临近。眼见世界局势越趋紧张，关

丹华人社会开始援助英国迎战。同年 3 月 23 日晚上，关丹华人援英会接受中山电影戏院

报效的一夜放映。电影为《为德国活地狱》，讲述纳粹党专制无道的一面。在援英会职员、

筹赈会妇女部及青年队的共同售票下，县长、警长与医院长，均购票进场。整体观众甚多，

票房成绩因此达至 600 余元。227同年 9 月 1 至 7 日，关丹华社又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

民总会的援英周，为英国抗战及其受空袭的灾民筹募。援英周前个月，即 8 月 20 日，在

中华商会的号召下，会馆如福建、广肇、广西、客属、惠潮、琼州，学校如华侨、商办、

振华、公民，其他如鲁班行、集雅俱乐部、中华体育会等，均派代表出席商讨方案。讨论

结果有 3 项：1.联合举办游艺会，并由筹赈会主办售票；2.征求咖啡店、食物档及影院报

 
226 图中戏院因起火而烧毁中。见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18. 
227 〈关丹中山戏院 义演援英 成绩六百元〉，《星洲日報》，1941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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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义卖与义映；3.向当局申请准许学生参与游艺，以增多款项。2289 月 1 日，筹赈会亦售

花援英。早晨 8 时，售花队伍分成职员队、妇女部及青年车队，3 队又分出数队，到关丹

各街区、工场及丘园劝售。在中英两国人士皆踊跃捐献之下，最终青年队得 80 余元，职

员队得 100 余元，妇女部得 100 余元，共 300 余元。另外，筹赈会还不忘最初之职责，在

同月 30 日，寄送了赈款 1,748.75 元予中国。229这体现了华社不仅着重祖国的安危，亦决

心与世界站在一起，抗击侵略。 

 1941 年 2 月，在关丹当局开始发布一系列的战前筹备活动后，关丹华人社会亦亲

身感受到了战争的氛围。首先是灯火管制。关丹当局于 20 日夜晚 8 至 10 时举行局部灯火

管制，规定许用灯火与禁用灯火 2 种。前者为具有防空部的灯罩或其他具同用效力的灯罩

（以掩蔽电光）、无罩的油灯、洋烛及车旁的小灯。后者为大光灯、无遮蔽的电灯、手电

筒及车头的大灯。由此，所有商店和住宅都安装了由纸板制成的英式灯罩，便于在夜间使

城镇变暗，防范空袭。230当局亦在关丹市装置空袭警报信号，以让市民有所准备，并遵守

管制条例。231圆柱形警报器具 6 英尺长，被安装在一座 20 英尺高的木塔顶部，处于前街

与后街的拐角处。打开时，可以听到方圆 2 英里的声音。2327 月 26 日，关丹海港局长公

布彭亨码头灯火管制条例，表示今后除航海指示灯外，在彭亨的所有码头均不宜有灯火。

即使有放宽条例使用的情况，亦不能用放光大于起落货物的灯火。233这种种条例，意指华

社在此后的日常生活与营业模式，须应时势而有所改变。 

二是防空演习。同年 3 月，关丹防控部于 6、7、10 与 11 日，由入夜 6 时到天明 6

时，举行防空演习与灯火管制。6 与 7 日两夜，仅为无警报的褐色管制。10 日则全日戒严，

学校遵令停课一天。虽说当日灯火管制严苛，但路上行人拥挤，影院仍照常开映。迨至

10 时，警报防空人员首次齐鸣警笛，关丹市灯光一路熄灭，行人均紧张地躲在骑楼下。

期间，前街的邮局猛然失火，消防队即刻前往扑救。鉴于火势猛烈，只得救护 2 旁的居屋。

 
228 〈全马各地华侨筹赈会热烈响应援英运动决举游艺会及扩大征募献金〉，《南洋商报》，1941年 8月 23

日。 
229 〈关丹筹赈会 售花援英 得三百余元〉，《星洲日報》，1941年 9月 4日。 
230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6. 
231 〈彭亨关丹局部灯火管制定廿日晚上八时至十时举行〉，《南洋商报》，1941年 2月 15日。 
232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6. 
233 〈灯火管制期间彭亨码头禁止燃点灯火〉，《南洋商报》，1941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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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段插曲后，警报亦解除，全市即恢复褐色状态。11 日，戒严不如昨日严厉，仅有防

军在海口举行演习。入夜后，为无警报的褐色管制。不过，防空、救护与消防各专业人员，

仍整装执行演习。在军民双方之合作下，演习效果甚佳。234同月 15 日，为未雨绸缪，甘

孟培英学校（Pei Ying School）议决在校后的山林深处，改建师生的避难所 2 座，并开掘

防空壕数座。同时，在教育方面，实施战时救护与防空演习。235上述演习，由于没有任何

侵袭，笔者将之列为演习首个阶段，即安全阶段。下一段落将叙述第二阶段，即遭袭击的

危险阶段。 

该年 5 月 26 与 27 日，关丹防控部再举行演习。然而，在首晚 7 时，却遭遇日本军

机前来视察情况。警报一响，关丹市当即熄灭褐色灯光，防空监护员分头指导市民，救护

队则集中各办事处，随时候命。最终日机未有任何入侵之举，便解除警报，恢复具灯光的

褐色状态。翌日上午 10 时，警报突然响起，监护员前往马路制止车辆行动，并使之停在

马路两边；美以美女校（SMK (P) Methodist Kuantan）的女学生则躲到大水沟中。在这期

间，日机直入市区，在市中心的马路投下一弹，伤及路旁数名市民。不料，下午 2 时，警

报再次响起，日机的炸弹再度落下，命中福美兄弟有限公司的货仓。消防队即刻上门扑灭

施救。夜晚 8 时，日机三度投下炸弹 2 枚，一落在民兴旅店的天台，二落在前街的悦来茶

室，同为消防队前往灭火。236而后，在 6 月 18 与 19 日，全马来亚举行防空演习，关丹亦

在其中。演习首晚，警报于 8 时半响起，关丹市顿时黑暗，但市内并无动静，故不知警报

何时解除。第二晚 9 时，日机又侵入市区进行轰炸。警报大响，行人即躲避至骑楼下。日

机于关丹市上空，投下 2 枚炸弹。1 颗落在后街的三达公司门前，伤及 3 人；1 颗落在前

街，伤及 2 人，所幸伤者均获救护队救治。237从这危险阶段可知，早在马来亚战役前，日

军已掌握关丹的地理情形，并攻击该市数次。而且，还集中攻击华社聚居的前街与后街。  

此外，为完善防范设施，当局也在后街商店对面的深水渠上，铺设了木制平台，以

便居民可以跳进去避难。而后，又在后街的群合咖啡店（音译，Kheng Hup coffee shop）

 
234 〈关丹防空演习 发生不幸事件〉，《南洋商报》，1941年 3月 14日。 
235 〈彭亨甘孟培英学校建避难室以防急变前任总理温君定儿童节宴请教职员及会考学生〉，《南洋商报》，

1941年 3月 15日。 
236 〈敌机叠袭关丹货仓旅店遭惨炸救火队努力抢救始扑灭〉，《南洋商报》，1941年 6月 1日。 
237 〈警报〉，《南洋商报》，1941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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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前街的关丹大华银行（UOB Branch-Kuantan），建造了 2 个商店大小和 4 英尺深的大

型水箱。预计水箱是用以储水灭火。在此之前，该两处皆为空地。238图 2.20 显示的大华

银行即为水箱遗址。 

 

图 2.20：英军设立备战水箱遗址239 

在战云密布的境况下，关丹华人社会同样策划了战前筹备活动，即疏散人口。中华

商会于 1941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 时，与各社团，包括福建、广肇、广西、琼州、客属会馆

以及中华体育会，商讨疏散人群的办法。结果为各会馆派选 6 人，各团体派选 1 人，合成

疏散人口委员会。章程则由华侨与商办学校，定于 29 日下午 1 时，与委员会起草，内容

涵盖经济募捐与向政府请示安全疏散地点。240历经此阶段的陈明星表示，此时他的父亲也

已开始储备大米、饼干和罐头食品，241防患于未然。 

 
238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6. 
239 笔者于 2021年 7月 21日，摄于关丹前街的大华银行。 
240 〈关丹华侨 成立疏散委会〉，《星洲日報》，1941年 3月 27日。 
24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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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如同其他地区的华人，关丹华人即使移居至马来亚，仍旧心系中国。在强烈使命感

的驱使下，竭尽所能地为中国抗日尽心尽力。从 19 世纪，在关丹组建中华气息浓厚的华

人社会，到 20 世纪，为中国在前线或后援作战，足以见得他们在当代对中国的赤胆忠心。

整体的抗日从 1937 年全面开始，到 1939 年达至高峰。最后到了 1941 年，还一并援助英

国，联合世界抗日。然而，他们英勇无畏的抗日行动，却抵挡不住日军决绝果断的南进路

程。很快地，在以几枚炸弹作为“见面礼”之后，日军将以大队抵达关丹，为华社的生活带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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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军进入关丹初期 

马来亚海战的打响，到马来亚的沦陷，关丹扮演着重要的军事角色。对于关丹内部

的战争与沦陷，以及战败后对华人社会所造成的生活影响，学术界的着墨不多。有鉴于此，

本章着重介绍马来亚海战前后，英日两军在关丹的对战情形，并进一步探析华社的战争境

遇。 

 第一节   抗日失利 

1941 年 11 月 13 日，离关丹战事爆发不到一个月，伦敦电台引述日资英文报纸

《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的报道，表示关丹的所有日本居民已被命令，从

同月 12 日起的两周内撤离。24212 月 4 日，临近黎明，日军首批部队由中国海南岛的三亚

港出发，前往马来亚。243同月 8 日，日军分 3 条路线进攻，分别为吉兰丹的首府哥打巴鲁、

泰国南部的宋卡（Songkhla）与北大年（Pattani）。244另一方面，为了防守马来亚，英国

派遣“威尔斯太子号”与“却敌号”，作为舰队的强大主力，从新加坡前往关丹河口驻守。于

他们而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丹）是一个重要区域，特别是因为它可以被视为半岛中心

的天然防线尽头，以及从东海岸到吉隆坡和马来亚的主要干线通讯……那里随着建立的军

事设施，使它具有了新的重要性”。245 

不过，自敌对行动爆发以来，日本舰队一直在密切关注英国舰队的动向，尤其是该

2 艘战列舰。1941 年 12 月 9 日，下午，一艘日本潜艇发现了正在移动的英国舰队。于是，

日本舰队与其空军合作，开始寻找战列舰。同日，日军亦集中袭击关丹机场。  

英国建筑师卡内基（Mr.A.C.Carnegie）如此叙述在关丹机场见到日军的情形： 

“周二早上，我在关丹机场进行一些工作。临近下午，开始听见军机的轰隆声，接

着便看见 8 架飞机从高处飞来”。 

 
242 “Japanese Told To Evacuate Kuantan,” Malaya Tribune, November 13, 1941. 
243 陆培春，《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惨绝人寰的 3年零 8个月》，页 7。 
244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页 3。 
245 “The Third Day,”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December 11,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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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同伴皆看向高空，一时没想到军机属于日军。直到一名观察入微的飞行员突然

大喊“我的天，是敌人！”，一名马来司机又惊叫“先生，军机投下了炸弹！”。面临突如其

来的袭击，村庄的男女与孩子都呆若木鸡地盯着天空，官兵几乎是以扔的方式，把他们都

置入防空壕，最后再为自己寻找掩护。接着他又说： 

“我潜入机场边缘的排水沟，平躺着，看着他们完成第 1 次袭击。这绝不是最后一

次，因为他们绕了一圈，又回来了。这次 8 架军机降低，各自独立射击。到第 3 次，也是

最后一次，他们用机枪扫射仅存的建筑物和外屋，才轰鸣而去。我们绕着轰炸区转了一圈，

发现除了我们建造的许多建筑物都毁坏了，现场并没有任何伤亡”。246 

从卡内基的经历可知，在马来亚海战前，关丹机场早已无法运作，临近的人民同样

遭受袭击。  

1941 年 12 月 10 日，6 时 30 分（GMT），日本潜艇终于在关丹发现英国舰队，日

本军机即刻发动攻击。247据联合作战司令部（Combined Operations Headquarters）发布的

第 7 号公报（Communique No.7），英军在上午 11 时左右，已与日军在关丹上空交战，

并成功袭击其军机。248只是，日军还是在英国战舰缺乏空军掩护之下，249以炸弹与空投鱼

雷，迅速击沉了 2 艘战舰。5 时 29 分（GMT），重达 32,000 吨的“却敌号”轰隆沉没。5

时 50 分，重达 35,000 吨的“威尔斯太子号”随着沉下。250由此，英军的海上防御计划被摧

毁了一半，给当地守军本已低落的气势，带来了莫大的冲击。251少了战舰的保护，关丹的

战争局势，已然变得更为严峻。  

1941 年 12 月 16 日，自占领吉兰丹后，日军第 18 师团佗美分队一路南下，以破竹

之势从登嘉楼的甘马挽抵达关丹。252早前，英军认为，日军会像对美国珍珠港一般，以其

强大的海战能力攻入关丹。由此，英军制定了保卫港口作战计划，沿海现 40 公里，设立

了 11 座炮台。如图 3.1 所示，从双溪卡浪 2 座、巴洛（Balok）4 座、美塞拉 3 座，到直

 
246 “‘I Saw Kuantan Bombed’,” Malaya Tribune, December 15, 1941.  
247 “Story Of Sinking,” Morning Tribune, December 12, 1941. 
248 “Japanese Landing Bid At Kuantan,”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0, 1941. 
249 陆培春，《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惨绝人寰的 3年零 8个月》，页 14。 
250 “Story Of Sinking.” 
251 陈剑虹，《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页 420。 
252 陈剑虹，《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页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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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尖不辣海滩（Teluk Cempedak）2 座（图 3.2）。253这样一来，不论日军的战舰从关丹

的任一海岸登陆，英军皆可立即扫射。没想到，事前做好地理调查的日军，早已排除海战，

以陆战攻击在海岸备战的守军。首先，日军以调虎离山计，让几个潜水艇露出海面，发出

“砰砰砰”的炮声，让英军以为他们真从海边攻来。双方便在直落尖不辣海滩的炮台间对战

了起来。另一边的日军主力，则已从后方抵达距离现海边 10 公里的士满慕（Semambu）

（图 3.3）。254由于日军的陆战计划，致使英军在沙滩上建立的炮台完全失去作用，近乎

处于挨打的困境。在海岸持枪向海的英国佣兵，被从士满慕来的日军抓获；英军的各个兵

营还未开炮，便已毫无招架之力，唯有全数投降。255据梁荣业所述，当时夜间，他店内仍

有几位英人吃饭喝酒。听见日军攻入，英人便落荒而逃，甚至损毁了一架渡船。256自此，

关丹市民失去了最后的海域防线。 

 

图 3.1：英军沿海设立炮台的各个地点257 

 
253 整合自 Farid Drone, “(Drone) Menjejaki 12 Kubu WW2 British di Kuantan, Pahang,” Youtube,  

August 31, 202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hejY9ruVg&t=501s. 
254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255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256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257 “Sungai Karang to Teluk Cempedak,” Google Map, accessed Mar 1, 2022, 
https://goo.gl/maps/RpQcWAiU74BPaCmC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hejY9ruVg&t=501s
https://goo.gl/maps/RpQcWAiU74BPaCm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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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直落尖不辣海滩的其中一座炮台258 

 

图 3.3：日军从士满慕突袭直落尖不辣海滩的英军259 

 
258 笔者于 2021年 2月 25日，在甄南育的引领下，摄于直落尖不辣海滩。 
259 “Semambu to Teluk Cempedak,” Google Map, accessed Mar 2, 2022, 
https://goo.gl/maps/XxtL2WQgFTX2pMw99. 

https://goo.gl/maps/XxtL2WQgFTX2pMw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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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情势已不可逆转，林明锡矿公司总经理文森特·贝克（Vincent Baker，1929-

1941，图 3.4）趁日军还未抵达林明前，遵照伦敦总公司“所有矿场皆应给予淹没或摧毁”

的指令，着手展开行动。他先是把英国职员（图 3.5）分成 2 批，撤回伦敦。不过，只有

首批人员顺利抵达伦敦，第二批人员被滞留在了新加坡，甚至有部分人员被派去建设泰缅

铁路（Burma Railway）。而贝克与其妹妹白娜·贝克（Nona Baker）留待最后，指挥封矿

工作。他命人将堆积的数万吨锡米，运往窿底积存。随后，将电房的 3 架发电机与矿场升

降机等，用炸药炸毁。发电机被毁后，矿场机器全数停顿。数日后，整个地层矿场被水淹

没。机械部、淘锡厂同样停顿。他也把免税店乌让（Gudang）的存粮，开放给林明居民。

先到者获得大量食粮，较迟者则一无所得。所幸有些居民把粮食分配出来，才让没有收获

的居民得以度过艰难的日子。260  

 

图 3.4：林明锡矿公司总经理贝克261 

 
260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1。 
261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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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941 年林明锡矿公司的英国职员与其家属262 

 第二节   城市沦陷 

抵达关丹市的日军，给了英军，亦给了华社措手不及。这个章节罗列出关丹华人在

沦陷初期的经历，从中略窥无助的他们，在日英对战时所面临的处境： 

1. 陈明星： 

1932 年出生，居于关丹。听见日军登陆哥打巴鲁的消息后，他的父亲陈钊想起了

在瓜拉立卑的儿子孟德（音译，Meng Tuck）。当时孟德正准备在祈福学校（Clifford 

School）完成他的剑桥英语高级考试。于是，他的父亲把包括他们在内的 4 个孩子，连同

食物和衣服，放到 2 辆人力车上，送到亚益布爹路（Jalan Air Putih）的亚答屋。屋子属于

父亲的朋友，父亲认为那里是安全的。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他在屋中听见日本军机

的轰隆声。透过橡胶树的空袭，他看见了上方的日机编队，从他们的头顶一飞而过。他甚

至可以看见在机翼上的红圆形小徽章。第一波，是大约 30 至 40 架的鱼雷机，紧随其后的

是超过 50 架的零式战斗机（Mitsubishi A6M Zero，当时飞行员又称之为 Japanese Zeros）。

他认为，这些战机是在击沉英国战舰后，在关丹市进行胜利游行。不久，1 位士兵将一本

日本杂志交给他，上面有一幅画，显示的既是神风特攻队（Kamikaze）飞行员，击沉“威

尔斯太子号”的图景。另一天，当他们在橡胶树下吃饭时，看见约 40 名的印度士兵，在距

离约 200 米的地方，穿过红土路（现 Jalan Setali 1)，来到他们这儿。几分钟后，约 50 到

60 名的日军携带刺刀步枪追赶而来，其中 4 人还提着重机枪。幸运的是，日军并没赶上

 
262 笔者于 2021年 5月 1日，摄于林明博物馆，展区：彭亨联合有限公司历史（History of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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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军，否则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同日，他又听见了许多爆炸声。原来是在后街撤退的英军，

知道日军已经进城，并在前街的华侨学校建立了宪兵部。于是孤注一掷，用整个下午发射

炮弹攻击，旨在击中该校。不料，火力过猛，导致前街的整排木制商店被烧毁（图 3.6）。

263至于有无人员伤亡，则并不清楚。 

 

图 3.6：遭英军烧毁前的前街商店（右）264 

同时，他在武吉士东阁路（Jalan Bukit Setongkol）的大伯公寺庙避难的妈妈，也被

从后街掠过的迫击炮弹吓坏了。而他的父亲，正准备骑自行车到亚益布爹路看望他们。但

还未到大雅凌（Galing Besar），就看见城中冒出滚滚黑烟，他还以为是自己在后街的店

——陈钊美术日夜照相（现陈钊影社，图 3.7）着火了，所幸不是。他的母亲害怕炮弹可

能会落在寺庙周围，于是决定搬到亚益布爹路，和他们一同避难。那时正逢雨季，在日军

到处搜找女性的险境下，他的妈妈、姐姐与其他妇女们，不得不先躲在深到腰间的灌木丛

水里。当炸弹声停止后，他们也会合了，便穿过雅凌山（Bukit Galing）的丛林小径，以

及武吉士吉老路（Jalan Bukit Sekilau）回到照相馆。期间，在约 6 公里的路程（图 3.8）

中，她的妈妈一直将最小的 1 岁弟弟明亮（音译，Meng Leong），绑在她的背上前行。

到了店，依然可见英国军机遭日本军机追赶的场面。当他和其他兄弟姐妹要在店内，帮忙

搬运衣物和器皿时，却发现照相馆早已被洗劫一空，许多商品都被偷了。265肇事者有可能

是入城的日军，亦或是急于逃亡的关丹居民。 

 
263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6-197. 
264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54. 
265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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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936 年的陈钊美术日夜照相（右一）266 

 

图 3.8：陈明星的逃难路线267 

 
26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73. 
267 “Jalan Air Putih to Chan Chew Photo Studio & Glass Suppliers,” Google Map, accessed Mar 3, 2022, 
https://goo.gl/maps/qfLuTMKnZYkaw665A. 

https://goo.gl/maps/qfLuTMKnZYkaw665A


54 
 

2. 甄南育： 

1939 年生，祖籍广东台山，居于关丹。他与家人逃到林明的水晶屋（Crystal House，

前称广西村），并在其大芭的河边躲藏。该处离小镇有段距离，过了最高的林明吊桥

（Jambatan Gantung Kolong Pahat），还要再往里走。那里居住着不同籍贯与职位的华人，

像是挖矿的客家人与海南人，从事机械或烧炭的广东人。268  

3. 梁荣业： 

1931 年生，广东新会祖籍，居于关丹。所幸当代关丹皆为椰芭、树胶园，救活了

许多逃难的人，包括他自己。由于缺乏法规，又有刀枪，在关丹市独自扫荡的日军不在少

数。他们一间间地搜查屋子，旨在寻找女性。不过，女性都已装扮成男性，能逃则躲。他

记得，当时日军来到一户人家，吓得他们跑到了思茅芭躲藏。日军见家中有许多双鞋，却

没有人群，独留家中的人（应为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又什么也不肯说，便把他拉出屋外

砍死。那时才 10 岁的他与家人，先是在思茅芭躲了一晚上。后来日军发现了该山芭，表

示他们不出来便放火烧山。他们只得出来，由人带路，辗转爬到和安山（现士满慕山路大

弯附近，图 3.9）。到了山上后，他发现山中央早已被挖出了一个洞。拿出覆盖山洞的石

头后，他们 130 余人，便携带罐头食品、饼干与儿童牛奶等，一个个躲到了里面。山洞空

间很大，他还记得在一块倾斜的石头下，有平台、河水，甚至有饿死的人骨。269 

 
268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269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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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士满慕山路大弯270 

4. 丘亚九： 

1938 年生，潮州人，居于关丹。日军刚侵入时，关丹一片混乱。他住在黄亚养路。

由于才 3 岁，无法快跑，他被父亲装进竹篮里，再用竹竿扛起。一家从后街穿过柠檬桥

（Lemon Bridge），匆匆往临近的山芭，进行暂时的躲避。271 

5. 黄翠琼： 

1933 年生，祖籍广东台山，居于关丹。日本还未来到前街时的中午，她与家人、

工人、邻居、邻居的亲戚，便已着急地逃到哈芝阿末路（Jalan Haji Ahmad）的亚答屋，

还在那边挖了防空壕躲藏。当天一整晚都听到炸弹声，听说是日英双方在飞机场对战传来

的。后来打到前街，英军把客属公会所在的那排木制商店给烧毁了。与陈明星瞄准华侨学

校的说法不同，她所听闻的是，英军原先是要瞄准关丹码头，不让日军登陆，却不慎破坏

 
270 后部的山丘疑是和安山。笔者于 2021年 4月 23日，摄于士满慕。 
271 见附录 2访谈稿：2.4丘亚九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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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排商店。到了逃难的第二或第三天，她与其他孩子爬到树上，看见许多日军带枪步行

在哈芝阿末路，队形很长，异常吓人。272 

6. 彭关伙： 

1935 年生，广东人，居于甘孟。为便于发放炮弹，日军来到甘孟上空后，把军机

降低。她钻到床底下，亲眼看着炮弹落下。后来，知道作为米厂的东昌栈，被日军认为是

英军据点而遭重点轰炸。这起事件有 7 位牺牲者，包括简柏俊、简荣盛、霍六、欧阳泰润、

萧孚延、杜华与胡广知（图 3.10）。之后该厂成了废墟，被传是“鬼屋”，没人敢在那多做

停留。过了几十年，现已被重建（图 3.11）。日军来到街上前，他们一家五口，包括哥哥

姐姐，早已躲到了远处的山芭。273 

 

图 3.10：东昌栈牺牲者组墓274 

 
272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273 见附录 2访谈稿：2.7彭关伙口述访谈。 
274 笔者于 2021年 10月 3日，在简宏兴的引领下，摄于甘孟华人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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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曾遭日军轰炸的东昌栈275 

7. 王金凤： 

1940 年生，广东人，居于甘孟。当听见日军的脚踏车声，家人赶紧带着她沿河逃

离。同行的还有一些逃到甘孟的关丹人。到了树荣山后，女性特别躲到较偏僻的河边。她

的父亲则在橡胶园的板屋，负责照看她与哥哥弟弟。不过，由于父亲在林明从事挖矿，早

上需在该处工作，晚上才会从关帝庙步行回到板屋，与他们相聚。276 

8. 李水妹： 

1937 年生，广东人，居于甘孟。日军一开始进城时，1 名心地善良的日军向年幼的

她挥手，表示后面有大批军队来着，让她逃离。于是她与母亲、姐姐与 2 个弟弟，赶忙逃

入山芭。277 

 
275 笔者于 2021年 10月 3日，在简宏兴的引领下，摄于甘孟街。 
276 见附录 2访谈稿：2.9王金凤口述访谈。  
277 见附录 2访谈稿：2.8李水妹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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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昆： 

1918 年生，居于关丹。日军一进攻关丹，他便与冯姓裁缝店老板一家、邻居，约

10 人，逃到现关丹西北 11 公里处的班珍（Panching）避难。而后，他又逃到华益园（现

达鲁马末体育场，Stadium Darul Makmur）住了 10 多天。278 

10. 李国祯： 

1933 年生，居于关丹。为了避开日军，他与家人走了 2 小时的路，逃到关丹与登

嘉楼的边界雅姆（Jabor），在那里的橡胶园躲藏。279 

11. 杨顺喜： 

1927 年生，居于关丹。战火蔓延时，她的养父已逝。于是养母带着她与小妈一家，

走了 1 小时的路，逃入大伯公山（现广东义山）的林中。280  

12. 符斯明： 

1933 年生，祖籍海南文昌，居于关丹。一队日军来到他所居的潘亚兴胶园，把他

的父亲拖出门外毒打。母亲求日军放过父亲，也遭到日军殴打。从那天起，他没再见过父

亲。母亲每日以泪洗面，从此一人抚养他与 2 个弟弟及 2 个妹妹。她曾自杀，所幸被朋友

所救。281 

13. 张女士（Ethelin Teo）： 

1928 年生，居于关丹。当大家抬头看见日本军机时，奶奶吓得失去了理智，只见

她拿起万金油（Tiger Balm），开始吃了起来。情况紧急，他们一家只带着衣物，逃到了

胶园。在一个农家，他们睡在泥地上，躲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日军来到了胶园，又辗转

 
278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122。 
279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123。 
280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125。 
281 张连红编，《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页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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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丛林。直到有人告知胶园安全了，他们才回到农家。她的父亲曾进城查看情况，但他带

回来的消息却非常可怕：英军死在城里，尸体四处散落。282  

除了上述论及的区域，关丹华人的躲藏地点，还有零星分布在美赛拉、直落丝丝海

滩（Teluk Sisek）、遮兰雷（Jeram）、亚罗阿卡（Alor Akar）、浮罗曼尼（Pulau Manis）

与峇株沙瓦（Batu Sawar）等等。综合而言，尤以雅姆的逃难者居多，283而它也同为马来

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的活跃区。 

 第三节   逃灾避难  

1941 年 12 月 31 日，关丹宣布沦陷。2841942 年 1 月 5 日，联合作战司令部发布公

告表示： 

“据周日的敌人活动报告，在彭亨，攻防战已变成日军单方面对关丹机场的袭击。

这干扰了我们部队向西的进一步移动。双方都有一些伤亡”。285 

不过，7 日，另一份报告指出，关丹机场在被放弃前，已在英军的焦土政策下，被

彻底摧毁。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对日军毫无用处。286 

随着英政府的垮台，马来亚的公共服务陷入停顿，水电供应断断续续。在吉隆坡，

垃圾堆积在街道和下水道，苍蝇和蚊子到处滋生。新成立的城镇重组局，着手恢复供水和

清理城镇。清理工作是使用牛车完成的，因为可维修的机动车另有用途。287在彭亨，自来

水厂缺乏燃料来运行。1942 年 6 月，彭亨公共工程部（Pahang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设法购买和借用了一些汽缸油，但被一名驻扎在文德甲（Mentakab）的日本军官征用，用

于连接拟建的发电厂。7 月，该部门报告彭亨没有净化水的化学物质，但一名日本军官

 
282 “WWII Horrors Buried In The Sands Of Kuantan,” Natasha Venner-Pack, accessed Mar 23, 2022, 
https://www.rage.com.my/lastsurvivors-
ethelin/?fbclid=IwAR0eM9JYfpKeo9L2xMUr_3_G5Ws9V3j7_4IS14n5hEoXKPLD6Y9KaafVak0. 
283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2.3吴金发口述访谈。 
284 “Gunsei Effected In Malai As Rapidly, Satisfactorily As Progress Of Campaign,” Syonan Shimbun, December 5, 
1943. 
285 “Japanese Activity In Selangor & Pahang,” Malaya Tribune, January 6, 1942. 
286 “Kuantan Drome Completely Destroyed,” Malaya Tribune, January 7, 1942. 
287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52. 

https://www.rage.com.my/lastsurvivors-ethelin/?fbclid=IwAR0eM9JYfpKeo9L2xMUr_3_G5Ws9V3j7_4IS14n5hEoXKPLD6Y9KaafVak0
https://www.rage.com.my/lastsurvivors-ethelin/?fbclid=IwAR0eM9JYfpKeo9L2xMUr_3_G5Ws9V3j7_4IS14n5hEoXKPLD6Y9KaafVa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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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友好地给予了从文冬带来的 3 桶汽缸油”。288期间，关丹的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华人

社会的会馆与学校皆仓促停办。琼州会馆“于无形中自行停顿”289；福建会馆“为避黩武之

凌辱，所有文件付之一炬”290。中华商会291与客属公会292亦是如此。华社唯有持续过着困

苦的逃难生活： 

1. 梁荣业： 

期间，由于米饭不够，他们开始在近处种田。稻米晒了后，会把不多的饭，与木薯、

番薯、长豆或玉米，混合在一起吃。不过遭遇淹水时，老鼠变多，粮食变少，就会发现抢

食的情况。而且，他们也缺乏调味品。没盐没油，唯有用椰子制成椰油、椰糖、椰浆、椰

叶、椰酒与椰渣。像是用椰渣做糕饼，用椰叶来烧火。在美塞拉的马来人，则用海水煮盐。

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缺乏维生素，导致脚气病（Beriberi）。再者，日军到处杀戮，

导致细菌满地，境况更是雪上加霜。所幸的是，该处直到他们出来为止，一直未被日军发

现。293 

2. 丘亚九： 

到了山芭，他与家人没有罐头食品，只有少许的米饭吃。在大锅煮的食物，多以自

种的番薯或其他食物为主。294 

3. 彭关伙： 

父亲在河边搭棚之后，他们一家与其他朋友，共 10 几个人便开始种植粮食。她印

象最深的一餐，是番薯配米饭。295 

 
288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332. 
289 〈关丹琼州会馆史略〉，《琼州会馆联合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33-1972》（关丹：海南会馆，1973），

页 266。 
290 刘丰厚，〈本会馆史略〉，页 14。 
291 郑萃梓撰，〈关丹中华商会史略〉，页 31。 
292 〈林明客家公会会史〉，《林明客家公会光辉八十周年纪念特刊》（关丹：林明客家公会，2018），页

57。 
293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294 见附录 2访谈稿：2.4丘亚九口述访谈。 
295 见附录 2访谈稿：2.7彭关伙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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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水妹： 

她与母亲、姐弟到了山芭之后，开始一同种植木薯、番薯等多种食物。同时，也养

鸡鸭。最常吃的同为番薯配米饭。不过，由于战局不稳，他们中途经常搬迁。296 

5. 杨顺喜： 

在林中，与 6、7 户家庭在林中盖了简单的板屋住下后，他们偶尔会到森林砍柴，

以买卖换取生计。297 

6. 张女士： 

回到市内后，为了生计，她被迫女扮男装，穿起哥哥的衣服，出外卖娘惹糕或母亲

烤的饼干。她的姐姐则待在家中，躲避寻找少女的日军。有一次，当她在灌木丛换上男装

时，1 名日军停在一旁，问她哥哥：“Lu gu niang ada kah？”（你有姑娘吗？）。她十分害

怕，只能躲在灌木丛。该日军见没有收获，很快就离开。但其他女性就没那么幸运了，她

们被抓走，成为日军的妻子。因为日军不碰已婚妇女，也使得当时许多女孩早婚。当然也

有一些女性（或许是性工作者），心甘情愿跟随日军。298 

 林明的数千名居民，除了极少数仍在市内经营生意之外，90%的居民则纷纷迁移至

新路（又称双溪英，Sungai Jing）、双梅岭及鱼岩等山林，自耕自足。新路是在 1937 年，

由锡矿公司总经理贝克委派矿场土木工程包头曾监（1866-1944，图 3.12），以及他所率

领的工人，进入该区开辟而成。新路适合耕种，且有一处靠河的肥沃平原区，适合开辟稻

田、运河与水闸。在兴建公司屋与垦殖区后，贝克与曾监又在 1938 年建设大木桥，开辟

直达垦殖区的 3 英里半公路。299日军抵达之际，新路已有 3 个农场：1 渡河曾监农场，2

渡河新芭农场，3 渡河农场。300该 3 个农场，除了让矿工有安身之处，也为他们创造了理

想的抗日基地。 

 
296 见附录 2访谈稿：2.8李水妹口述访谈。 
297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125。 
298 “WWII Horrors Buried In The Sands Of Kuantan.” 
299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1。 
300 曾国来，〈勇救白人经理兄妹的曾监〉，页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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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林明矿场土木工程包头曾监301 

日军挥师南下后，除了四散的华人，马来人与滞留的英人，同样处于不利的境地中。

战时，前街曾有间星球旅店。该店主的岳父为海南人，娶的是原住民，他有几座屋子位于

双溪奥尔（Sungai Aur）。在前彭亨苏丹阿布·峇卡（Sultan Abu Bakar，1904- 1974）携带

家眷，沿着彭亨河（Pahang River）逃离时，他把其中一间提供给了苏丹避难。及至日军

特派人员，诚恳地向苏丹表示“不杀马来人”，苏丹一家才回到北根。至于苏丹逃难的缘由，

则是因为在马来抗日军中，北根属于最强队伍。本文受访者甄南育提及，他曾与北根的长

辈们，到该屋子参观过，现已破烂不堪。302再者，当代的关丹名人周甲，也救了在关丹的

前首相敦阿都拉萨·胡先（Abdul Razak Hussein，1922-1976)。据称，日军认为敦阿都拉萨

“犯罪”而要逮捕他，是周甲给予了他藏身之所。为感激周甲的救命之恩，敦阿都拉萨在成

为首相后，帮了他许多忙。303  

据说，日军来到士满慕后，把一位英籍胶园经理给抓了起来。随后脱光他的衣物，

用圆洞细小的养鸡网将他紧紧捆绑，使他的身躯从小洞中一一凸出来。完成捆绑后，日军

一声大喝，把该经理凸出来的体肉一一割下。这促使经理痛苦惨叫，但日军视若无睹，将

 
301 曾国来，〈勇救白人经理兄妹的曾监〉，页 167。 
302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303 见附录 2访谈稿：2.3吴金发口述访谈。 



63 
 

一块布塞住他的嘴巴，继续把他割得满地是血。304林明的贝克经理与妹妹白娜深知，落入

日军手中，将会面临如胶园经理般凄惨的下场。炸毁矿场后，贝克兄妹即刻从加格矿区

（Gakak Mine）向关丹机场撤退。只是，日军先他们一步占据了机场，他们唯有依赖信任

的朋友曾监，以及他的朋友。据白娜的回忆，他们兄妹躲在林中时，原以为躲藏只是暂时

的，新加坡的英军会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林明居民知道贝克在附近，也会士气大振。当得

知英军在新加坡投降时，她不禁大受打击。305在曾监的帮助下，贝克兄妹首先躲在他于双

溪里戌大湾角的住家。几天后，他们迁移到曾监的芭场——油麻登。两星期后，又迁到曾

监在清水港的榴莲芭。躲了 2 个月，有消息相传，日军已发现贝克兄妹，曾监唯有安排他

们投靠抗日军。这时贝克已染上疟疾，身体虚弱，得由曾监、黄五、廖秋、钟银、胡九与

叶盛，几位客家人轮流背他上队。当时，所幸曾监及时带上奎宁（Quinine），才使得他

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终究还是在 1941 年，于华都沙华的林中病逝。306二战结束后，锡

矿公司曾派人找寻他的坟墓，只可惜遍寻不获。307在危急之时，华人之间不仅相互帮助，

更与其他族群共患难，留下了不同族群可真情共处的典范。 

通过表 3.1，可见自 1940 年开始，马来亚的死亡人数从最低的 92,491 名，攀升到

了最高的 146,476 名。这有 2 大原因，一是食物短缺导致营养不良，人们多数因疾病而死

亡。二则是日军的大肆屠杀，导致许多无辜百姓成为刀下亡魂。至今学界，对屠杀人数的

估计各不相同，介于 6,000 到 40,000 名之间。308不论人数如何，自 1943 开始明显攀升的

死亡人数，已然确凿日军带来的腥风血雨。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92,491 63,436 99,257 123,282 146,476 110,112 105,040 

表 3.1：1940 年至 1946 年马来亚死亡人数309 

 
304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305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2。 
306 曾国来，〈勇救白人经理兄妹的曾监〉，页 167-168。 
307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2。 
308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265. 
309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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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的关丹华人，皆对日军避之不及。遗憾的是，不少人还是躲不过日军时

间不定的搜捕，与其刀枪的威吓，在多个地区被载走。据称，日军一路肃清，把许多在士

满慕、哈芝阿末路、第一操场（Hadapan Masjid Negeri Pahang，图 3.13）、后街、前街、

林明操场（图 3.14）与甘孟等的年轻力壮者，统统扣留上了罗里车（图 3.15）。310林明的

检证仅有一次。311在林明操场集中所有居民后，日军共逮捕了几十个健壮的年轻人，并把

麻包袋套在他们身上。312在甘孟，日军将人民集中在街区，再由亲日分子点名后，扣留了

两车的人。313至于甘孟是否亦在操场举行大检证，则有待考察。本文受访者黄翠琼提及，

她即是在晚上，在后街目睹日军载着一辆辆堆满人的罗里车呼啸而过。她指出，车内多数

为华人男性，因为日军认为他们是抗日分子。曾住她家楼上的印度医生，亦一并上了车，

没有再回来。3141 位曾在日本人家中当厨子的海南人，原先也在被扣押的行列。所幸他的

日本老板在离开马来亚前，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老板对他赞赏有加，也强调其品格的高

洁，日军为此放过了他。315 

 

图 3.13：早期的关丹第一操场316 

 
310 综合自附录 2 访谈稿：2.1 甄南育口述访谈；2.5 曾国来口述访谈；附录 3 手稿图：3.2 甄南育手稿（2）。 
311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312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313 见附录 3手稿图：3.2甄南育手稿（2）。 
314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315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124。 
31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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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1935 年的林明操场317 

 

图 3.15：日军抓捕壮丁区域318 

 
317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63. 
318 “Semambu to Jalan Bukit Ubi,” Google Map, accessed Mar 17, 2022, https://goo.gl/maps/rEULzCFtcT2aRY1B6. 

https://goo.gl/maps/rEULzCFtcT2aRY1B6


66 
 

 在带走成群的人后，日军立即把他们载到指定的屠杀场，即直落丝丝海滩与直落尖

不辣海滩。这包括从林明319与甘孟320抓来的人。据悉，日军没留下任何幸存者。321战后，

许多人到直落丝丝海滩寻找遗骨（图 3.16）。当时，8 岁的李国祯趁大人还未来到，与同

伴在该处捡石头当飞镖，射向倚山而立的骨骸。他说：“小时候不懂事，天不怕地不怕，

也不懂得尊重死者，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以骨骸的排列来看，遇难者应是倚

山站立时，被日军所杀。因日军随后也没进行埋葬，所以骨骸仍整齐地排列在山壁上。除

了有不少斜立的骨骸，沙地中也拾到许多残骸。至于数量多少，则不甚清楚。322而该沙滩

在之后也成了“闹鬼之地”。华社的家长禁止小孩到海边嬉水钓鱼，323小孩在农历七月时，

也害怕经过该处。324沙地上一块巨大的石头，同样被民间传是“遇难者头骨”（图 3.17）。

到了 80 年代，该处为建立彭亨壁球学院（Pahang Squash Academy，图 3.18）而挖地前，

发现疑似 2 名遇难者的尸骸，便将之火化处理。325另一海滩，直落尖不辣海滩在还未开发

前，周围皆是丛林。有一条小路，可供自行车直往海滩。当时，日军先带人进入丛林，并

让他们站在现麦当劳（McDonald's Teluk Cempedak DT，图 3.19）的地上。人们所能看到

的，是已经为他们挖好的大洞。接着，日军一个接一个地射击，使人掉进洞中死去。326除

此以外，杨顺喜与家人也曾从后街楼上的窗户，看见日军抓了四五个人。他们被命令跪在

第一操场后，即刻被开出的枪弹所射杀。327自此，如甄南育所言：“当时，关丹年轻人彷

佛都消失了，不是被杀就是跑光”，328场面甚是凄凉。   

 
319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320 见附录 2访谈稿：2.7彭关伙口述访谈。 
321 甄南育转述自建筑工友黄记生。当时黄记生约 15岁，曾成为甘孟布鲁马尼（Pulau Manis）的抗日军。该

队领导有岑瑞德和黄德华。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322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124。 
323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324 见附录 2访谈稿：2.4丘亚九口述访谈。 
325 甄南育带笔者到直落丝丝海滩考察时所述。 
326 “WWII Horrors Buried In The Sands Of Kuantan.” 
327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125。 
328 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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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6：直落丝丝海滩屠杀处329                          图 3.17：传说的“遇难者头骨”330    

 

 

图 3.18：发现尸骸的彭亨壁球学院331 

 
329 笔者于 2021年 2月 25日，在甄南育的引领下，摄于直落丝丝海滩。 
330 笔者于 2021年 2月 25日，在甄南育的引领下，摄于直落丝丝海滩。 
331 笔者于 2021年 2月 25日，在甄南育的引领下，摄于直落丝丝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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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直落尖不辣海滩的屠杀处332 

小结 

在抗日失利前后，关丹华人社会的危机步步提升。英日对战之际，华社面临关丹市

的轰炸，举家逃亡，躲藏在郊外各处。日军开始统治市区后，唯恐遭遇不测，他们只能躲

在深山野林。但许多人终究躲不过日军的围捕，生命迅速消逝。然而，困难的时期才刚开

始。日军在当地建立的军政统治，将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难以想象的苦难。 

 

 

 

 

 

 

 
332 笔者于 2022年 5月 2日，摄于直落丝丝海滩。 



69 
 

第四章  日军在关丹的统治 

1942 年 12 月，日军占领整个马来亚后，重新对它的管理进行了规划。日军将马来

亚分成 10 个州管理：柔佛、森美兰、雪兰莪、彭亨、霹雳、吉打、登嘉楼、吉兰丹、马

六甲和槟城。333学界对于关丹华人社会在皇民化（Japanization）及高压统治下的境遇，鲜

有进一步的研究。本章集中介绍，日军在关丹的一系列举措，以及解析在这一过程中，华

社的生活面貌有何变化。 

 第一节   皇民化及高压政策 

日本州长薰堂（音译，Kundo）管制彭亨，日本官员走上高位，下令公务员恢复正

常工作。同时，双方共同采取措施，维护和平、保障粮食供应和控制价格。334不过，两者

的合作并非十分和谐。据关丹地方官员拿督马哈茂德（Dato Mahmud）称，日本官员经常

干扰他的工作。日本官员会发出与其总部之书面指示，相冲突的口头命令。1945 年，关

丹任命 1 名日本地方行政官（Gun Shidokanho，Officer in Charge of Promoting th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后，情况变得更糟。他指出：“这位官员坚持，将我签署的所有文件都加

盖印章，并随时随地陪同我实地考察”。335可知，日本对公务员的把控亦甚为严谨。 

新统治者改了街道名称，商店拆除了英文招牌。关丹的前街，也从沃尔街改成了小

畗街（Kobatake Gai）。336与其他地区一样，关丹被迫采用日本时间，比马来亚时间早 2

个小时。办公时间为上午 10 点至“中午 2 点”，下午 3:30 至 5:30 分；周六则是上午 10 点

至“中午 2 点”，工作日比英殖民时期短。据政府所言，这是为了给官员一个“充满活力地

学习日语”的机会。337起初，由于日军没有设计邮票，他们使用英政府所留下的，带有各

州苏丹肖像的邮票。从陈明星所遗留的彭亨与霹雳（Perak）邮票（图 4.1），可见日军在

邮票表面叠加了“大日本，2602，马来亚”（Dai Nippon，2602，Malaya）的印章。图中处

于中上位置的邮票，则是在日后才发行的日本邮票。3381944 年 12 月 8 日至 14 日，则为

 
333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59-60. 
334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55. 
335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68. 
33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 
337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60. 
338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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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大东亚战争三周年纪念”，发布相关邮票，在关丹邮局等地使用。339为了使内部贸易

与海外供应得以进行扩张，日军在半岛东海岸修建了一条新道路。从图 4.2 与图 4.3 的比

对，可以发现在关丹与周围地区，向上延伸的道路。不过，1944 年 9 月，东京的一份报

告提到： 

“原本平坦的道路上变得像‘像锉刀一样突出’。如果想象马来亚全境有壮丽的道路，

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轮胎，能在日本跑 10,000 多公里，在马来亚却只能跑 8,500 公

里”。340 

为此，在 1945 年，日军于彭亨成立了一个道路保护协会（Road Protection 

Society），成员包括公务员与当地居民。该协会主要维修重要道路，监视电信线路，并执

行其他必要任务。该州的公共工程部，负责承担这些任务的费用，341以此改善关丹的道路。  

 

图 4.1：陈明星保留的日本邮票342 

 
339 “Commemorative Date Stamp Being Used Throughout Malai,” Syonan Shimbun, December 8, 1944. 
340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67. 
341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87-88. 
342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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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2：1942 年的马来亚公路和铁路343                 图 4.3：1945 年的马来亚公路和铁路344  

彭亨与关丹华人社会所遭受的经济剥削，主要有 3 项：1.1942 年 3 月，依据州属人

数与经济境况，敲定彭亨分摊“奉纳金”500,000 圆，345并以商业捐、园业捐、屋业捐、特

别捐与普通捐等方式收费。 346 2. 1944 年 12 月，彭亨华侨协会（Oversea Chinese 

Association）“奉纳”1 架战斗机；3473. 透过陈明星的叙述，可知关丹的店铺，被宣布为敌

方财产，由敌方财产保管人（Custodian of Enemy Property）办公室管理。为此，他的父亲

不得不向该办公室申请“租用”自己的店铺，而店铺门号也已从 41 号改为 14 号。租金收据，

是由关丹横滨正金银行有限公司（Yokohama Specie Bank of Kuantan Limited）发出。348于

此推测，收获关丹华社“奉纳金”的应是该银行。 

 
343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68. 
344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69. 
345 李亚霖主编，《奉纳金资料选编》（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0），页 34-35。 
346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大战与南侨》（吉隆坡：隆雪中华大会堂，2007），页 258。 
347 原不二夫，〈日本对马来亚的占领与华侨社会〉，页 64。 
348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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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各种部门  

整体而言，日军在关丹现今的多个地点，曾设立不同的部门，展开其目的各异的管

理。这些管理，对华人社会的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详见如下： 

1. 宪兵部与其宿舍： 

宪兵部在军队内部与平民间，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只能被部内的上级逮捕，

而不受当地军队的控制。该部门负责安全、纪律和特种作战。为了当地社会秩序，

他们也负责登记当地人口、监控旅行通行证和成立居委会。在颇大的工作量下，他

们会大量使用间谍。当代报纸在报道法庭案件时，经常会提到他们给予告密者奖励。

349在关丹已知的宪兵部，共有 8 间： 

1.1 印度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印度有利银行是关丹宪兵部的总部（图 4.4），现关丹汇丰银行（HSBC Bank 

Kuantan，图 4.5）为其遗址。图 4.6 与图 4.7，显示的即为日军在该部入口处的照

片，由陈明星的哥哥——孟德所摄。图中右侧的石壁，挂着“关丹警备队”的牌子。

这间总部的周围有 5 英尺高的木制围墙，前部立有铁丝网，后部铺有沙袋，以加固

墙壁。从该入口到现今的关丹邮政总局（Pejabat Pos Besar Kuantan），大范围环绕

当代皆为空地的彭亨警察特遣队总部（Pahang Contingent Police Headquaters）、彭

亨政府大廈（Wisma Sri Pahang）、联邦政府大厦（Wisma Persekutuan）、彭亨伊

斯兰教法院（Mahkamah Syariah Negeri Pahang）与苏丹阿末莎清真寺（Masjid 

Sultan Ahmad Shah）（图 4.8）。休息室在总部中心，安置了 1 名队长与 1 位哨兵

在屋顶视察。除此之外，该地也被关丹横滨正金银行有限公司用作办公所。350据梁

荣业称，经过总部入口，定要对日军鞠躬行礼。曾有一对夫妇，带狗出外散步。由

于不知道规矩而没有行礼，日军就说：“停下，你的狗在那边大便，快吃掉它”。在

 
349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63. 
350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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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的威吓下，这对夫妇别无他法，唯有把狗粪吃掉。351这足以见得日军之强势，

不惜当众羞辱平民，也要换取自身威严。 

 

图 4.4：1932 年的印度有利银行352 

 

图 4.5：印度有利银行遗址353 

 
351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352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89. 
353 笔者于 2021年 10月 27日，摄于后街的关丹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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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与图 4.7：在关丹宪兵总部的日军354 

 
354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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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关丹宪兵总部的环绕范围355 

 

1.2 南京旅馆（Nam Keng Hotel）： 

南京旅馆是宪兵部之一，在 1925 年于前街建立，华社又称其为南洋旅店

（图 4.9）。如图 4.10 所示，该旅馆后半部分已被拆除，成为现今的海关大廈

（Wisma Kastam）。原有间办公所，在旅馆后部的河边码头，被日军改成骇人的

 
355 “Pejabat Pos Besar Kuantan to HSBC Bank Kuantan,” Google Map, accessed Mar 21, 2022, 
https://goo.gl/maps/yYnjMfF1iL9gnCbeA. 

https://goo.gl/maps/yYnjMfF1iL9gnCb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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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房，主要实行拷问抗日者的任务。黄翠琼指出，日军经常“拉人去行刑，不时

灌水，打人打得我们这边（现荣兴建设公司，Weng Heng Construction）都听到”。 

356惨叫声不绝于耳，可以从早上持续到晚上，无辜的人还会痛苦地发出类似“要死”

的呐喊。357年幼胆大的李国祯，曾透过宪兵部的板缝，看见日军把抓回来的人凌虐。

他目睹的酷刑各种各样，包括灌水、踩踏身体与用木板压身体。358一旦有人受不了

酷刑而死去，就会被日军随意地丢在沙滩上，让上涨的潮水冲走尸体。359这也致使

许多家属不只失去亲人，还无法找回至亲的遗体，进行追思与安葬。 

甄南育与梁荣业的父亲，就是在该处惨遭毒手的受害者之一。甄南育表示，

当时不知谁陷害父亲甄耀铭，说他曾支持抗日军。在被调去问话时，甄耀铭面对的

是 1 名马来文不流利的日军，以及 1 名把日文转为马来文的翻译员。由于没有华文

翻译，他当即表示自己不会马来文，试图结束审问。但鉴于抗日军的压力，日军还

是用马来文问他：“Awak mau mata-mata？”（你要做间谍吗？），要他找出支持抗

日军的人。他拒绝后，日军就说：“Tak mau，potong kepala.”（拒绝会被砍头），

让他回去，明日再给答复。第二天，甄耀铭因过度惊吓与忧虑，开始发烧发冷。他

无法起床，不能上班，只能在家吃草药。第三天，甄耀铭的日本修船工头，带着日

军来到他的家。见他重病的模样，工头便请日军另加安排。所幸日军不再理会此事，

工头也会带些米粮过来救济。但甄耀铭还是病了 1 个多月，几近死去。360梁荣业则

说，他的父亲梁伍无缘无故被抓，被日军拉去行刑房打了一顿。回到家后，已浑身

是伤。361甄南育与吴金发362指出，日军杀了人后，会把尸体丢入旅馆后部的水井

（图 4.11）。很可惜，如今水井已被填上。听闻，井里的尸骨仍未被挖出，让遇难

者入土为安。  

 
356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357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358 Astro MY, December 22, 2020, Youtube, “纪录片-三年零八个月WWII Ep01.” 
359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360 另外，甄南育的岳父李坤（客家人），在双溪毛糯（Sungai Buloh）的菜园被亲日分子出卖，遭日军扣留，

最终惨遭灌水而死。在同被囚禁的人出狱后，把消息告知李坤一家。家人尝试寻找尸身，却遍寻不获，唯

有祭拜李坤的衣物。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361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362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2.3吴金发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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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早期的南京旅馆363 

 

           图 4.10：关丹宪兵部遗址（右）364 

 
363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39. 
364 左下角米色建筑即南京旅馆。笔者于 2022年 5月 2日，摄于海关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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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旅馆地板下被填上的水井365 

梁荣业与丘亚九366还说，战后旅馆经营权多次转手，但生意都几经倒闭。丘亚

九年轻时，曾看过旅馆转变成酒吧，却不敢进去。这是因为民间普遍认为，日军在

旅馆欺压与残杀了太多无辜百姓，而使该地积累了不少“怨气”。最后一次改装而成

的家私店，生意同样不佳。家私店老板为此将屋顶拆去，让阳光透进来，把“阳气”

带给全店，但仍逃不过倒闭的命运。对于旅馆的民间传说，有 3 则。367故事皆为旅

馆曾为酒吧期间所发生，介于 90 年代末。1.一日，酒吧老板聘请一组菲律宾乐团

来演唱。当乐团在楼上休息时，听见楼下十分吵闹，于是下楼查看。怎料，楼下的

家具与许多东西都在自行飞舞，吓得他们从此不敢在该地演出；2.另一日，有一组

朋友，围绕酒吧楼下的桌球台打球。其中一名女性，突然在一瞬间发现，一名日军

的鬼魂正直直地盯着她；3.这是由调酒师所述。每当夜晚莅临，他们都非常抗拒到

 
365 笔者于 2021年 2月 25日，在甄南育的引领下，摄于南京旅馆后院。 
366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2.4丘亚九口述访谈。 
367 转述自笔者的叔叔高武仁（1977年生），在 90年代末，到酒吧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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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的仓库拿啤酒。因为地下室十分阴森，经常让人感觉不舒服。那里还有个通

道，可以让日军通往海滩监控海域，同样阴暗恐怖。  

1.3 商办学校（Shang Pan School）： 

商办学校在辛亥革命后建立。1934 年，因旧校舍不敷应用（图 4.12），在

1936 年，新建校舍于前街。之后新校舍变作光华学校（图 4.13），368现今则转为

关丹马来亚银行（Maybank Jalan Bukit Ubi Kuantan）。而学校“1936”的牌子，仍被

保留在壁上，让后人可对早期华校进行缅怀。日据时期，日军用新校舍作为宪兵部，

由 1 名宪兵，在入口处的小屋驻守。每位经过的人，即便是骑着自行车，皆需转身

向他鞠躬。否则，他将会掌掴任何不向他鞠躬的人。369曾有 1 名农民，因忘记鞠躬，

就被反复扇耳光，直至摔倒。若鞠躬姿势不佳，也会被打。日军甚至还会罚人挖洞，

让人蹲在地洞中“反省”。需强调的是，日军对大人的态度虽强硬，对孩子的态度却

友好，还会给他们糖果吃。370偶尔，日军会骑着白马，携着刀枪，在学校前的马路

来回穿梭。371此处，也曾是日军审判年轻人的地点。一日，一辆准备前往海滩的罗

里车，停在了门口。大家知晓，车内的年轻人已凶多吉少，包括还是中学生的李盛。

所幸侨领李胡来到，为其堂侄李盛与几个说得出名字的人作担保，才让他们与死神

擦肩而过。372不过，日军在此地的暴行，还不止这件。  

 
368 区文庄遗作，〈早期的商办学校（光华学校前身）〉，《关丹中华工商会 100周年纪念特刊》（关丹：

关丹中华工商会，2003），页 182。  
369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 
370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371 “WWII Horrors Buried In The Sands Of Kuantan.” 
372 甄南育转述自已故李盛的口述。李盛为民族主义者，郑重告诫他不可忘记此事。战后，他担任建筑头手，

并在鲁班行担任 20多年的秘书。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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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1936 年的商办学校373 

 

图 4.13：商办学校新校舍374 

 
373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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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辈提及最多的陈刚吊死事件，即发生在此处。9 岁的陈明星，更是亲眼目睹了整

个事件的经过。375当时下午 4 时左右，376他正坐在相馆的店门前发呆，突然看见 1 名只穿

内裤的男子，快速穿过马路。他就是陈刚，林明广西人，正被 2 名日军追赶。在现彭亨伊

斯兰教法院附近，他被逮住，并被打成重伤。然后，2 名日军各抓着他的左右腿，一路把

他拖到商办学校。二说是日军抓到他后，用罗里车把他拖到前后街游行示众，转了一阵才

回学校。377该校的木麻黄树附近，一群包括队长的日军，已在摩拳擦掌。在陈刚喊着“阿

嫂、阿婶、阿妈，救命！” 378时，1 名日军当即举起一条绳子，用一端绑在陈刚的其中一

只腿上，另一端则绑在该树上，把他倒吊起来。很快地，另 1 名日军举起一把刺刀，刺伤

他的双眼，再割掉他的舌头。陈明星看见鲜血从陈刚脸上喷涌而出，他亦痛苦地喊叫了起

来。前后街的居民都吓坏了，所有商店纷纷闭紧门窗。于心不忍至于，他们也深怕下个遭

殃的是自己。    

 整条街都能听见陈刚悲惨的呻吟，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梁荣业在夜间听见哭声，心

里发凉，不敢再听，唯有关起门窗。379期间，黄翠琼在回家的路上，也从远处看见被吊成

大字型的陈刚。近看时，发现他已不再动弹，她认为他应是断气了。380第二天早晨，当陈

明星要到临近的市场买豆腐时，发现 2 位印度劳工，已把陈刚僵硬的尸体，抬到了罗里车

上。  

 60 年代，这颗见证日军虐杀之举的木麻黄树，因需扩大前街马路而被砍下。幸运的是，

陈明星在日军离开关丹后，立即用背心袋柯达（Vest Pocket Kodak），把大树拍了下来。

由于此为陈明星的初次拍摄，所以照片略微模糊。他透过相馆楼上的窗户，拍下了 1 座英

军在战前所建的空袭警报木塔。木塔后面，就是标志日军惨烈暴行的木麻黄树（图 4.14）。

听闻当日，由于陈刚哭声之凄凉，天气也随之“变暗”了。他去世后，住在近处的民众还会

 
374 区文庄遗作，〈早期的商办学校（光华学校前身）〉，页 182。 
375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6. 
376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377 转述自李盛、李国祯。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378 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125。 
379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380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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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鬼嚎声”，及至战后才停止。381后来得知，陈刚原先是被关押在商办学校。他趁守卫

睡着时，拔出守卫的刺刀，捅了他后逃跑，才被日军追杀。  

 此外，对于盗贼，日军的刑罚同样残暴。在第一操场的一排树上，日军会把他们各吊

在一棵树上，当众绞死他们（图 4.15）。为了杀鸡儆猴，尸体会持续吊到第 5 天，市民甚

至可以看见死者伸长的舌头。382可知，虽然上述较大规模的屠杀未再重演，但在整个占领

期间，日军还是对华社犯下了较小，但同样残酷的暴行。  

 

图 4.14：日军用以凌虐陈刚的木麻黄树383 

 
381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382 “WWII Horrors Buried In The Sands Of Kuantan.” 
383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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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日军用以绞死盗贼的 2 颗大树（右前，右后）384 

1.4 华人会馆：  

与其他州的会馆一样，关丹的华人会馆也在 3 年 8 个月中，被日军用作宪兵部。

这包括福建会馆、385琼州会馆（图 4.16）386、广肇会馆（图 4.17）387与甘孟中华商会

（图 4.18）388。曾有 1 位宪兵，应为队长，与其华裔妻子在福建会馆住了一段时间。

该女子会偷偷向市民出售大米，因为当时日军仅供 2 个牛奶罐头的大米，让多数家庭

养家糊口。日军离开关丹后，该女子恢复自由身。许是战时售卖大米的举动，帮助了

不少华人家庭，她并未因“日军前妻”的身份而受市民责难。后来，她带着 2 名与宪兵

生的女儿，嫁给华裔男子，一同经营小贩生意。389  

 
384左二建筑为关丹马来亚银行，前身是被日军用作宪兵部的商办学校。 笔者于 2022年 5月 2日，摄于关丹

前街。 
385 刘丰厚，〈本会馆史略〉，页 14。 
386 〈关丹琼州会馆史略〉，页 266。 
387 〈关丹广肇会馆简史〉，页 63。 
388 见附录 2访谈稿：2.7彭关伙口述访谈。 
389 “WWII Horrors Buried In The Sands Of Kuan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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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1931 年的琼州会馆390 

 

图 4.17：1909 年的广肇会馆（左）与华侨商会（右）391 

 
390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76. 
39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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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甘孟中华商会392 

1.5 锡矿经理文森特·贝克的住所：  

日军到了林明，以锡矿经理文森特·贝克的住所为宪兵部。该处现已变为林明

博物馆（图 4.19），成为游客必经之地。日军在这美丽的住所，也曾犯下暴行。他们

杀了几个人后，把他们埋到后方一块宽阔的土地。很遗憾，如今记得此事的老人家，

介于 90 多岁，已记不起遇难者的名字，393也不知有相关墓碑可供追寻。 

 

        图 4.19：林明博物馆394 

 
392 笔者于 2021年 10月 3日，在简宏兴的引领下，摄于甘孟中华商会。 
393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394 笔者于 2021年 5月 1日，摄于林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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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宪兵宿舍，目前已知的有 7 间。1 间是在前街的板屋，现为永兴兄弟车厂（图

4.20）。甄南育称，当时他的伯父伯母及其女儿，就住在宪兵宿舍斜对面的工人宿舍（现

皇家御厨大酒家有限公司）。该工人宿舍，原是英政府供公务员所用。395另 1 间，是甘孟

的王金凤之家，现外部已装横翻新（图 4.21）。日治时期，该住所是亚答屋，由水泥所制

的地板并未翻新，所以现屋中央，仍可见日军篝火的痕迹。其他 5 间，则由黄翠琼所指出：

1. 3 座围绕胶园的亚答屋，原先为英国雇佣兵的宿舍，现美以美女校为其遗址；2.关丹河

边的荒废洋房，曾是宪兵队长的个人宿舍；3.现荣兴建设公司后方的废弃屋子（图 4.22）。

在她的印象中，前街一带的宿舍，住的都是较高级的宪兵。396这应为前街临近河口，是市

中的繁盛之地，住在该区便于统治。 

 

图 4.20：永兴兄弟车厂397 

 
395 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396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397 笔者于 2022年 5月 2日，摄于关丹加德士油站（Caltex Kuantan）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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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21：王金凤之家398                                     图 4.22：废弃的宪兵宿舍399 

1942 年，为便于登记当地人口，也减少抗日军带来的麻烦，宪兵部开始以良民证

追踪人口。所有 10 岁以上的公民，都需有良民证。直凉（Triang）的华侨协会向市民派

发，并索取 1 元的费用。400当代的关丹华人社会，为避免天降横祸，亦会向日军出示良民

证，并对他们鞠躬示意。401虽然当时陈明星才 8 岁，但陈钊将他的年龄提高了 2 岁，以便

他有良民证作为担保。4027 岁的彭关伙，则与她的母亲共用一张，出门都随身带着。403陈

明星在良民证的个人资料，大致以中文写在一张白色的表格上，包括“陈明星”、“男”、 

“十”、“关丹后街四十一号”、“商”，成于“昭和十七年一月二九日”。表格由宪兵部盖章后，

再粘贴在一张 4 X 5 英寸、附有白布的纸板上。标题为“良民证书”的封面，同是用中文书

写而成（图 4.23）。图 4.24，显示的则是陈钊的良民证，与陈明星的大致一致，只是同个

住所改成了“关丹小畗街十四号”，以日军所改的街名代之。除了为自己与家人筹备，陈钊

也在照相馆，为他人拍良民证所需的大头照。他所拍摄的照片尺寸，是四分之一大小的胶

卷，平分成 2 半，每半边坐一排人。图 4.25 中，坐在下排中间的，即陈钊；他的右边是

温寿（Wan Sow），是甘孟的镇长；左边是张成庚（Cheong Seng Kang），是日据时期的

 
398 笔者于 2021年 10月 3日，在简宏兴的引领下，摄于甘孟的王金凤之家。 
399 笔者于 2021年 7月 21日，在黄翠琼的引领下，摄于现荣兴建设公司后方。 
400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大战与南侨》，页 250。 
401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402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 
403 见附录 2访谈稿：2.7彭关伙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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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丹维持会长。另外，陈钊也被要求使用一本练习簿，记录整个家庭与其业务的详细信息，

以便宪兵部在必要时检查，404执行进一步的监控。  

 

图 4.23：陈明星的良民证 405 

 

图 4.24：陈钊的良民证406 

 
404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 
405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3. 
40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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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陈钊与其他人为良民证所拍的大头照407 

顺带一提，陈钊美术日夜照相，除了是关丹华人拍摄良民证之处，也曾是 1 位日军

常前往的休闲之地。这位不知名的日军，曾是孟德的朋友（图 4.26）。他下午经常来店里，

与教他英文的孟德聊天。但有一天，他却突然问孟德：“日本人和英国人，谁更好？” 

（Who is better,the Japanese or British？）。由于年轻的孟德历练不足，不懂得巧妙回答，

只说两者皆同。对此，该日军皱紧眉头，大敲桌子，以日语骂他“笨蛋”（Bakero）。但孟

德依然坚持己见，愤怒的日军于是站起来，挥起了他的武士刀。这时孟德才吓坏了，赶紧

下楼喊父亲陈钊。陈钊即刻让孟德躲在厨房的烤箱下，并阻止日军的追逐。陈钊花了 1 个

多小时，在纸上写中字安抚日军，内容大致为“孟德只是个男孩，什么也不知道”。最后，

陈钊的妻子不得不动员所有妇女，为日军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平息他的怒气。自此，

 
407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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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日军再也没来过相馆。408从这里可以发现，日军也能与华人交友，但与之不同的政治理

念，也会使其拔刀相向。 

 

图 4.26：在相馆的屋顶拍照的日军409 

2. 武装基地： 

为了应付战争的巨大开销，日军重新雇佣马来亚技术人员，大多数人按照指示重返

工作岗位。但他们并不是从事之前的职业，或有资格从事的工作。根据公共工程部对此的

战后报告：“在某些情况下，这更像是对权力和个人利益的剥夺，而不是试图组织部门，

为公众服务的尝试。”他们认为，因日军急于获取军需物资，忽视妥善的工作安排，导致

 
408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4. 
409 照片应由孟德所摄。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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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运作“松散和不协调”。410在图 4.27 中，显示日军在 1944 年 4 月为止，共在关丹建

了 4 个造船厂、12 个发电厂与 14 个炼油厂。其中 1 间电厂，名为东京忠仔电厂。鉴于所

得资料有限，本文仅就造船厂与矿务局的资料，对二者进行初步的介绍： 

 

图 4.27：1944 年 4 月的马来亚工业设施411 

2.1 造船厂：   

1944 年，为克服船舶不足的问题，日军发起了一项建造船舶的重大计划，命令南部

所有地区将这项工作放在首位，并提供 30-40%的军用资金，予民用企业使用。在马来亚，

 
410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55. 
411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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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关丹在内，至少有 10 个造船厂，建造起了船只。日军还从广州，请来了经验丰富的

造船商，来协助当地工匠。412其中 1 间关丹大型船厂，在现丹绒隆坡大桥（Jambatan 

Tanjung Lumpur）的左侧，范围从现今的巴登拉浪路（Jalan Padang Lalang）到丹绒阿比

路（Jalan Tanjung Api）的河口为止。日军还在那一并建立了几间大型货仓。日军来前，

该地原为椰林，分布少数渔民的居所，没有政府建筑。大桥右侧则有 3 间锯木厂，沿河排

满了树桐。如今该地已变为各大工厂，布满政府建筑与渔船。实际上，英政府在撤退前，

疑似在丹绒阿比河口建立了炼油厂。413因此，不排除日军也在近处发展了炼油厂。 

同年，造船厂开始招募大量技术工人： 

2.1.1 甄耀铭： 

有代表到林明招募工人，表示会有工作保障，因此许多人下关丹应征工作。总

计船厂应有上百位员工，一些住在了改为员工宿舍的琼州会馆。414由于早前有修理火

车的经验，甄耀铭受聘与日本技术人员修理轮胎。事后，他带着妻子、甄南育与其弟

妹，搬往哈芝阿末路的高脚屋同住。该屋由马来人出租。415工作期间，日本技术人员

十分友善，其中 1 位还会说福建话。由于甄耀铭精明能干、善于沟通，许多困难的技

术都需他处理。他甚至会与日本技术人员一起骑脚车，到现距离关丹约 135 公里的云

冰（Rompin），只为把破船修好。期间，没船过河时，就干脆游泳渡河。鉴于工人

没有薪水，每日中午，他会分得 1 粒约拳头大小的饭团。到了晚上放工，又会分到约

2 人份的小袋百米。生病的话，则会得到些许的退烧药。船厂设有日军守卫，也让一

些亲日的本地人监管，但他们嚣张跋扈。有一次，当工人争先恐后地进入大门上班时，

就被亲日分子用粗大的藤棍，往头顶猛敲。甄耀铭发现有人被打晕了，急忙扶起，才

发现对方只不过是 15 岁的男孩。众人愤愤不平，却不敢发怒。416 

 

 
412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70. 
413 甄南育曾记得，英政府在丹绒阿比河口建立了 2大油桶。见附录 3手稿图：3.4甄南育手稿（4）。 
414 〈关丹琼州会馆史略〉，页 266。 
415 见附录 3手稿图：3.1甄南育手稿（1）。 
416 见附录 3手稿图：3.4甄南育手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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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黄荣兴： 

为了提供机器予船厂，属于黄荣兴的荣兴建设公司，很快被日军征用。黄翠琼

一家唯有回到曾经的避难所，哈芝阿末路的亚答屋。公司制作家具的 3 架机器，统统

被日军搬到船厂，甚至工人也被强制带往那里工作。417实际上，这个现象在统治中期

普遍常见。据文冬地方官员所述，1943 年 6 月，陆军、海军与空军，合力把他们的

废铁运走。有时，废铁还由日本军官护送，导致当地警察不敢阻止。有一次，警察确

实扣留了一辆卡车，但司机当即联系当地日本军官，后者即指示警察放行卡车。418这

无不与黄翠琼一家的遭遇，有着共通之处。  

接着，由于黄荣兴熟知机器运作，成了造船厂管理工人的华人。虽然船厂有马

来人与印度人，但以华人居多。工头有午餐可吃，饭碗亦由日军提供。图 4.28，即为

黄荣兴遗留的陶瓷饭碗。在黄翠琼的记忆中，船厂的日本工程师为南山与“Awasasa”。

他们既讲英文，也写中文。虽是“Awasasa”把黄荣兴的公司机器搬往船厂，但他对工

人不错，所以与黄荣兴交情甚好。战后的 60 年代末，“Awasasa”的儿子在马来西亚旅

行，亦来到关丹。在父亲早期的指示下，他即刻认出 3 座木屋相连的荣兴建设公司。

他称，是逝世的父亲，交代他前来探望黄荣兴。只可惜，当时黄荣兴也去世了，唯有

留给后代回味战时的情谊。再者，南山亦依据战时的回忆，找到了公司。黄翠琼一刻

认不出年迈的他，只有她的表哥还认得他。他一进到店里，就指着黄荣兴的遗照（图

4.29），表明要找他。419即使断联许久，他们亦不远千里来到关丹，只为与战时的老

友叙旧。这显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华人与日本人也能撇开立场，惺惺相惜，为高压

的统治增添一抹人情味。 

 
417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418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77-178. 
419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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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28：造船厂的工头饭碗420                   图 4.29：造船厂工头黄荣兴421 

2.2 矿务局： 

  除了招募人到造船厂，日军也号召民众到林明锡矿公司，逐步恢复生产锡矿，并着重

在铜的收集。422在总经理角泽（Kakusawa）的带领下，上百位工人把锡矿公司淹没到第 3

层的水排出，并在威林克矿区（Willink Mine）开采矿石，提炼出铜。接着，在淘锡厂进

行冶炼工程，制作出子弹壳。423EB-3 号的工程师房子，则被用作矿场办公室。为了使武

器迅速运回日本，日军自 1942 年末开始，424从关丹开辟了 1 条 19 英里长的新公路，衔接

班珍直通林明。425曾国来认为，日据时期的林明是较为太平的，因为日军主要把它视为需

人力的矿场，426有一定的军事用途。这也算是从一方面，救了不少林明居民的性命。    

3. 慰安所： 

最初闯入马来亚后，日军对女性进行大规模的强奸。这一行为在后来被制度化，变

为把成群的女性集中到一个区域，并将之称为他们的慰安所。在关丹亦是如此。在亲日分

子的带领下，日军到后街的三达洋货，抓捕了 2 名女中学生。在强奸她们后，日军把她们

抛上罗里车。在行车时，其中一位姓陈的女学生，双乳被铁丝穿过，吊在了车棚上，场面

 
420 笔者于 2021年 7月 21日，摄于荣兴建设公司。 
421 笔者于 2021年 7月 21日，摄于荣兴建设公司。 
422 见附录 3手稿图：3.1甄南育手稿（1）。 
423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424 “Kuantan Making Great Strides In Every Direction,” Syonan Shimbun, November 25, 1942. 
425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1。 
426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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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为凄惨。听闻气若游丝的她们，与其他遇难者一样，同样被载到了海滩行刑。427后来，

日军把华人与马来人女性，集中到南京旅馆。而南京旅馆早在日军来之前，已是著名的风

月场所。428有时，黄翠琼还会从那里听见，日军殴打她们后，传来的一阵阵惨叫声。429此

后，民间传出 1 则传言。430在南京旅馆变为酒吧时，曾有一组朋友在楼上的唱歌房唱歌。

一名男子在唱歌时，声音不知为何，突然转变成了女声，把一组人吓得跑出了唱歌房。自

此，老板关闭唱歌房，不再经营。  

甄南育的伯母曾告知他：她的干女儿——黄亚玉，在 16 岁时，从外地被带到南京

旅馆，送给一名日军做妻子。她与日军的儿子出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在关丹举目无亲

的她，便与伯母熟络了起来。后来伯父伯母移居吉隆坡，也把她们母子带去同住。黄亚玉

改嫁给一位姓肖的猪肉贩，儿子也改姓肖，从此不再用日本姓名。此外，在日军入侵前，

住在关丹的日本妇女，在日据时期帮了华人许多的忙。只要有人求她们，帮助被日军扣留

的人，善良的她们都会义无反顾施于援手。因此，许多人都幸运地活了下来。又如，在广

福庙（Tokong Kong Hock）的角落附近，住着一位泰籍太太（“暹妈”）与其女儿。因为女

儿嫁给了日本人，所以每当有人被日军扣留，都会找太太请女儿说情。日军讲情，也就为

她们放了不少人。这位仁慈的太太非常长寿，约在 9 年前过世。431如果没有她们，相信会

有更多人，无辜成为宪兵部的亡魂。  

4. 日语学校： 

1942 年 8 月，日军准备了一份教育规划文件，阐明了在马来亚实施教育的各项指

标： 

“教育的重点，在于实施适应实际生活的工业技术教学，以及大力营造尊重劳动的

氛围。同时，实行因地制宜的教育，但不应制定义务教育或普及教育等政策。现有的高等

 
427 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428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429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430 同样转述自笔者的叔叔高武仁（1977年生），在 90年代末，到酒吧的所见所闻。 
431 转述自已故郑秋乐，他曾在少年时期于北根支持抗日军。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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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校，一律停课，以审查其教育制度与内容。若有特别必要的课程，将由最高统帅

（Supreme Commander）批准后重新开课”。432 

小学教育尤其受到重视，因为后代思想可以从一开始受到训练，遵循新秩序（Shin 

Chitsujo）的路线，摒弃西方的思想和习惯，全力效忠日本。为此，日军在 1942 年 4 月，

逐步重开各地小学。433而且，彭亨学校督察官（Inspector of Schools in Pahang）告知所有

小学校长，他们应在晚上或任何合适时间，开设日语班培训失业教师。他在信中指出，在

未来，教师皆需精通日语，并且只有日语教师有资格成为小学校长。434由于日军规定每个

家庭，至少需派出 2 个孩子学习日语。所以，关丹华人也让孩子到商办学校、德伦敦学校

（Sekolah Teruntum，图 4.30）与中华学校，学习日语： 

4.1 陈明星：  

他在德伦敦学校就读了 3 年，并达到了中学三年级（Koto San Nien）的阶段。

他记得，拿督马哈茂德也让他的 2 个孩子，慕斯达法（Mustapha）和莫达

（Mokhta）到该校学习。学校的部分老师来自阿都拉学校（Sekolah Abdullah）。

校长起初是拉马林根（A.Ramalingam）担任，后期由许亚昌（音译，Koh Ah 

Cheong）就职；教他马来半岛（Malai Pan Tauw）地理的则是吕霖苗（音译，Loh 

Lim Meow）。有一次，一名日本贵宾“Marumok”来校演讲。所有学生坐在地板上，

他坐在前排，隔壁坐着健谈的吕天希（音译，Koh Thiam Hee）。贵宾演讲时，他

们没有专心，大声喧哗，激怒了许亚昌校长。贵宾离开后，校长把吵闹的学生集中

起来，让他们站成一条直线，来回掌掴他们，直到他们的脸发红青肿。435许是害怕

日军借此责难，校长才会有这般激动之举。 

 
432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25. 
433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26. 
434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32. 
435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198. 



97 
 

 

图 4.30：1938 年的德伦敦学校436 

1944 年，日本教育局在前街的翁源咖啡店（音译，Weng Yuen coffee shop）

举办一场学校音乐会。陈明星与同班同学陈伦（音译，Chin Lun）等人，被选中参

加其中一项表演。他们每人得到 1 块新布，来制作 1 件服装。表演服，均由许亚昌

校长的夫人亲手制作。437同年 12 月 8 日，为了帝国日，学生、教职员、商人与公

务员等，皆被要求参加集会。集会的第一件事，是向东朝拜“天皇”。接下来是唱日

本国歌《君之代》，宣读帝国诏书，升旗与演讲。之后，人群向天皇高喊三声“万

岁大日本天皇陛下”（Dai Nippon Tenno-Heika Banzai）。至此，预先安排的交流正

式展开。作为主席的彭亨州长薰堂，在问候后，说：“我希望任命一位司仪”。印裔

代表站起来回应：“一切由你做主”。然后，薰堂会问华裔代表与巫裔代表，是否有

任何异议。在他们说“不反对”后，薰堂提名拿督马哈茂德为司仪。马哈茂德的任务，

是邀请巫华印与日本的 4 个代表演讲，再告诉大众：“现今，你们已听到各社区的

演讲，已经明白了这一天的意义。为持续燃烧我们心中的热诚，是否该通过一项决

议？”在大众表示“不反对”后，4 个代表宣读他们的决议。9 日，集会再续进一步的

仪式，其中包括为日本亡魂祈愿，社区领袖褒扬亡魂的简短讲话，以及给予当局的

热烈赞扬。438除了音乐会与帝国日，日本当局也筹办运动会。1943 年，彭亨运动

会以关丹第一操场为主场。巨大的场地以木板和亚答建造，看台的木廊足有 10 层

 
43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08. 
437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 
438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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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并被覆盖上亚答。彭亨的运动员皆前来参赛。439至于有否学生参与，或帮助筹

办运动会，则有待查明。   

4.2 黄翠琼：   

 起初，她在转为日语小学的商办学校学习，日语中学设于德伦敦学校。后来，

教育局将小学与中学，集中在德伦敦学校，商办学校转为宪兵部。她会进日语小学

的契机，源于该校同为宪兵的校长。在看到骨瘦如柴的她与妹妹后，校长告诉她的

父亲，若让她们入学，就会有免费的一餐。于是，她到了日语小学，并发现有华裔

与巫裔教师，读的并非课本而是讲义。可知，当代严重缺乏教师与教科书。讲义内

容，是如何以罗马拼音“a、i 、u、e、o”，学习日文。她曾记得有一次，在德伦敦

学校的操场上体育课（图 4.31 与图 4.32），教练让他们走入大型的木制跑轮中。

教练一边推，她与同学一边在里面转。日常训练后，教练会在每年的学校运动会，

选出表现突出的同学参赛。到了中午，她可以在学校，享用免费的番薯、马来糕点。

学校不时还会派米或米粉，也办过恳亲会、儿童节与运动会，440与一般学校颇为相

似。 

     

图 4.31 与图 4.32：日据时期在德伦敦学校上体育课的学生441 

 
439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7. 
440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44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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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梁荣业： 

他在德伦敦学校就读了一个月。记忆中是印裔女教师教他日语，同是在黑板上

以罗马拼音教授，没有课本。他称：“那时就当我们幼儿园（小孩），因为我们什

么都不懂”。即使只读了一个月，如今的他还会哼唱日本国歌，并说出简单的日文

问候语。442这恰恰引证了当时的语言教师所发现的：日本歌曲“在亚洲人的耳里有

强大的吸引力”，而且“老少咸宜”，是颇有成效的日语教学辅助工具。443 

在林明，当局以中华学校为日语学校（图 4.33）。学生约 10 至 20 人，分设 2

班，多数为华裔子弟。在日军行进林明时，一同前来的，还有 10 至 20 位工程师与

其家眷。该校除了由男教师彬东教导日文，其他教职员应为工程师的家眷。444  

 

图 4.33：1953 年的中华学校445 

5. 娱乐场所： 

除了设立令人闻风丧胆的宪兵部，日军还发展出了与之相反的游艺场，借以减低华

人社会的抗日情绪，也供自身娱乐。日军拆除前街由沈立和（音译，Sam Lee Woh）所拥

有的歌剧院，就地建造了 1 所游艺场（现为 10 百货商店，图 4.34）。446为了在苦闷的生

活中，获取些许的娱乐，去游艺场成了人们的日常活动。晚上，张女士会与哥哥一同到该

 
442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443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32-133. 
444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445〈古早的林明〉，《林明民众图书馆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关丹：林明民众图书馆，2014），页 234。 
44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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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帮忙照看人们的自行车。每辆收费 0.10 元。447在林明，日军也建了 1 所。虽不清楚

关丹游艺场的详细情形，但也能从槟城、新加坡与文冬等地的情况，略知一二。在游艺场，

人们会享受歌舞、电影、游戏与戏剧等娱乐设施，设施的名字也多已日本化。448此外，日

军还会设立开放的赌博之地，以文冬为例：兴南彩券（Konan Saiken）于 1942 年 7 月推

出，每张票价为 1 元，并一直运行到 1945 年 8 月。最高奖金为 50,000 元。最初，有

2,507 个奖品，总值为 139,500 元。后来，又增加了总值 50,000 元的新奖品。地区官员与

社区组织——华侨协会与印度独立同盟（Indian Independence League），负责出售门票，

并在寻找买家方面，承受着相当的压力。449对于日军的另一娱乐，则集中在荣兴建设公司

（图 4.35）。在搬走该公司的机器后，日军把 3 间木屋打通，将之作为俱乐部。现通道已

被封上，不过仍可从图 4.36 与图 4.37，看见左右两边，曾被打通的弧形痕迹。当时，日

军把中间用作图书馆，左右 2 间用以从事室内运动，如打乒乓球。450令人惋惜的是，在笔

者到访前，日军遗留在公司的书籍已全丢失。 

       

          图 4.34：游艺场遗址451                                      图 4.35：荣兴建设公司452 

 
447 “WWII Horrors Buried In The Sands Of Kuantan.” 
448 初期，游艺场的电影还会有西方电影上映。到了 1943年 8月 24日，“敌国影片”被禁映，代之以日本出

品的电影。电影内容，以宣传日军之丰功伟绩为主。见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

1945》，页 421-422。 
449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216. 
450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451 笔者于 2022年 5月 2日，摄于 10百货商店。 
452 笔者于 2021年 7月 21日，在简宏兴的引领下，摄于荣兴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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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与图 4.37：日军打通公司的弧形痕迹453 

 
453 笔者于 2021年 7月 21日，摄于荣兴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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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挣扎求存 

在日军统治关丹后，华人社会的生命难以保障，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1942 年 5

月，彭亨官员报告说，由于“橡胶价格不存在”，几乎所有橡胶都无人看管，小农对补种或

收购芽存没有兴趣。次月，政府更新了战前橡胶经销商的许可证，人们开始以规定价格购

买小农橡胶。但在 1943 年 4 月末，昭南军事长官（Syonan Military Administrator）建议私

人橡胶经销商，停止购买橡胶。6 月 15 日，许可证到期，人民没有续签。直到 8 月，新

的许可证上市，民众申请的兴趣已不如从前。454在此前后，政府将彭亨橡胶生产区域分配

给“东洋拓殖株式会社”（Toyo Takushoku K.K），并指定了它的买家。455市场跌宕起伏，

黑市由此诞生，民生必需品被高价出售。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导致境况雪上加霜。日军

发行的无数“军用票”，在最初还有连续的号码，到最后却一并取消号码与字母。456华社用

大量“军用票”，只能买到少数的用品。为此，人们开始冒着被逮捕杀头的风险，暗中用回

马来亚元。李国祯的母亲，便试过在来来往往的市区，暗中用马来亚方形铜币做买卖。457

可知在日据时期，“军用票”用处甚微，马来亚元反而保留了其价值。 

同年，为了控制商品，日军于彭亨成立 3 个商品分销公司，包括彭亨东部商品公司

（Pahang East Commodities Corporation）。华侨协会的委员会设立了这些机构，并由地方

官员担任顾问，监督他们的活动。国家行政部门建议，每家公司应有约 30 名成员。但仅

在淡马鲁，就有 90 多家公司提出申请。因此，没被邀请参加成立大会的商人，提交了反

对被排除的请愿书。每家彭亨公司被允许累积总资金 50,000 元，并以每股 100 元向会员

出售股份。回报基于固定佣金，而且公司不应赚取超过设定比率的利润。商人若要将受控

商品运出该州，需获得政府许可，或其中一家公司的分许可。否则，公司有权没收任何未

经许可的出口商品。458这算是日军对于市场混乱现象，一种由内而外的巩固尝试。 

 
454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35. 
455 Yoji Akashi, Mako Yoshimura,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
194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123-124.  
456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255. 
457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458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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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人民的日常需求，在彭亨控制商品之余，日军也供应粮食予人民。不过，

如表 4.1 所示，由“三菱商事株式会社”（Mitsubishi Shoji Corporation）分配的米粮却逐年

减少，甚至连稻农也达不了自身的所需份额。1943 年 10 月 9 日，在得知彭亨的所得配额

更低后，彭亨州长薰堂承认配额的不足，但表示“种植者必须为城市人口做出牺牲”。由此，

彭亨的男性稻农，每年仅能保留 72 干当的大米。459在关丹，由于盟军的海面封锁，大多

粮食无法从新加坡等地进口，粮食供应亦日益减少。460若要米粮，需用分配的米牌到福美

兄弟有限公司购买。公司米厂遗址，则位于现四处咖啡厅（Mana Mana Cafe）（图 4.38）。

但份额仍不够，黄翠琼一家唯有把米与番薯混合在一起吃，并持续以椰糖替代白糖。她称，

领回来的白米都有防止生虫的白灰，他们唯有洗了又洗，再一粒粒地选出来烹煮。煮出来

的分量仍不足，大人便让给孩子吃，让自己饿肚子。461现今她的双手，也因长年刮番薯皮，

长出了老茧。由于没有鱼肉与蔬菜，甄南育的母亲唯有准备一小碗的椰油生盐，给一家拌

饭吃。当时的甄南育觉得味道不错，随口说了一句“很好吃”。母亲听了很生气，当即用筷

子敲了一下他的头。他表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见到母亲怨恨的眼神。462缺粮的现象，

着实让备餐的母亲们，背负了不少压力。王金凤一家，在一开始还能维持生计。过后粮食

锐减，他们只能在树胶园与家门口种粮及养猪。她指出，甘孟的日军并没供应粮食。463通

过图 4.39，可以得知日军在关丹前街，建设了 1 间公共餐厅（Public Restaurant），右侧

为东京忠仔电厂。初步估计，该餐厅也许是在粮食短缺之下，给予日军用餐的地方，又或

是提供给该电厂员工吃饭的地点。 

 

 

 

 

 
459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76-277. 
460 见附录 2访谈稿：2.2梁荣业口述访谈。 
461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462 见附录 3手稿图：3.4甄南育手稿（4）。 
463 见附录 2访谈稿：2.9王金凤口述访谈。 



104 
 

日期 彭亨每月大米配额（吨） 

1942 年 8 月至 11 月 1,500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3 月 800 

1944 年 2 月至 3 月 352 

1944 年 4 月 90 

表 4.1：1942 年 8 月至 1944 年 4 月的彭亨大米配额464 

 

图 4.38：四处咖啡厅465 

 
464 整合自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53；Yoji Akashi, Mako Yoshimura,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1945,55。 
465 笔者于 2021年 7月 21日，在黄翠琼的引领下，摄于荣兴建设公司左后方；南京旅馆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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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关丹公共餐厅（左）与东京忠仔电厂（右）466 

由于进口大米供不应求，无法满足民众，当地粮食生产成了日军的主要关注点。一

项为期三年的粮食自给计划（Food Sufficiency Plan）因此诞生，日军广泛宣传粮食增产运

动（Grow More Food Campaign），呼吁人民大幅耕种农作物。为提供作物的种植空间，

政府从森林保护区腾出土地，授权在城市或主要道路附近，砍伐橡胶园和小农场的树木。

当局亦在一些地方，指示农民从小农场中移除橡胶。4671942 年 12 月，据昭南日报的记者

所述，关丹已有超过 2000 亩的粮食种植土地，土地租金从每亩 25 元到 35 元不等。在华

侨协会的合作下，关丹的无数农场中，有 2 个最大的农场。其中 1 个名为官制农场

（Kansei Famrs），受日军的直接监督和保护。这些农场除了增加粮食，也是日军对人民

实行劳改的场地。关丹 1 间农业公司，由华人经营。每天有约 100 位农民，在其 300 多亩

的土地上劳作。此外，还有许多马来与印度农场。众多的农场，使关丹成了当代重要的食

 
466 现该处已变为德伦敦公园（Taman Teruntum）。见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25. 
467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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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中心之一。为了鼓励粮食种植，日军承诺，向有意耕种者提供财政援助。468在运动

的推动下，陈钊加入华侨农业公司（Overseas Chinese Agricultural Company）。该公司其

中 1 位董事为侯颜（音译，How Yan）。陈钊向公司申请土地，并支付每月 26 元的租金

后，在亚益布爹路获得了 5 亩的土地种植湿稻。不幸的是，在一次收获时，恰逢雨季来临，

稻谷都被打湿了。在德伦敦学校，每位学生也被分配了 1 块土地，在学校 6 英尺 X 20 英

尺的土地上，种植木薯、玉米、红薯、玉米和蔬菜等。首次种植的陈明星，在花生长出后，

还很高兴地带了一篮子的花生回家。469老师也呼吁学生回家种植、养鸡。黄翠琼表示，老

师让他们养 5 只鸡。有了鸡蛋，不仅可以吃，还能把剩的拿去卖，470减轻社会粮食短缺的

压力。 

长期下来，彭亨湿稻的种植面积有所增长，在 1930 年代后期的 40,000 亩，直升到

1945 年的 50,000 亩。471占领初期飙升的蔬菜价格，也因此下降了约三分之二。但粮食供

应仍然不足，彭亨州长薰堂建议人民应把每日 3 餐，变为 2 餐，以减少食物的消耗。472由

此可知，该计划只能减缓供应的不足，却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民的困境。1944 年 7 月，

薰堂在一次地方官员会议上说，1 年半后的彭亨，仍无法实现全面的自给自足。他还警告，

政府可能会在未来，停止供应粮食。届时，农村人口不仅需为他们自己，还需为城市人口

种植更多的食物。于是他建议，地方官员应限制粮食分配，迫使人民增加种植产量。他也

发表诸如“应给予城市人口 10%而非 90%的配给，让他们自耕自足”，“粗略地配给粮食”，

“不应把生活用品，派发给没有用处的人民”的看法。473在此决定下，以文冬为例：1945

年 8 月，申请粮食作物种植者证（Food crop cultivators' cards）的人民，从 1944 年 7 月的

3,906 名，增至 1945 年 7 月的 13,229 名；私人购买者证（Private purchasers' cards）则由

 
468 “Kuantan Making Great Strides In Every Direction.” 
469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8. 
470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471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78-279. 
472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64-265. 
473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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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6 名减低至 1,534 名。私人购买者证为稻农，他们被迫交出私人购买者证，仅以自己

生产的稻米为生。474在整个计划下，深受剥削的阶层，应非稻农莫属。   

 对于日军在关丹制造的种族冲突，笔者在对 9 位老人家进行访问后，发现关丹的相

关情形，并不如其他州属严峻。虽说关丹也处于警戒状态，但并没发生确实的血腥冲突。

以甄南育的亲历为例：他与其他华人在小雅凌（Jalan Kubang Buaya）生活，四邻八舍经

常来往。河的另一处，是马来人居住的甘榜爪哇（Kampung Jawa）。在排华口号发出后，

父亲甄耀铭与邻居会在晚上守夜，并吩咐家人不许点灯。若有排华状况，大家需赶紧敲打

水桶，用酒瓶作号角，互相通知。为以防万一，家中还备有刀棍作为防盗武器。曾为武术

教练的父亲，也会找出长棍、锄头与镰刀，教导村内的青年用武术防身。这使得学习武术，

成了一时的风潮。但实际上在排华时期，马来人同样警戒害怕，所以冲突不曾发生。而且，

他的父亲在造船厂工作时，仍照常与马来人来往。他们会一同踏脚车与聊天，感情甚好。

475 

小结 

总体来看，日军在关丹实行的各种管理，由于初期没有进行长期部署，导致后期出

现各种问题。他们焦头烂额，试图力挽狂澜。但在财政困难与政策不合下，解决成效甚微，

华人社会的生活日益艰苦。随着时间流逝，对于日军力不从心的管制，以及蛮横凶残的对

待，华社的不满情绪越发强烈。他们中的抗日军，将与盟军携手，彻底击溃日军的统治。 

 

 

 

 

 

 

 
474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61-262. 
475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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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关丹华人社会的抵抗及战后社会 

在重重压力与不公不义下，关丹华人社会如火如荼展开抗日活动。抗日军与百姓的

携手合作，犹如星火燎原，使日军如日冲天的势力渐渐化为灰烬。最后盟军反攻关丹，日

军被迫投降与撤退。抗日军暂时引领关丹，直至英政府回归统治。 

 第一节 地下抗日 

1. 组织发展 

1941 年 12 月 31 日，关丹沦陷后，马工东彭地委书记大黎（蔡克明）与肖

新民、张祺、刘平（力争）、杨青、庄清等委员，在当地召开地委紧急会议。大黎

与孔锋离开关丹，到文德甲交通站联系中央。王书、冯芳、李朝、李春等 20 余人，

分头收集英军败退后，丢下与埋藏的武器。1942 年 2 月，在收集步枪 10 支、猎枪、

手榴弹等武器，以及 1 批面粉等粮食后，组成抗日游击小组。同年 5 月，队伍扩大，

正式成立东彭关丹抗日游击队。队伍成员有大队长张祺、党代表庄清（徐志荣）、

副大队长杨青、政工处负责人黄敏、军需负责人吴克，以及小黎、小平、阿山、小

李（刘敏清）等人。4761944 年 9 月 1 日，经东彭地委委员吴田汇报中央后，该队

伍整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七独有 4 个中队与 1 个独立分队，兵员

700 余人，枪支 500 余支。辖区分布于东彭的关丹、北根及登嘉楼。477活动在关丹

区域的，有第一中队与第十一中队：  

第一中队 

中队长 王书 第三分队长 潘正保 

党代表 孔锋（后陈祝续任） 战员 250 人 

副中队长 王孝宣（后调离） 机枪 150 支 

保管员 吴克（兼任） 驻地 雅姆山 

第一分队长 冯芳 活动地 雅姆、关丹、巴洛、美塞拉与北

 
476 蔡克明与小平均在莱特的叛变与指令下，遭受逮捕并处死。见 Yoji Akashi, Mako Yoshimura,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1945, 75,79。 
477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香港见证出版公司，1992），页 33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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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等 

第二分队长 李朝   

表 5.1：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第一中队简表478 

第十一中队 

中队长 黄星龙（后王禄全续任） 战员 100 人 

党代表 吴基 机枪 90 支 

保管员 李亚文 驻地 林明矿山 

  活动地 林明与甘孟等 

表 5.2：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第十一中队简表479 

为了坚实后援，第十一中队还以上述提及的 3 个农场为驻地，并同时在农场开设学

校与夜学班，教导孩子。1943 年，白娜在贝克去世后，成为第十一中队的一员（图 5.1 与

图 5.2），负责编写第七独立队机关报——《民意报》（Berita Pendapat Rakyat）480的英文

版。481而她也被任命为音乐老师，经常到农场教导孩子唱歌。482值得一提的是，联军极少

空降兵士、武器与物资等，支援七独的作战。除了 1945 年初，盟军曾在而连突（Jerantut）

至关丹中间 87 碑处的黄重吉农场，空降 1 组特工人员，包括 1 名美国军官与 3 名华裔特

工。但他们坚持独立行动。而且，收发报机在空降时已经坠毁，双方都无法直接与东南亚

联军总部取得联系。没有参与过军训的七独，483唯有持续在游击战中自我锻炼，调整军纪、

宣传与物资等问题。 

 
478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0。 
479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0-341。 
480 原不二夫，〈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共产党〉，页 36。 
481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1-192。 
482 “How a girl from Dunstable survived WWII in a Chinese communists camp in the Malayan jungle,” Ysenda 
Maxtone Graham, accessed Apr 20, 2022, https://www.dailymail.co.uk/home/books/article-5284633/How-girl-
Dunstable-survived-WWII.html.  
483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5。 

https://www.dailymail.co.uk/home/books/article-5284633/How-girl-Dunstable-survived-WWII.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home/books/article-5284633/How-girl-Dunstable-survived-WWI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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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白娜484                                          图 5.2：白娜的抗日军会员卡485 

对于军需负责人吴克，关丹华人社会似乎有较深的印象。如黄翠琼曾见过他，并知

道他是海南人。当时他疑似在前街的第 11 间排屋，开了间叫“南京”（音译，Nam Keng）

的商铺。486此“南京”是否意指南京旅馆，则有待查证。甄南育亦记得吴克、孙文敬与福天

3 人。他指出，他们能在日军的严控之下，在关丹各处神出鬼没。当然，这也连累了一些

百姓被日军扣查。为了物资，吴克与孙文敬会向关丹富商寻求经费或物资。作为牵线人，

吴克也会与渗透到日军中的特务联系，向七独报告近况。487同时，甄南育认识 1 位农场的

抗日军，即已逝的曾繁道。他 15 岁参加抗日军，战后为其工作。日据时期，他曾在林明

的游艺场，寻找抗日军支持者。一旦遇上搜查，便会躲藏一整天，避免遭日军拘捕。曾国

来则补充，农场有名大队长，本名吴学三（已故）。他曾在战后与许多人说，在农场如何

抗日与抗英。而在攻击班珍警局牺牲的第十一中队中队长黄星龙，是曾在林明锡矿公司拉

树桐的矿工。488  

2. 卓著战果 

 1943 年，战争的恶化迫使日军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他们决定基于个人能力，给

予人民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机会。12 月，他们在彭亨组织了咨询委员会，代表包括 5 名

 
484 “How a girl from Dunstable survived WWII in a Chinese communists camp in the Malayan jungle.” 
485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3。 
486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487 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488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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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3 名华人和 1 名印度人。这种跨种族的手段，似乎是一种种族融合的尝试。可能

有助于削弱华人的反对力量，并阻止其成为抗日运动的核心。489不过，这显然没有减少抗

日军前进的脚步。直到日军投降前，第七独立队与其的大小对战足有几十次。他们成功缴

获枪支 500 多支、子弹 10 万余发，击伤击毙日军汉奸数百人，并使 60 多名军警投降。其

中较大的战果有 3 项：1.攻陷东彭与登嘉楼的 11 个警察局，包括关丹的林明与甘孟；

2.1944 年 4 月，以地雷对战大规模围剿雅姆山的日军，并派出游击小组偷袭他们。490期间，

途径关丹和安山的日军，便是在游击队的地雷下，牺牲了数人。过几日，日军采取报复，

在士满慕、哈芝阿末路与亚益布爹路，围捕了 2 罗里车的人。受害者皆被载到和安山射杀，

从此沈眠于深坑中。到了 2019 年，日本政府派人到士满慕，寻找 1 位日本军官的坟墓，

并将其骨灰带回日本。491可以相信，该日本军官既是在此对战中，牺牲的唯一指挥官——

官田岛大佐；4923.1944 年，袭击班珍至林明的日军火车，缴获枪弹、大米后，亦将火车炸

毁。从上可知，七独一再震慑了日军对关丹等地的统治。这其中，少不了他们慎密作战的

思维能力。如有一次，他们发现经过林明新路的日本工程师。原可进行攻击，但为避免日

军借机报复，他们选择放过了他。再如，同在新路，曾繁道曾把 1 粒木瓜委派给 1 人，让

他把木瓜带到现关丹加德士油站后方的宪兵宿舍。木瓜被交给住在该舍的“日本妇女”后，

她会剖开木瓜，取出里头的纸条，与七独进行联系。这表示，“日本妇女”或许并非日本人，

她的真实身份是被抗日军埋藏在宪兵群中的特务。493由此，七独即可在与日军对战前，掌

握其战略走向。   

3. 招降锄奸 

 日据时期的关丹华人社会，除了有挣扎求存的普通百姓，也有立场艰难的富有侨

领与无恶不作的亲日份子。关丹享誉名望的侨领如李胡、文华椿（图 5.3）、林和历、潘

先兴、古汉光（客家人，林明中华商会主席）与林安上（潮州人，林明中华商会副主席）

等人，494都被迫缴交奉纳金，与日军合作。后来，古汉光疑是成了警察署长，潘先兴、林

 
489 Yoji Akashi,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the Malayan Chinese 1941-1945,” 81. 
490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1-342。 
491 转述自已故龚锦文、陈绍良与其他亚益布爹居民。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492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2。 
493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494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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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上则为华侨协会正副会长。495起初，他们被抗日军带往雅姆大本营，逐个进行问话，且

通通过关。其中，潘先兴由于害怕得罪日军，有大力帮助之举，遭到了抗日军的警告。496

至于汉奸，已知姓名的有关丹维持会长张成庚。当时他住在后街，497是华益金铺的少东，

华益园的继承者。由于脸上长满麻子，又化名为豆皮庚。日军来到后，他即加入宪兵部，

专门带人抓捕抗日军支持者、调戏妇女与勒索百姓。只要有所违抗，就会召来横祸，他甚

至还会发出类似“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说你是抗日军”的死亡威胁。为此，华社皆对他恨

之入骨。498直到 1943 年上半年，日军欲以招抚的方式，瓦解第七独立队。他们命令维持

会、自卫团等汉奸暗探，组成 32 人的招安队伍，由张成庚带领，带救济品进入雅姆胶园

的芭边。七独的 10 几名军士化成群众，把队伍带到第一中队埋伏的地点。招安队伍被包

围后，七独当即揭发与训斥该队的计谋。他们亦杀鸡儆猴，历数张成庚的罪行后，就地将

其枪决。同时，七独扣留了潘先兴、甘孟镇长温寿与雅姆的李林等。这些侨领被带入营地

进行教育后，才各别返家。1943 至 1944 年，日军对抗日军无计可施，唯有躲在关丹市，

在游艺场以娱乐逃避现实。七独因此得到绝佳机会，派出锄奸精英小组，多次潜伏在游艺

场伺机而动。最终，小组共击毙了特高科长、汉奸特务张禄，以及数位汉奸。1944 年，

在民意之下，七独还派出武装，到林明没收潘先兴的财产与粮食。在数次打压汉奸暗探后，

他们不仅不再作恶多端，还有不少人转而投靠抗日军，提升了抗日效率，499只待盟军前来

共战。 

 
495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大战与南侨》，页 260。 
496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497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498 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499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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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侨领文华椿500 

第二节 盟军反攻 

在抗日军积极挫败日军的同时，盟军亦大力派员，到关丹市反攻措手不及的

日军。这节将罗列出关丹华人在盟军反攻之时，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  

1. 陈明星：  

当日军得知盟军即将反击时，他们命令居民开始在近处挖掘长 5 英尺 X 12

英尺、宽 2 英尺、深 3 英尺的 L 形战壕。他与其他人挖掘的战壕在第一操场的拐角

处，现贝壳公园（Taman Kerang）为其遗址（图 5.4）。在德伦敦学校，他与同学

则是在操场旁的橡胶园挖掘战壕。他们还进行了空袭演习。在紧急状况发生时，他

们被要求应于课室旁，排成一列，右手摸左肘，有序地向橡胶园行进。一天，在临

近中午的放学时刻，他透过校园窗户，惊恐地发现 1 架带有英国徽章的 B-24 轰炸

机（Consolidated B-24 Liberator）。他清楚地看到，轰炸机在学校前的宪兵总部上

低空飞行，即现彭亨政府大廈。他们忘了所有的演习指示，慌乱地跑到橡胶园。所

幸英军的目标并非平民，他们旨在摧毁造船厂。而他们仅用燃烧弹进行轰炸，因其

破坏较小，也不会有爆炸声。一天下午，1 架轻型轰炸机（Light bomber）毫无预

警地飞来。他认为，不是空袭警报不起作用，就是日军已没时间打开它。他和姐姐

 
500 〈历届会长像〉，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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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跑到福建会馆前的排水沟中，匆匆躲了起来。轰炸机离开后，两姐弟抬头看见

雾蒙蒙的黑烟，从造船厂的方向汹涌而出。当轰炸机再次低飞回来时，他们的头顶

响起震耳欲聋的机枪声，只能再次躲起来。这一次他们抬头时，恐惧地看见造船厂

另一侧的炼油厂，冒出了黑压压的烟雾。501大火已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了约 1 英

里外的城镇。他们立即爬起，头也不回地朝武吉士东阁路跑去。他们穿过柠檬桥的

稻田，到稻田另一边的避难所。在此处，他们仍然可见轰炸机，它正用炸弹轰炸机

场。502现是造船厂，再是炼油厂与机场，可知英军皆以日军的武装基地为首要攻击

目标。  

 

图 5.4：市民挖掘战壕遗址503 

 1945 年的某日中午，在陈明星从德伦敦学校返家时，于途中的民政事务处

（District Office，图 5.5），发觉 1 架 B-24 轰炸机正在头顶盘旋。轰炸机的二次到

来，促使他迅速跳进民政事务处后方的下水道，惊叹宪兵总部的哨兵竟没注意到它。

它饶了一圈后，径直朝造船厂的方向俯冲而去，并用燃烧弹攻击该处。随着浓烟滚

滚，哨兵才吹起号角，发出警报。在轰炸机二次出击时，他听见宪兵总部开始用机

关枪进行反击。轰炸机躲开枪击，又盘旋回来，低飞在第一操场上方，准备展开第

三次的攻击。在 11 点的方向，陈明星又看到 2 架零式战斗机，正准备俯冲攻击轰

 
501 据李国祯的另一说法，轰炸炼油厂的是美军的 B-29 轰炸机（B-29 Bomber）。轰炸机先是在关丹河面进

行扫射，警告市民远来该处，才开始轰炸炼油厂。见萧依钊编，《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页 124。 
502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8-199. 
503 笔者于 2021年 10月 27日，摄于贝壳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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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机。但未等它们攻击，其中 1 架战斗机被轰炸机的机枪手击中，开始向直落丝丝

海滩的方向燃烧坠落（图 5.6）。该飞行员赶忙把自己弹出战机，用降落伞降落。

见此，另 1 名飞行员不敢独斗，慌忙飞回了机场。504既蒙受损失，又遭到攻击，日

军离穷途末路仅一步之遥。 

      

                                        图 5.5：民政事务处 505                                 图 5.6：英军攻下的零式战斗机506 

2. 甄南育：  

在联军反攻的某日，大家听见警报声响起，连忙躲到避难所。他最永生难忘

的是，在战机即将来临时，病重的父亲甄耀铭直喊他与弟弟，快到防空壕躲避。当

时，两兄弟心急地拉起他，但他不愿下楼，因为他已病得无法行走。在父亲有气无

力地催促下，他们只能哭着跑到不远的防空壕（图 5.7），望着没有掩护的他流泪。

这天，母亲不在家，她已带着 2 岁的妹妹去找朋友。不久，2 名日军与 1 位华人来

到家中，与父亲谈话。甄南育记得，他们对他很友善。当他好奇地摸起 1 名日军的

佩枪时，该日军不但没制止，还摸了摸他的头。之后，他不记得父亲何时痊愈，也

不记得他有否回到船厂工作，只记得他们三兄妹搬到了堂姑母（珍姑）的家，即现

 
504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5. 
505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53. 
506 陈明星称此为英军所拍摄的零式战斗机，该日本战机坠毁于直落丝丝海滩。起初照片模糊不清，经过他

在相馆加工后，才稍微清晰了些。见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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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凌。该处也有防空壕。父母则到后方租了一片菜地，搭起茅屋，作为他们一家

在日本投降前的住所。507 

 

图 5.7：甄南育记忆中的防空壕508 

3. 黄翠琼：  

联军战机如 B-25 轰炸机（North American B-25 Mitchell），有着与日本战机

不同的声音。所以，每当他们听见联军战机的声音，都会快跑到橡胶园躲起来。与

陈明星的叙述有些不同，她在德伦敦学校所经历的防空演习，是用双手按住耳朵、

眼睛，并用拇指按住耳洞，再匍匐前进。在日本投降之际，她与同学依据指示，排

队逃出了学校。日军离开初期，“军用票”无法使用，又缺乏马来亚元，一家唯有省

吃俭用。不过，三姐还是拿着“军用票”，到郊外买到了鸡。郊外的卖主之所以会收

“军用票”，在于他们还未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黄翠琼也感到庆幸。当时母

亲在哈芝阿末路有 3 英亩的种植地，还养了猪和鸡，509可供一家自给自足。    

 
507 见附录 3手稿图：3.4甄南育手稿（4）。 
508 笔者于 2020年 1月 2日，请甄南育在关丹明记海鲜饭店的包厢，画下记忆中的防空壕。 
509 见附录 2访谈稿：2.6黄翠琼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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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陈明星于陈钊美术日夜照相的后方，

看见 1 架盟军飞机在西边的高空飞行。它放下了一大串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传单，

内容是日本投降的消息。翌日，收到日军即将撤离的消息后，第七独立队成立人民

委员会，510并让数百名抗日军聚集到后街，通过一辆辆卡车凯旋进城。商家们点燃

被派发的鞭炮，热烈欢迎挥舞着旗帜、军帽，并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抗日军。

陈明星与其他孩子，一边兴奋奔跑，一边跟着抗日军高唱。随后，却传出承载日军

的丹那布爹渡轮（Tanah Putih ferry）出现故障，需回城维修的消息。幸运的是，

日军并未回城，待渡轮修缮后照常撤退。不然，一场日军与抗日军的正面交锋，将

一触即发。接着，人民委员会开始在第一操场审判亲日份子。陈明星曾看见抗日军

分成数个小队，在市内寻找曾与日军合作的市民。他常常与人们坐在操场上，观看

好几次的审判。大看台有被审判官送上去的嫌疑犯，以及坐在后方的七独领导们。

若有超过 6 人指控该嫌疑犯叛国，他将被当场定罪。最终，像被日军屠杀的受害者

一样，罪犯们被集中到 1 辆卡车上，被送往直落丝丝海滩，由行刑队处决。除了第

一批罪犯，他们被送到了前街的橡胶焚化炉行刑。陈明星与同伴跑到该处，希望看

到处决，但晚了一步。当他们到达印度庙时，已听见砰砰的枪声。511至于曾在造船

厂气势凌人的亲日份子，在甄耀铭与工友要找他们时，发现他们早已被其他工友打

成了重伤。512人民委员会共逮捕了 40 余人，杀了 8 人，并释放了监狱的所有政治

犯。此外，敌方财产保管人办公室的财产，亦遭该会没收。513在林明，人民委员会

同样在操场进行了审判活动。据悉，共有 5 人在林明第一义山（图 5.8）遭到枪决，

514其中 1 名是林安上。另 10 余位日方职员，被抗日军追至山林击毙。515古汉光与

潘先兴之子的尸身，则分别在班珍与峇株沙瓦寻获。516对于甘孟的相关情况，只知

有把罪犯抓入山芭处决，517详细情形仍有待探查。  

 
510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9。 
51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9. 
512 见附录 3手稿图：3.4甄南育手稿（4）。 
513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9。 
514 曾国来编，〈民主革命与抗日活动〉，页 192。 
515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大战与南侨》，页 260。 
516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517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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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林明第一义山518 

关丹审判期间，曾发生抗日军亦遭审判之事。1 名调戏妇女的抗日军将实行枪毙，

但人们认为另 1 名抗日军犯了更大的罪行，更该应予处决。不过，因后者祖籍是海南，抗

日领导又同为海南人。该领导便找了理由，把前者枪决，释放了后者。519此外，亦有公报

私仇者。他们会说出类似的威胁：“我这家受抗日军支持，如果你们欺负我，我就搞你们

一单”，导致无辜者深受迫害。520后来，无法彻底脱身的嫌犯被处于私刑，其他则留到后

期，由马工抗英游击队处理。521如此看来，华社处理亲日份子的时间颇长，从中确实惩治

了汉奸，却也牵连了无辜者。 

第三节 英军回归 

 1945 年 9 月 30 日，日军正式于关丹向英军代表查普曼（Chapman）缴械投降（图

5.9），日据时期就此结束。522同年 10 月，为了恢复民生，英国军事管理局（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发出消息，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将需要的医疗用品、

医护制服、货币与超过 50 吨的大米，从新加坡空运至关丹。第二天，1 名供应官（Supply 

Officer）被空军载到关丹。空军指挥官在对关丹机场进行侦擦后，当晚返回新加坡。翌日

 
518 笔者于 2021年 5月 4日，在曾国来与甄南育的引领下，摄于林明第一义山。 
519 见附录 2访谈稿：2.5曾国来口述访谈。 
520 见附录 2访谈稿：2.1甄南育口述访谈。 
521 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522 香港新马研究社编，《莫让战火重燃》，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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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10 时，承载医疗用品与纸币的达科塔军用运输机（Dakota），降落在关丹机场。2

小时后，带着 5 吨大米的桑德兰水上飞机（Sunderland，图 5.10）登陆关丹河边。在接下

来的 10 天内，空军又向关丹运送了 45 吨大米。当局预计这些用品将立即缓解困境，并持

续到各种急需用品海运到该地。523实际上，在改用桑德兰水上飞机前，空军亦曾多次在下

午，以 B-24 轰炸机中的降落伞与圆柱金属容器，在第一操场投下医疗用品。524由此，关

丹华人社会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如亚益布爹路街场得以购得日常用品；彭亨联合有限公

司重开林明矿场，林明市场重回昔日繁荣，林明客属公会复办会所。525华校亦重新运作，

甄南育因此重返振华学校。该校校长与教师皆为抗日军支持者。每日早晨，他与教师 4 名、

20 几名同学，会在操场集合，升中华民国国旗，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一年级的班上，

同学的年龄不一，最年长的为 18 岁，最年幼的属 6 岁的他。多数同学为单亲家庭，因为

父亲皆在战时已逝，有的则由祖父母养育。他所目睹的战后现象，还有邻居的 12 岁孩子，

因没裤子可穿，只能拉低大人的外衣遮羞。其他的孩子，不是穿补洞的旧衣，就是面粉袋

制成的衣裤。为此，英军亦有派布匹与旧衣，526一定的供应他们日常生活所需。  

       

               图 5.9：日军在关丹投降527                      图 5.10：1946年关丹河上的桑德兰水上飞机528 

1945 年 12 月 1 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七独立队的 700 多位队员，于关丹复员。英国

军事管理局在民政事务处，接受队员解除武装，并交出武器。529之后，七独于关丹与登嘉

 
523 “Rice Flown To Kuantan,”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9, 1945. 
524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14. 
525 〈林明客家公会会史〉，《林明客家公会光辉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 57。 
526 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527 香港新马研究社编，《莫让战火重燃》，页 74。 
528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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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成立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州会和分会、总工会、新民主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与

马来亚农民阵线。530英政府曾于 1942 年 10 月宣布，将赔偿殖民地所承受的财物损失。

1946 年 2 月，政府提议每个殖民地皆设立委员会，对丢失或损坏的财产，进行登记与评

估。彭亨的战争损失登记处（Register of War Damage Commission）在瓜拉立卑成立。

1947 年 12 月，马来亚索赔专员（Claims Commissioner）关闭登记处。索赔额共计 13.03 

亿元，但在怀疑该数字具部分欺诈性后，决议提出 4.75 亿的赔偿金。战争风险保险（War 

Risks Insurance）则承担 1.96 亿的赔偿金。531 

关丹华人记录在案的登记，有约 295 件，从 1947 至 1957 年为止。532在英政府的缩

减计策下，许多华人皆获得比实际数额更少的赔偿金。如廖声其（Liew Siah Kee）的

30,300 降至 16,875 元；533黄金枝（Ng Kim Kee）的 1265.60 降至 392 元；534黄纯（Wong 

Soon）的 690 降至 104 元等等。535他们不是遭英日两军索要、劫掠私人财产，就是被战争

武器破坏个人产物。如陈钊美术日夜照相，在日据前遭遇洗劫，又在日本投降前，遭宪兵

队长大桥（Ohashi）劫掠一星期。因为该队长不愿店里留下任何日据时期的照片，作为指

控的证据。而该相馆也仅从 2000 元的赔偿金中，讨回 750 元。536纵使日军试图毁灭侵占

的证据，但他们还是留下了不少物证在关丹。如 1945 年，因盟军轰炸，而被迫留在关丹

机场的零式战斗机（图 5.11 与图 5.12）。同年，据关丹造船厂的战后记录，质量低下的

废弃船只在海岸来回穿梭，甚至有些因严重毁坏，没抵达大海就沉入关丹河（图 5.13、图

5.14 与图 5.15）。 537从图 5.16，可见一座停泊在政府码头的乐桑轮船（Resang 

Singapore）。在日军疏于管理的 3 年 8 个月中，由于关丹河口淤塞严重，战前的船只即使

 
529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9. 
530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9。 
531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344-345. 
532 整合自 Senarai Fail War Damage Comission, Pahang中的华文名。见 Cawangan Pemeliharan Dan Reprogram 

Unit Jilid Dan Pameran, 7 July 2009, Senarai Fail War Damage Comission, Pahang, Arkib Negara Malaysia. 
533 Cawangan Pemeliharan Dan Reprogram Unit Jilid Dan Pameran, 7 July 2009, file PHG/KTN/201, Senarai Fail War 
Damage Comission, Pahang, Arkib Negara Malaysia. 
534 Cawangan Pemeliharan Dan Reprogram Unit Jilid Dan Pameran, 7 July 2009, file PHG/KTN/215, Senarai Fail War 
Damage Comission, Pahang, Arkib Negara Malaysia. 
535 Cawangan Pemeliharan Dan Reprogram Unit Jilid Dan Pameran, 7 July 2009, file PHG/KTN/205, Senarai Fail War 
Damage Comission, Pahang, Arkib Negara Malaysia. 
536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199. 
537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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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潮也无法驶入。因而，较小且能往返于哥打巴鲁、关丹和新加坡的乐桑轮船，成了人民

主要的交通之一。538 

 

   

图 5.11 与图 5.12：关丹机场的零式战斗机539 

 

   

      图 5.13：1946 年关丹造船厂的部分残骸540        图 5.14：1946 年造船厂废弃的木船（上）541 

 
538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22. 
539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13. 
540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15. 
541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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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5：1947 年的造船厂542                                图 5.16：1954 年的乐桑轮船543 

1945 年 9 月 1 日，第七独立队于关丹举行九一烈士追悼会，以纪念石山脚悲剧。

544翌年 9 月 12 日，关丹华人社会庆祝中华民国抗战胜利及纪念中英胜利，商户悬挂国旗

并修业一天。游行队伍由林君兴、李胡、廖文益、陈亲安及陈珍珠 5 名领导领队。1945

至 1947 年间，甄南育就读的振华小学，皆有在第一操场举行中国国庆日与抗战胜利纪念

日，后者在每年的 8 月 15 日进行。在国庆日，会有队伍游行、国歌演唱、代表演讲与食

物分派的活动。1947 年，中华商会因意见分歧，导致殉难侨胞的公葬事宜未果。同年，

商会统计受害侨胞的数额，并呈报当局。第二年，商会又致函各社团，统计受害侨胞的姓

名籍贯。海南会馆调查完毕后，向商会缴交共计 80 名男性与 1 名女性的《关丹殉难琼侨

名籍表》（图 5.17）。广西会馆亦寄送商会殉难同胞的登记信件（图 5.18）。同时，商会

筹得 2900 余元，计划在前街与后街角头的榕树，建造抗战死难同胞纪念碑。545  

可惜的是，自马共与英政府决裂后，为了避嫌，关丹华社不再举办相关纪念会。筹

办纪念碑的工作亦戛然而止。546正如 1948 年 9 月 16 日，南洋商报记者所报：在马来亚胜

利纪念日，“鉴于目前之不靖时期，不宜举行庆祝”，商家仅升旗庆祝、自由休业。不过，

“回忆前年今日之热闹，实使人无限感伤”。547时至今日，仅知海南会馆在海南义山，有座

 
542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15. 
543 Chan Meng Sing, Early Kuantan in Pictures 1903-1963, 222. 
544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349。 
545 郑萃梓撰、彭清瑞编，〈本会年谱记略（1946-1978）〉，页 195-196。 
546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时，曾有相关单位要在关丹联合举办纪念会，同样没有社团出面回应。见附

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547 〈马来亚胜利日关丹商家升旗庆祝〉，《南洋商报》，1948年 9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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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死难同胞的总墓。总墓现已翻新，没有早前的建造痕迹，不过碑上显示它在 1944 年

已经存在（图 5.19）。在甘孟华人义山，则有 1 座抗日烈士墓，每年清明节皆有民众前往

吊唁；以及 1 座抗日军墓（图 5.20）。在郊外的雅姆华人义山亦有 2 座相关公坟，分别是

抗日烈士墓与死难同胞墓。548其中的抗日烈士墓，应为以雅姆为主要驻地的七独所建。 

 

图 5.17：1948 年的《关丹殉难琼侨名籍表》549 

 

图 5.18：1948 年关丹广西会馆寄送中华商会的殉难同胞登记信件550 

 
548 见附录 3手稿图：3.3甄南育手稿（3）。 
549 笔者于 2022年 4月 24日，摄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展区 8：家国沦陷 英勇抗日。 
550 笔者于 2022年 4月 24日，摄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展区 8：家国沦陷 英勇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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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1944 年关丹海南会馆死难同胞墓551 

 

图 5.20：1947 年甘孟抗日军何福东之墓552 

 
551 关丹海南会馆主席陶启顺于 2021年 4月 27日，以手机转发予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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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战争后期，第七独立队作为关丹的抗日主力，以其越趋强大的基地，为关丹乃至东

彭的日军带来巨大冲击。这让盟军在关丹的反攻，变得更为顺利。在英国军事管理局来到

前，七独以人民委员会的身份，在关丹实行短暂统治。其中的审判亲日份子活动，虽是正

义之举，但免不了一些市民公报私仇、抗日军袒护同行，从而使华社蒙上了些许的恐怖气

息。在英政府回归后，华社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并向政府征求战争赔偿。华社对战争的纪

念事宜，同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及至英政府颁布紧急法令。  

 

 

 

 

 

 

 

 

 

 

 

 

 

 

 

 
552 笔者于 2021年 10月 3日，在简宏兴的引领下，摄于甘孟华人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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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首先，本文理出了关丹华人在 19 世纪的南来、人数、居住区与行业等情况，并得

知日本侨民亦住在华人街（后街）的线索。接着，拼出了日本侵略前，华人对于中国抗日

的多种支持。这包括以比赛、表演与义卖等方式筹款；捐赠债券、衣物与卡车等物品；抵

制一切与日本相关的人事物；挺身而出成为机工、兵友与扶助难童。整体的抗日始于

1937 年，在 1939 年达到高峰，并于 1941 年联合英国抗战。此外，也了解到后街的日本

侨民，曾在战前为日本探查关丹的情形。 

其次，发现在 1941 年末，日方在关丹机场、直落尖不辣海滩等地势如破竹，而英

方只能进行焦土政策的场面。如销毁林明矿场与关丹机场。在日军的大肆进攻、英军的陆

续撤退下，关丹华人唯有逃到郊外。而后，笔者亦得知 13 名华人惊心动魄的出逃情况，

以及他们躲藏的地点与生活。还从中发现，华人除了与同胞互助，亦有援助马来人与英国

人。同样地，在访谈者的帮助下，笔者得以汇出日军肃清关丹华人的地点与情况。这包括

7 个逮捕区：士满慕、哈芝阿末路、第一操场、后街、前街、林明操场与甘孟；以及 3 个

屠杀区：直落丝丝海滩、直落尖不辣海滩与第一操场。  

自 1942 年开始，关丹华人在皇民化及高压并行的统治下，一方面接受日语教育、

日式娱乐，另一方面又遭受日军的压迫、掠夺、拷打与虐杀。在当时的华人看来，8 间宪

兵部均是避之唯恐不及之地；如造船厂、矿务局的武装基地，是赖以生存的工作场所，但

并非所有人都有好的待遇（除了与日本人交情较好的工人或汉奸）；慰安所是女性的噩梦，

却又是她们得以从日军手中拯救无辜之人的场所；3 间日语学校基本以日语、体能与技能

教育为主，旨在培养遵循新秩序的强壮后代；娱乐场所为 2 间游艺场，而日军则有属于自

己的俱乐部。值得一提的是，虽说当时关丹亦有排华时期，但华人并未像其他地区一样，

与其他种族发生冲突。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伤亡。1943 年，关丹开始面临通货膨胀、粮食

短缺的问题。分派大米与粮食自给的计划，都无法解决华人的困境。 

1944 年，日军残暴松散的管制，关丹华人凄苦的生活，促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第七独立队的诞生。在对史料进行梳理后，获知了该队的第一中队与第十一中队，因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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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路的 3 大农场为驻地，而日渐壮大的抗战活动。笔者亦从得知了盟军反攻时，3 名华

人与其家人，在学校、街区与住所慌乱避战的情景。 

日本在 1945 年投降后，七独以人民委员会的身份，在关丹实行了短暂统治。透过

访谈者的叙述，可以发现人民委员会在审判亲日份子期间，发生了一些市民公报私仇、抗

日军袒护同行的可怕事件。可以说，这段日子并不比日据时期和平。所幸在英政府回归与

援助后，市场、矿场、会所与学校等逐步重开，华社的生活逐步恢复秩序。但在分析档案

局资料后，查到自 1947 年开始，政府所给予华社的战争赔偿，少于华人所实际要求的数

额。 

无论如何，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一切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从 1945 到 1947 年，皆

有举办抗战胜利、统计受害侨胞与讨论公葬殉难侨胞的活动。直到 1948 年，英政府颁布

紧急法令，所有相关事项才被迫中断。最后，也大致理出了现今所有的 5 座相关墓碑，包

括：关丹海南会馆死难同胞墓；甘孟华人义山的抗日烈士墓与抗日军何福东之墓；雅姆华

人义山的抗日烈士墓与死难同胞墓。 

以上是本文对二战前后关丹华人社会的研究，亦是对当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一点

补充。虽有诸多不足，仍期望此文能够促进关丹华人的历史记忆，认识与谨记先贤长辈在

同个地区所经历的一切，不忘平安的来之不易。 

同时，亦希望拙文可对往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些微的借鉴。即是以以小见大的方式，

去挖掘这段历史更细致、多面与深入的一面。看看其他马来西亚地区，有否相同或相异的

内容，加深对华社在抗日与日据时期的认识。最终丰富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让华社持续

从历史中学习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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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重要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中文 英文 

关丹 Kuantan 

彭亨 Pahang 

北根 Pekan 

马兰 Maran 

而连突 Jerantut 

登嘉楼 Terengganu 

瓜拉关丹 Kuala Kuantan 

美塞拉 Beserah 

柏努 Penor 

双溪卡浪 Sungai Karang 

乌鲁关丹 Ulu Kuantan 

乌鲁乐芭 Ulu Lepar 

英迪拉马哥打 Indera Mahkota 

双溪林明 Sungai Lembing 

甘孟 Gambang 

佐治·玛史威公爵 Sir George Maxwell 

关丹河口 Kuantan River 

“威尔斯太子号” HMS Prince of Wales 

“却敌号” HMS Repulse 

日军第 18 师团佗美 Takumi 

马来亚海战 Sinking of Prince of Wales and Repulse 

宪兵部 Kempetei 

珍珠港 Pearl Harbor 

哥打巴鲁 Kota Bah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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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将军 A. E. Percival 

前街 Main Street 

后街 Wall Street 

威廉·莱恩汉 William Linehan 

室利佛逝 Sri Vijaya 

陈明星 Chan Meng Sing 

弗吉尼亚·马得胜·胡克 Virginia Matheson Hooker 

阿都拉·阿都卡迪尔 Abdullah Abdul Kadir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旧报网 NewspaperSG 

丹斯里沙里曼 Tunku Tan Sri Dato' Shahriman 

威尔弗雷德·劳森·布莱斯 Wilfred Lawson Blythe 

弗兰克·斯威特纳姆爵士 Sir Frank Swettenham 

玛洛夫、胡先翁、瑟曼 

 

Mohd Zulfadli B Md Maarof、Nordin B 

Hussin、Ahmad Ali B Seman 

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尼古拉斯·道奇 Nicholas N.Dodge 

茜德胡 M.S.Sidhu 

袁彩琳 Yuen Choy Leng 

金马伦 Cameron Highlands 

陈是呈 Tan Chee Seng 

阿罗斯 Azhar Mad Aros 

凯文·布莱克本 Kevin Blackburn 

巴素 Victor Purcell 

安达娅、伦纳德 Andaya,B.W.、Andaya,L. 

何慧玲 Ho Hui Ling 

杰雅玛拉 Jeyamalar Kathirithamby-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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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明石阳至 Yoji Akashi 

卡特洛斯卡 Paul H. Kratoska 

“军用票”、“香蕉钱” Japanese military currency 

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在线查找辅助工具-马来西亚国家

档案馆 

Online Finding Aids-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林明博物馆 Sungai Lembing Museum 

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图片库 National Archives Image Library 

陈钊影社 Chan Chew Photo Studio & Glass Suppliers 

苏门答腊 Sumatra 

甘榜丹绒亞庇 Kampung Tanjung Api 

甘榜关丹人 Kampung Orang Kuantan 

单马令 Tembeling 

阿都拉·阿都卡迪尔 Abdullah Abdul Kadir 

华人村 Kampong Cina 

林亚三 Lim Ah Sam 

哲莱 Jelai 

吉兰丹 Kelantan 

陆佑 Loke Yew 

约翰·罗杰 John Rodger 

沃尔 A. H. Wall 

马来亚移民与劳作计划委员会 Commission of 1890 

彭亨战争 Pahang War 

瓜拉立卑 Kuala Lipis 

关丹空军基地 RMAF Kuantan Air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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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彭亨联合有限公司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双溪柏拉河 Sungai Belat 

义成有限公司 Yee Shing Company Limited 

张育聪 Cheong Yok Chong 

黄成庞 Ng Sing Phang 

甘育杭 Kan Yok Hang 

黄亚养 Wong Ah Jang 

潘先兴 Phua Ah Heng 

李胡 Lee Woo 

林和历 Lim Hoe Lek 

黄亚养路 Jalan Dato Wong Ah Jang 

林和历路 Jalan Lim Hoe Lek 

吉隆坡 Kuala Lumpur 

怡保 Ipoh 

永顺公司 Yong Soon & Co 

橡胶热潮 Rubber Boom 

关丹日本人会 Kuantan Japanese Society 

甘马挽 Kemaman 

瑚成戏院 Sultana Talkies 

邵氏中山影戏院 Sun Talkies 

甘孟公立培英学校 Pei Ying School 

美以美女校 SMK (P) Methodist Kuantan 

关丹大华银行 UOB Branch - Kuantan 

宋卡 Songkhla 

北大年 Pattani 

卡内基 Mr.A.C.Carne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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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联合作战司令部 Combined Operations Headquarters 

第 7 号公报 Communique No.7 

巴洛 Balok 

直落尖不辣海滩 Teluk Cempedak 

士满慕 Semambu 

文森特·贝克 Vincent Baker 

泰缅铁路 Burma Railway 

白娜·贝克 Nona Baker 

乌让 Gudang 

祈福学校 Clifford School 

亚益布爹路 Jalan Air Putih 

零式战斗机 Mitsubishi A6M Zero 

神风特攻队 Kamikaze 

红土路 Jalan Setali 1 

武吉士东阁路 Jalan Bukit Setongkol 

大雅凌 Galing Besar 

雅凌山 Bukit Galing 

武吉士吉老路 Jalan Bukit Sekilau 

水晶屋 Crystal House 

林明吊桥 Jambatan Gantung Kolong Pahat 

哈芝阿末路 Jalan Haji Ahmad 

班珍 Panching 

达鲁马末体育场 Stadium Darul Makmur 

雅姆 Jabor 

张女士 Ethelin Teo 

万金油 Tiger B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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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遮兰雷 Jeram 

亚罗阿卡 Alor Akar 

直落丝丝海滩 Teluk Sisek 

浮罗曼尼 Pulau Manis 

峇株沙瓦 Batu Sawar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彭亨公共工程部 Pahang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文德甲 Mentakab 

文冬 Bentong 

脚气病 Beriberi 

新路、双溪英 Sungai Jing 

双溪奥尔 Sungai Aur 

苏丹阿布·峇卡 Sultan Abu Bakar 

彭亨河 Pahang River 

敦阿都拉萨·胡先 Abdul Razak Hussein 

加格矿区 Gakak Mine 

奎宁 Quinine 

第一操场 Hadapan Masjid Negeri Pahang 

彭亨壁球学院 Pahang Squash Academy 

麦当劳 McDonald's Teluk Cempedak DT 

皇民化 Japanization 

薰堂 Kundo 

拿督马哈茂德 Dato Mahmud 

日本地方行政官 Gun Shidokanho，Officer in Charge of 

Promoting th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小畗街 Kobatake 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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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霹雳 Perak 

道路保护协会 Road Protection Society 

彭亨华侨协会 Oversea Chinese Association 

敌方财产保管人 Custodian of Enemy Property 

关丹横滨正金银行有限公司 Yokohama Specie Bank of Kuantan Limited 

印度有利银行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关丹汇丰银行 HSBC Bank Kuantan 

关丹邮政总局 Pejabat Pos Besar Kuantan 

彭亨警察特遣队总部 Pahang Contingent Police Headquaters 

彭亨政府大廈 Wisma Sri Pahang 

联邦政府大厦 Wisma Persekutuan 

彭亨伊斯兰教法院 Mahkamah Syariah Negeri Pahang 

苏丹阿末莎清真寺 Masjid Sultan Ahmad Shah 

南京旅馆 Nam Keng Hotel 

海关大廈 Wisma Kastam 

荣兴建设公司 Weng Heng Construction 

商办学校 Shang Pan School 

关丹马来亚银行 Maybank Jalan Bukit Ubi Kuantan 

关丹加德士油站 Caltex Kuantan 

直凉 Triang 

温寿 Wan Sow 

张成庚 Cheong Seng Kang 

丹绒隆坡大桥 Jambatan Tanjung Lumpur 

巴登拉浪路 Jalan Padang Lalang 

丹绒阿比路 Jalan Tanjung Api 

云冰 Rom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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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角泽 Kakusawa 

威林克矿区 Willink Mine 

广福庙 Tokong Kong Hock 

最高统帅 Supreme Commander 

新秩序 Shin Chitsujo 

彭亨学校督察官 Inspector of Schools in Pahang 

德伦敦学校 Sekolah Teruntum 

中学三年级 Koto San Nien 

慕斯达法 Mustapha 

莫达 Mokhta 

阿都拉学校 Sekolah Abdullah 

拉马林根 A.Ramalingam 

马来半岛 Malai Pan Tauw 

兴南彩券 Konan Saiken 

印度独立同盟 Indian Independence League 

昭南军事长官 Syonan Military Administrator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Toyo Takushoku K.K 

彭亨东部商品公司 Pahang East Commodities Corporation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Mitsubishi Shoji Corporation 

四处咖啡厅 Mana Mana Cafe 

公共餐厅 Public Restaurant 

粮食自给计划 Food Sufficiency Plan 

粮食增产运动 Grow More Food Campaign 

官制农场 Kansei Famrs 

华侨农业公司 Overseas Chinese Agricultural Company 

粮食作物种植者证 Food crop cultivators'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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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私人购买者证 Private purchasers' cards 

甘榜爪哇 Kampung Jawa 

《民意报》 Berita Pendapat Rakyat 

而连突 Jerantut 

贝壳公园 Taman Kerang 

B-24 轰炸机 Consolidated B-24 Liberator 

轻型轰炸机 Light bomber 

民政事务处 District Office 

小雅凌 Jalan Kubang Buaya 

B-25 轰炸机 North American B-25 Mitchell 

丹那布爹渡轮 Tanah Putih ferry 

查普曼 Chapman 

英国军事管理局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英国皇家空军 Royal Air Force 

供应官 Supply Officer 

达科塔军用运输机 Dakota 

桑德兰水上飞机 Sunderland 

战争损失登记处 Register of War Damage Commission 

廖声其 Liew Siah Kee 

黄金枝 Ng Kim Kee 

黄纯 Wong Soon 

中文 英文 

宪兵队长大桥 Ohashi 

马来亚索赔专员 Claims Commissioner 

战争风险保险 War Risks Insurance 

乐桑轮船 Resang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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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  访谈稿 

2.1 甄南育口述访谈 

日期 2/1/2021 

时间 1:30pm-2:50pm 

地点 关丹明记海鲜饭店包厢 

参与人 Z：甄南育 

G：高嘉雯 

录音 1 

G：您刚刚说到抗日军的成立。 

Z：抗日军一开始是叫做 Kuantan 抗日军的游击队，虽然很大队，只是放作游击队这样的

名称，到后期打了两三年后，就这个芙蓉、文德甲、文冬的第六人民抗日军独立支队的领

导人，章凌云他们才联络到 Kuantan 的游击队，就成立 Kuantan 第七人民抗日军独立支队，

是这样来的，很后期，打不到一年，日本人投降了。所以现在所有纪念抗日军的一些著作

的口述，都还放着“第七人民抗日军独立支队”。 

G：所以它是在 1943-1944 年之间成立的吗？不是在一开始就成立的？ 

Z：差不多到 44 年，45 年日本人投降。它是在最后一年正式成立。我们从老人家口中

（得知）出名的人物就是曾冠彪，外号在马丁，他也出了一本书，香港出版的，叫作《马

来亚人民抗日军》，其中一篇“第七支队”是由他写的。他写得很详细，这场战争怎样跑，

①Jabor 是初期游击队的大本营，Jabor 也叫海南村。后来为了长期打战，要避难又要生活，

吃的东西从哪来？日本人比较难到 Jabor 的大森林里，他们（就）在那边开农场，也养猪

养鸡。后来打战紧张了，准备撤退又成立第二农场，跟着下来第三农场。在他们的著作也

有写，我们听老人家的讲法也是一样。 

 ②第二农场以前叫作 Batu Sawar，就是差不多 Sungai Lembing 高桥那边。你要去

Sungai Lembing 半路不是有个大桥的？它还没到大桥，就在河这边，就在 Batu Sawar 胶园

后面后面的大山，日本人不容易达到。那个时候叫 Batu Sawar，以前有一个小市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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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日本人也霸了那个警察局，在抗日军的回忆录里，Batu Sawar 就曾经被游击队攻

陷，打入警察局，抢掉军队军火。当时一个小队长，也给对方打死。曾冠彪写得很清楚，

我们老的工友都有跟我讲，好像叫作曾帆道（音译）。他那时十五岁，他也参加（抗日

军）。十五岁就拿得起枪了。他讲的时候我已经看过这本书，所以我就知道。 

 ③第三个农场就是 Sungai Lembing 的新路，我们要去 Sungai Lembing 的彩虹瀑布

（会）经过的。那边是最后一个大本营，叫做第三农场，日本人没办法到那边。所以

Kuantan 的游击队能够坚持，越打越强，就是因为后面的基地很强。 

G：有机会可以访问那位你说 15 岁就参军的？ 

Z：去世了。他大我十年，如果他不死都九十了。 

G：好可惜。 

Z：现在我口述的，跟我昨天给你的（稿）所讲的那些人，全部都在五六年前去世。如果

十年前你叫我找这些人，他们全部当面跟你说更精彩。 

G：跟你确认一下，Jabor 是哪里？ 

Z：Jabor 属于 Terengganu 州管理的，从 Semambu 过了不是有一个义山，还有一个福泰兴

火葬场，有听过吗？那边进去有一个 Asli 村，再下来就是有个海南村，叫作 Jabor 新村。

你如果在 Kuantan 读过书，（会）有听过 Jabor 的校长第一个是陈玉康，在 Jabor 华小做

校长，第二个是从 Penang 来的，叫作彭清瑞（音译）校长，他对我很好，他目前还在。

Jabor 就是抗日军的大本营，也是后期马工游击队的大本营。 

G：（第一稿）当时你说全部人跑去大芭逃难，是日军当时抓华人来杀吗？ 

Z：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答复你，日军还没打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还没向太平洋发动战争，

已经在中国打了三年半。中国差不多要灭亡了，我们海外华人心里面很急，因为华人民主

主义、爱国心很强。每个来东南亚国家的华人都是为了来找吃，找到钱就（寄）回国。因

为国家（中国）太困难，所以全东南亚国家就有这个中国救亡运动，到处大大小小的地方，

华人都有展开罢日本人，叫人家爱国，捐钱给中国。甚至很多年轻人回到中国去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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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那么这种情形，当日本人南下打太平洋的国家，包括马来亚，当然是针对华人。所

以（针对）你刚才的问题，他们只是找华人吗？杀华人吗？这个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他们对付华人，是已经对华人社会的情况摸得很清，因为日本人还没有打南

洋这些有华人地方的时候，日本人早期已经有来马来亚做生意，文化工作也有，所以他们

以及被利用来了解这个华人社会，了解这个国家、马来社会。所以你说针对华人，这个是

对的。但是很多马来人里面，反对战争的，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他们反抗也照抓照杀，不

过人数就比较少。 

G：你当时看到是这样子（的情况）？ 

Z：对。所以说日本打中国这么惨，现在打到我们这里来。第一我们就是要避开，因为他

们的罪恶老早就传到这里。那时候什么《南侨日报》、《中国报》、《中心报》已经谈到

乱了，华社（反应）很热烈了。第二个我要讲，当时中国展开救亡运动，向华侨找钱，比

如陈嘉庚号召南侨机工回去云南那边运输战资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打到来，但这个宣传

就很厉害了。第二宣传叫作武汉合唱团，当时武汉合唱团到新马两地，其他地方（就）没

听说，（来）宣传怎样抗日。 

G：有来 Kuantan？ 

Z：Kuantan 不懂第几次来。当时武汉合唱团出了回忆录，我 send 给 Sungai Lembing，我

手上还有没有，我要回去找。头尾来两次，宣传怎样抗日，当时武汉合唱团里面，就有一

个和声合唱团的老师，李国祯先生和其他很崇拜的人，他就是……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他就来 Kuantan，除了搞演出、合唱，唱爱国歌曲，也作了一篇演讲，叫作《怎样打游

击》。他亲自口述，比如（在）武汉合唱团头尾来的两次筹款。 

 那么全马比较，谁给的钱最多呢？那么 Pahang 里面给得最多的就是拿督林振辉的

爸爸 Lim Hoe Lek，也是福美兄弟公司，给了当时一万块的英币。 

G：他是 Kuantan 人，对吗？ 

Z：谁都听过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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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武汉合唱团就上 Sungai Lembing 演出过一次。所以解决你这个（问题），日本人是不

是针对华人，那么我又说他们未必针对华人。我就从我在 Bukit Ibam，以前我做建筑的时

候做到那边，就听到那边有一个 Dato，这个 Dato 娶三番婆的。Kuantan 以前在华侨银行

那排有个旧店，叫作星球旅店。他的岳父，他们是海南人。因为我们那时的 Sultan，应该

是 Tunku Abdullah（纠正：是 Abu Bakar Ri’ayatuddin al-Mu’azzam Shah），（他）带着他

的皇族逃难，沿着 Pahang 河一直上到 Sungai Aur，Sungai Aur 弯进去就是 Sungai Kiri 附

近。最早的华人都会娶三番婆的，这个（Dato）他有做屋子，其中一个就给 Sultan 住。

Sultan 都逃难，你说马来人怕不怕？ 

 在 Pahang 州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里，马来军最强的都是 Pekan 的，马来人也参加抗

日军，所以 Sultan 都要走。我听到的老人家（这么）跟我谈，我有去参观那个（屋子），

也很烂了。后来日本人特地找人很诚恳地跟 Sultan 讲，“我们不杀马来人”，他就回来

Pekan 了。就是去到 Sungai Aur 不久就回来。这些 Pekan 的老家伙都跟我谈一点点。 

G：所以他们最后都跟日本合作了吗？ 

Z：他（日本人）当然不喜欢你支持抗日军，合作不合作都讲不得，他的刀和枪在你面前，

你敢多讲吗？ 

G：这里（第一稿）你有说，日军进入 Kuantan 之后，在 Sungai Lembing 号召民众出

来…… 

Z：那个叫作大检证。 

G：是在 Sungai Lembing 的大操场还是？ 

Z：这个检证真的听得很少，应该再问其他人。 

G：嗯……当时很多华人都被抓走？ 

Z：当时抓去杀头的集中地是 Taman Gelora。我小的时候十几岁，一放学假期到处跑，也

去海边玩水钓鱼，我爸爸禁止我们到那边，绝对不能去那边。Teluk Cempedak 当时是很

小的路，我们都可以去那边（Taman Gelora），就不能弯到很靠近，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地

方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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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你这边（第一稿）有说你爸爸当时帮日军做修船的工作，就想问他的工作待遇怎么样？ 

Z：当时日本将军都要投降了。我（迁移）的过程是这样的，从 Sungai Lembing 下来，我

已经五岁，五岁那时下来 1945 年。应该是 43 年中下 Kuantan 一年多，日本人投降。我爸

爸在日本人的船厂，Padang Lalang 那边，修理他（日本人）的船，他是机器工人。 

 做不到一年，不懂谁做鬼（汉奸），说我爸爸曾经支持抗日军，所以调他去问话。

我爸爸讲，日本人的马来话很粗（不流畅），就有另一个（翻译员）翻去马来话，没有华

人翻译。我爸爸说“我不会（马来话）”，他说日本人有说“Awak mau mata-mata？”，就是

说要帮（日本人）做警察去抓抗日军。那时抗日军还大量活动，抗日军打得很厉害，日本

人损失很厉害。我爸爸说不做，（日本就说）“Tak mau，potong kepala”，再说回去，明

天再答复。我爸爸回去第二天就发烧发冷，不能够起床，日本兵没有来。再第二天，日本

人的“kepala”，就是修船的工头、工兵，亲自来看我爸爸。然后把我爸爸病得要死的病情

跟他（日军）讲，叫他做安排。抗日军的事就不再提了。结果我爸爸病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差不多要死了。 

 为什么我那么记得？因为当时英国联军反攻日本，差不多要投降，那个飞机整天来

炸。以前日本人来的时候也有飞机来炸，他们就做了防空壕，在地下挖了个大洞。（像）

人这么高，这么深。面上就铺一些干掉的椰树干，铺得很密，还有麻包袋、草席，再堆上

泥土，又种些草。飞机上看到就好像平地。这个洞没有盖完，一半钻进里面，里面做一些

小的凳子、草席，坐在那边等飞机过，不把我们炸死。因为听到警报响，我就拉我爸爸下

楼。那时是（住）马来人的高脚屋，我弟弟三岁，我五岁，爸爸说下不得三级的楼梯，让

我们去，我妈妈不懂去哪里。我就和弟弟跑进去里面（防空壕），希望那个炸弹不要炸到

我们附近的家。那时候爸爸病，就印象很深，（他）很瘦，好像鬼这样，给日本人吓坏。 

G：那个战壕你可以画出来吗？ 

Z：等下我画给你。 

G：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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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好了，现在说回头话，为什么他们说我爸爸曾经支持抗日军？我爸爸亲自跟我说的，

日本人、武汉合唱团还没来的时候，本地人就举办游艺场，搞游戏、赌博、拿奖，就展开

筹款，筹到的钱寄回中国。当然，当时已经有一些抗日的组织活动了。我爸爸当时就做财

政，他说当时有钱有地位的说捐多少多少，到最后去收钱很多都不认帐。他说那时交的帐

都不好看。当时在一个社团里面，最难做的就是财政。现场给戒指、手表就容易。他（当

时就是）救亡运动里面的一个成员，做财政。他的表弟，叫作 Ah Ong（音译）的就做秘

书，他在中国已经读到中学才来的，后来他也病死。应该是姓余，正名我忘了。他俩表兄

弟当时是得力助手，一个财政，一个秘书。提起这个事，是因为他知道我出来工作，参加

社团活动，我也负责一些职位。他就说什么都好做，别做财政，很辛苦。 

 那么后期，投降了以后，我爸爸会唱一些抗日军的歌，比如《进行曲》，他们用广

府话唱的。那时候我爸爸三十岁了。我们读书的时候是用华语唱。那么其他很多 Sungai 

Lembing 人都有谈（背景），就没有追究了。所以我爸爸的背景就是这样。 

 我们逃难逃到 Sungai Lembing，（当时）有分广府帮、客家帮、海南帮、广西帮，

就是各个部门不同，好像下地里挖矿的是客家人和海南人。广府人全部做机器的，机器房

里修理火车、机械，还有一些打铁的烧炭工。现在如果有人介绍你去 Sungai Lembing，有

一个叫作 Kaka 锡矿，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作水晶屋。那边相当远，去了过了 Sungai 

Lembing 最高的吊桥，还要进去里面。水晶屋河边的大芭，他们就都躲到那边（日军入侵

时），以前的名字叫作广西村。躲了一年多两年，日本人平定了，Sungai Lembing 也霸了，

锡矿厂也开了。我爸爸讲，没杀人，就请人回来（工作），要杀的也杀了。很多人就出来

做工，Kuantan 也请人下来做工。 

 我问我爸爸，（日本人）要采下来剩下的矿石，找它的铜矿。我说要铜做什么？要

做枪炮的子弹壳。他们缺乏这个。我爸爸还这样跟我解释。 

G：当时（爸爸被抓时）知道是谁去告密的吗？ 

Z：这个就不知道了。你看隔了那么多年，开始呢，当然做汉奸的人不多。后期，在（日

军）统治下，一些没有什么意志力的人，认为以后都是日本人的世界，（日本人）要做什

么就做。有些就（被）逼乱乱讲（供词），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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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所以你说和声要建碑的事，是说在 Taman Gelora 的大石头旁边是日军杀人的地方？ 

Z：他就在那个海边杀。现在要讲清楚，以前（去 Taman Gelora 的）那个森林去到海滩很

远的。就这几十年那个水一直冲，以前石头不多，现在石头差不多露出来。那地方就小了，

差不多到山顶。 

G：以前（Taman Gelora）就是森林密布的？ 

Z：对，也有海滩，好像 Teluk Cempedak。 

G：那个石头具体在哪里？ 

Z：你应该去绕一绕看。 

G：好。然后你说那时有在 1996 和 1999 年的时候都失败对吗？一个在 Taman Gelora，一

个在义山。 

Z：嗯，义山是大家决定在 Taman Gelora 那边不要建了。那时我们 Kuantan 的政治问题，

大概 1990 多年的时候，华社竞选，那时我们华团主席和中华商会主席，是洪存美，是南

大回来的，也是福建会馆的。他讲我们申请搬迁光华小学、安老院、华人义山的地点，这

三样东西申请了这么多年，没有答复。这次大选之前如果不答复就叫 Kuantan 市民投反对

党，结果搞到华社里面就吵，认为洪存美是支持反对党的人，害马华选出来的人去输。所

以华团和中华商会改选的时候，就把洪存美拉下来。隔了一两年，大概是 2000 年，这个

安老院、华人义山也批准了，那么和声也帮忙筹第一次钱。这样的时候我灵感就来了，我

在广肇会馆曾经做过理事，我就用会员的身份提议，华团义山已经批准，我们应该重提在

华团义山建和平纪念碑。结果没有通过。 

G：然后你说（第二稿）对日本在 Kuantan 经商的状况不是很了解对吗？就是在日本打战

前的时候。 

Z：嗯。 

G：不是说 Kuantan 是一个有名的商业港口，日本人怎么会没有来经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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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这个我真的很少听人家讲。我这边还有一份（第三稿），昨晚我又补充了一些（资料）

给你，大概有一点帮助。这里提到日本人的罪行、关于慰安妇，应该给你知道。还有抗日

军公审汉奸走狗。 

G：感谢你。所以你当时只知道日本人来开照相馆，做间谍的情况，对吗？ 

Z：这个他们在抗日军的回忆录里有提到。比如这里过了 Kemaman，到 Kemasik 有个海南

村。在 Kemasik 的市区我也工作过一个时期，他们有说有间店是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得

空就这边照相，那边照相，变到整个 Terengganu 到 Kemaman 到 Kuantan 的路况和人事，

都交给日本的侵略军，所以他们了如指掌。 

G：就在来 Kuantan 之前已经知道全部的情况了。 

Z：也不单是 Kemasik 有个照相馆是日本人开，Kuantan 也有这样的情形。这个是以后

（前人）回想起来，（发现）原来是这样。 

G：Kuantan 是在老街吗？ 

Z：以前只有前后街跟 Air Putih 而已，没什么街的。Bukit Ubi 只是一条路，要上去 Sungai 

Lembing，全部是板屋的商店。现在有砖瓦的就是前后街。 

 所以我爸爸就说了，为什么日本人来从泰国那边登陆，十月多一条路就攻打下

Kota Bahru，从陆路上一直踏脚车打到 Kuantan 已经一月多了，大概过了二十天。日本的

舰队既然可以轰炸美国的珍珠港，海军这么强，应该从海边上岸，Teluk Cempedak、

Pekan 港口或者 Kemaman 港口。为什么不上？当时英国政府也知道日本的海军会从东海

岸登陆，所以你看（现在）Teluk Cempedak 不是有那个地堡？那个炸人的炮孔就向着海

边，一直到 16 英里。一直到深水码头、跟这个 Balok、还有我们 Teluk Cempedak。如果

你的船从海边登陆，我的军就射你。英国人已经建造了很多（碉堡），结果日本人不从海

边来，从陆地来。就（因为）和这个照相馆调查（了）路，已经很清楚了。日本人很有头

脑的。 

G：所以就踏脚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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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完全没抵抗。所以我爸爸说当时英国用的很多 Mangkali 兵就在 Teluk Cempedak 拿枪

向着海，结果人家从后面来，全部投降了，（被）抓了。Teluk Cempedak、Beserah 这些

小兵营不用开炮，全部投降。  

G：然后你说（第二稿）你知道有筹赈会帮助中国抗日，那你知道这些筹款的是属于什么

机构吗？ 

Z：之后都没人说了，也不敢说。因为日本人投降以后，就英国人回来重新统治，当时抗

日军、游击队主要的政党是马来亚共产党。那时共产党是响应国际的，当时（英国人还没

回来）他们统治全马三个月，是抗日军做政府，派粮食、衣服，跟着就要求脱离殖民地，

要独立。当时就到处举行争取独立的活动，结果英国人（一回来）就出手封你们这些民间

团体、文化团体，知道是领导人的就抓。变成英国的警察和军队对付以前的抗日军，英国

已经分不清抗日军里，哪个是支持国民党，哪个是支持共产党的。总之看脸孔是华人（就

抓），后来（发现）马来人也有这么多。 

 在这样的时代里面，1945 年投降，46、47 年已经很混乱了。所以 48 年，叫作 620，

6 月 20 号正式宣布紧急法令，就乱抓。所以紧急法令的十多二十年来，一直在抓人，说

你是左派的人肯定是逃不掉的。谁还敢说以前的抗日军，那些负责人走了不要紧，那么现

在知道的也不敢讲。所以当时这个国家没有敢说话的，我们这些做后代的隔了这么多年，

当然没有听到。现在只能够从人们的回忆录这边找一点，那边找一点没人亲口和我谈过这

些。只有一个，我昨晚写给你的（第三稿），李胡的侄儿李盛，他是在新加坡读到中学回

来，只有他跟我谈一点点而已。还有一点就是我讲 Jabor 的山路那边，一个叫作龚锦文，

在 Semambu 路打死日本人的故事。他也是中学生，他很后期才跟我谈一点点，但也已经

帮不到我什么。我认识的知识分子型就是这两个人。其他的可能不认识，没来往。我追这

个事是在 97 年以后，（和声）要建碑，找这个 Kuantan 抗日的故事，听到谁讲就谈一点

点。 

G：如果已经不能清楚真正组织的大机构的话，这样可以说是那些籍贯团体（各自）筹款

回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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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不过有一点迹象可以找出来，我有谈到一个和声的领导人。你得空可以到和声看，那

个相片排在那边，李胡、李达、文华椿、蔡南坚，广府帮、客家帮，这些老老的人都是国

民党抗日军的支持者，都支持搞抗日援中的活动。 

G：和声是在哪里？ 

Z：Padang Lalang 那条路不是有一条叫 Tanjung Api？它对面叫作 Hotel Seri Malaysia，在

那排建筑的二楼。是我们最后筹款买下来的。你得空认识和声的人，不然我介绍你认识，

很多不是老师就是校长。创立和声的时候（也）全部是老师来的。我跟你提到当时有推动

这些（筹款）活动，抗日的人，我们和声有谈到一个叫区文庄（的），出了好几本小说的

文学家。他的笔名叫作韦晕，这个字你慢慢想想看，当时日本投降以后，他这个书就出版

了。第一本书我有看过，他写《乌鸦港上的黄昏》，乌鸦港就是巴生，年轻人（看）的，

属于爱情小说。后来和声有谈到这些元老，有人说想想“韦晕”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当时

谁都知道他（区文庄）是抗日军，他是搞文艺的。“韦”加一个船的字就是“违抗”的“违”，

“晕”（是）“日”和“军”，是不是抗日军？我就被老人家点醒了，原来区文庄是国民党抗日

军。 

 当时 Kuantan 的抗日军真的不分（左右）的。争取到最后，国民党没有反对英国人，

因为中国政府（一边）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一边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他们（英国人）是反

共，那么抗日军自然就不谈这个东西（抗日援中的事）。 

G：那你这里有说（第二稿）抗日军有对付亲日分子，是怎么对付？ 

Z：当时听到谁做鬼头的，他们是私刑（对付），都是死的。拿去山芭杀掉，有些在路边

就杀掉。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听说而已。 

 当时的人说做良民，（就是指）日本人给的良民证。所以过关拿出良民证，对着负

责人脱帽鞠躬。 

G：所以你当时看到日本人就鞠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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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一定要鞠躬，不鞠躬拿你去晒太阳，晒到没有太阳回去，很多都晕倒。因为普通人民

不懂这些，第一次出街匆匆忙忙的时候，他（日军）就叫你回来。站岗的日本兵一定拿一

支枪（打人），一些打得很伤。 

G：你亲眼看过吗？ 

Z：都是这样讲。所以这个事，你专访了我，你去访问这个九十一岁的老人家，梁荣业，

梁广告（Leong Art）的老板。我跟你安排。他说年轻人要问这些东西，不要太久才来，

我身体不大好，等下我讲不到话你才来（就不好）。他跟我谈很多这些，他大我十岁，我

八十一。 

G：那我下次去访问他。 

Z：这些你去找他补充，我讲不出，不能够编造故事。因为我看到、听到的很少，都是间

接听人说的，把它（资料）集合起来，求证（后得知）是没有骗我的才跟你讲。所以你拿

出我的名字，写“甄南育口述”……这个辩证法很重要，听的就是听的，看的就看的。是用

我所讲的，来证明另一个人讲的话，只有这样。 

G：就你可能可以给我你之前访问过的人的人名字。所以你这里（第二稿）写也不大清楚

那种针对华社的破坏活动，对吗？ 

Z：不大清楚。不过清算大汉奸的时候，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要吊死他（汉奸），就是因为

他做华人的宪兵，到处无恶不作，欺负人家妇女，强迫人家出钱。（还会说）如果你不听

我就说你是抗日军，被抓去冤冤枉枉。到处欺负人，后来就宣布他死刑。 

 不单单是这些，这个很多人跟我说，连我爸爸也这么说，在其他的回忆录也有提到，

所以我讲这个人。我爸爸认识这个汉奸的爸爸，他叫华益。以前的华益金店，在 Kuantan

大概是两间罢了，他的大老板很有钱，叫作张华益，用他名字做商店，开了很久就倒了。

他的儿子张成庚就是这个汉奸头，后来人家说他儿子一定要（被）宣布死刑，提早一天

（被抓），第二天公审。（张华益说）“谁敢抓我儿子？”我爸爸说他讲话是这样，很生气。

日本人来了几年，他儿子就做了几年的恶霸，以为自己大完。这个我就敢敢写出来给你。

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们（汉奸）做了日本人的走狗，真的是横行霸道。我要 kacau 谁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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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就谁的老婆，不敢讲半句，在 Kuantan 发生的。那么我给你参考的剪报，你可以回去慢

慢看，都是这种情形。 

G：那除了汉奸，你也有说除了李胡、文华椿还有林和历…… 

Z：这些华人侨领因为是有钱佬，日本来之前就已经调查很清楚了。对这些人当然是逼的。

人走得了，财产也要顾。（当时）老早就有了华人商会，这些多数都是和声的领导人。 

G：所以他们完全不会受到抗日军的对付？ 

Z：这个在回忆录有提到，抗日军调他们这帮人上去 Jabor 大本营一个个问（话），每个

都可以过关。（其中）有一个是潘先兴，以前 Batu Sawar 的胶原到现在还是他的。他因

为太帮日本人了，又怕得罪日本，又怕得罪抗日军，所以有警告他。之前的奉纳金他们都

有给，不然没有办法活。所以日本人就给他们做华人的侨领，华侨领导人。他们是这样写，

我爸爸也是这样讲。 

G：那他们应该是占据了彭亨州奉纳金很大的比重了？ 

Z：你敢不给吗？好像福美，有大把的胶园、土地，半个 Kuantan 的地都是福美兄弟有限

公司的。不到你不投降，假装不要得罪他（日军）。他（日军）进来收钱，他们也照给。

能给的，不能够给的，（日军）都知道。 

G：那当时你的家庭也有给奉纳金吗？ 

Z：我爸爸穷得要死。不是说每个都要给，是商家给的。他（日军）就告诉商会，我要这

个百万，你就去筹。在吉隆坡是这样，哪里都是这样。这个我做剪报的时候，我找给你，

方天兴做华总的时候，有提出日本拿五千万的奉纳金，现在加起来应该是五亿，日本人要

赔。结果过了几年，日本人不睬。这个是有证据的事。为什么能够收那么多，（日军就是

找）华商的头，商会的头，跟我找这么多钱，找不到就死给我看，就死都要帮他找。当时

这个几个华人的头是谁，我就不懂，没有人告诉我，那个钱是给（了）的，所以传到乱。 

G：所以你这里说的商人是一定有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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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我这些只是其中的，Kuantan 有钱人应该不少。日本人来之前，有钱人不少的。这些

出名的，又是和声的领导人，我就熟悉，时常谈起。 

G：然后你这里说你们当时用日本的香蕉钱，还有用英币，对吗？ 

Z：这个就精彩了。我妈妈、伯母跟我姑姑，她们时常谈的。好像李国祯的妈妈是我的姑

母，她买茶果，点心很便宜，在市区有来来往往，试过偷偷不用日本钱，一砸不值钱。

（用）铜钱，四方也有，她说半分钱（Single Duit），（价钱）四分之一都有，偷偷拿来

用，日本人知道就冤枉了，一定要用回日本钱。那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重要的东西呢，（用）一两块的英国钞票，不是英女王的，是以前那个老王的。

（战后）我三年级有回去中国，十二岁又再回来，住在 Jalan Gambut，马来学校后面。我

们小孩子（当时）十几岁就拿日本钞票来玩。大家都拿一叠叠很新的，多少年都还留下来。 

G：现在还有吗？ 

Z：现在没有。报纸上就好些人拿出来给人看。Kuantan 我们没有啦，如果你认真去追问，

大概有些老家伙有留下来。我们叫作香蕉钞票。 

G：你说被抓（用英币）会砍头，意思是英币禁止使用？ 

Z：你如果用英币，不用他的，他就说你反日本。 

G：我资料有说，当时市民的状况不容乐观，当时日本有把那些青年强制迁居，把他们带

去修铁路、开矿、垦荒，Kuantan 有这样的情况吗？ 

Z：没有，完全没有印象，没有人看过。如果有一定谈的，因为 Kuantan 的年轻人都好像

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有几件事件，你得空去看我昨晚写给你的（第三稿）。Gambang 一

批、Jalan Haji Ahmad 一批、Semambu 一批，全部扫去。还有前街（Jalan Bukit Ubi）后街

（Jalan Mahkota）那边，一车车去海边。所以没有年轻人敢在市区里面了。因为 Kuantan

也不是很大。 

 如果说 Sungai Lembing 的矿工，Sungai Lembing 四周围是山，一下子都跑去大山了，

抓不到了。Sungai Lembing 没有什么人抓，没有人讲（在 Sungai Lembing）抓到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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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tan 杀的。Pekan 有，在我们以前的图书馆的领导人，古南明（音译）的著作里，有

谈到 Pekan 杀了一百一十个华人和马来人的抗日军青年，在 Feri 头。因为有两个日军给人

打死了，日本集中他的兵搜查所有的年轻人，就用车载到以前的 Feri，现在没有 Feri，是

桥了，在那边杀。古南明写得明明白白。这本书本来中华商会图书馆那边我看了有抄起来，

但是（正本）送了给关中，我再去关中找，说没有这本书。Sungai Lembing 图书馆（被）

火烧了，Sungai Lembing 图书馆领导人也在报纸登，希望找回这本古南明的书。他就写得

很清楚，但是 Kuantan 的他不写，因为他是马华领导人，所以党派的问题他不想牵涉，谈

那么多。 

 Kuantan 从来不敢谈抗日军，只是讲紧急法令的时候，共产党游击队怎样害到我们，

就写得很多。以前是这样的，形势非常不同。所以你这里谈到年轻人，概念就是年轻人跑

光了，抓不到几个去帮忙做工。最多工人就是我爸爸做那个船厂，Padang Lalang。那边还

有个故事我没有写出来，他亲眼看到的。 

G：那你这里（第二稿）说，你们和马来人还是会有冲突，所以你爸爸会叫青年武术，自

家又准备武器。 

Z：对，就是 Kubang Buaya 那边，后来那条河现在修到很美。河另一边叫 Kampung Jawa

（马来村），我小的时候有坐过小桥过去。河这边就是我们全部华人住的。在后面一直到

交通部，全部是种水稻的。当时我爸爸很会参马来人，很会讲马来话，全部会有来往的，

大家在 Padang Lalang 踏脚车，到老的时候都跟马来人很好。就是（因为）日本人传到全

马煽动排华，怎样煽动排华，另一本书有讲很多。我们霹雳州有一个叫陈振华（音译）的

老友，他有写一篇，我不懂借了给谁，有写到日本人怎样挑起马来人排华。他说在柔佛州

故意叫人把一个猪头放在回教堂，马来人就反感华人。日本人还没来之前，英国人曾经搞

过排华。日本人来是第二次，日本人走了是第三次。 

 所以当时日本人在的时候，排华运动传到乱，以前报纸不多，也没电话，就口传口。

我看到我爸爸在我们那个区教那些人把水瓶弄成号角，他怎样做呢？他拿这个麻袋绳，沾

了火水点火来烧，烧热后一放到水里一声就断了，它就很齐了，就像一个喇叭筒这样。他

说我们用这个来吹，大家隔壁都听到，马来人砍到来就准备。如果没有就打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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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真的很危险。 

Z：我爸爸住那边是人家的地，他们给我们搭一间这样的小屋。隔壁有一些年轻人（来）。

因为我爸爸以前是武术教练，就赶快去找几个长棍、锄头、镰刀，教他们怎样用。万一

（攻击）来了不要等死，都要反抗，所以那时就流行每个人都学武术。住 Alor Akar 那带

的人，这个人会就教那个人，那个人会就教这个人，很多都懂得武术。 

G：那你有目睹过华人和马来人的冲突吗？ 

Z：没有冲突，完全没有，大家怕，马来人也怕华人砍过去。结果在 Kuantan 的的确确没

有发生这种事件。Sungai Lembing 也没有。Pekan 也没有。只有 Mersing 有，Mersing 的人

来这边捕鱼，他们跟我提起过年轻的时候，那边华人马来人有打过。 

录音 2 

Z：这一点（日据时期）梁广告（Leong Art）最清楚，他（当时）十几岁了。另外一个就

是李国祯先生，现在没办法，他中风在吉隆坡，嘴巴不会讲话。 

G：记得你说他们的基地是在 Wisma Kastam 那边？ 

Z：对，以前叫做皇家码头。 

G：不叫 Wisma Kastam？ 

Z：这（Wisma Kastam）是之后拆了旧屋，重新建起来的。这个梁荣业先生对那边的印象

最深。那些犯人去那边（被）打到半死，冤冤枉枉。有时晚上到天亮，都听到有人在那边

喊“要死”。它叫做宪兵部，是他们（日军）的警察局、政治部，专门对付敌人。所有的回

忆录都这么写，都叫做宪兵部。 

G：它运作的状况是怎样？是直接从家里抓华人，把他们抓取宪兵部，然后严刑拷打？ 

Z：有分别。那些要死的去海边了，这些抓到（是）要问你些东西，不是说有罪打你处罚，

不是扣留坐监牢，是拿口供的。多了这样的人（被抓）。 

G：抓抗日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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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抗日军没那么容易给你抓。支持者，可能（是）抗日军的家属。要从你那边拿到些情

报，主要是这样。 

G：那听过行刑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Z：（前人）跟我讲得多了，有时也分不出了。比如英国人扣留共产党和支持者用的刑罚，

日本人（的刑罚）有些同，有些不同。日本人最出名的就是“灌水”，让你肚子喝水喝得饱

饱胀胀，然后用人用木板压上去，吐得都要死了、晕倒了。受得了就来第二次，所以要不

要说真话？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的岳父，我太太的爸爸，在甲洞双溪毛糯菜园那边，日

本时期在那边。日本人后期的时候扣留他，也是灌水死，跟他关在一起的人没有死，出来

的时候就跟他家里人说。他死了第三天日本人投降，你说可惜不可惜？所以我岳母他们去

和人追（问）的时候，不懂埋在哪里。现在我去拜岳父的山，是拜他的衣服，拜不到他的

尸。所以我太太恨日本人恨得要死，她五岁爸爸给日本人抓去，也说他支持抗日军，也是

那些汉奸出卖。 

 所以第一个刑罚是“灌水”，第二个叫做“弹钢琴”。用针、牙签插你的指甲，我们普

通动一下都痛得要死，这个出了名的。以前也没说什么放电。倒吊起来叫做“坐飞机”，转

转转。另外一种，夹你的手指，一压下去，四指的骨头痛得你要死。其他一下子我讲不清

楚，其他梁广告应该（可以）跟你讲很多。李国祯最清楚这些东西。那么林绍陶（音译）

就说：这么久的东西不要来烦我了，他就小梁荣业一岁。 

G：那时你说 Kuantan 有名的华商，他们除了向日本妥协，帮他们经商之外，他们也有帮

助华人对吗？这样他们也是有去宪兵部里面救人吗？ 

Z：我昨晚有写一部分（第三稿）。 

G：OK。然后你说当时的华校要教日文、要唱日本国歌，当时你有上学吗？ 

Z：这个要问梁荣业，他最清楚。他在那时读了日本书，到现在还唱给我听。林绍陶不清

楚。 

G：好好。 

Z：华校不给教华文了，多少间，在哪里，这个我不清楚，要问他（梁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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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这样梁荣业真的是…… 

Z：很宝贵，因为他亲眼看到，我是听到的。就是为了和声要建碑，他谈起日本人特别多，

所以我就认为他有价值。如果不是建碑，大家都不谈日本人的东西了。 

G：嗯，我想问下你。你说当时 Kuantan 人逃难的地方，是 Alor Akar、Semambu、Batu 

Sawar、Pulau Manis、Jabor？ 

Z：主要是这几个地方，我所知道的。 

G：然后你这里（第二稿）有写有名的抗日军叫吴克和孙文敬。 

Z：孙文敬这个人非常重要，他以前属于马工中委，后期成立第七独立支队，是由他带着

来。为什么？因为第六独立支队帮忙成立（后），他们又退回去（原基地），在文德甲、

芙蓉这些地方，雪兰莪又不一样，是第一的。讲到吴克，是在 Kuantan 的，是地下工作人

员，一直到反英的时候，他都还存在。民间很多人传说他神出鬼没，英国的政治部也没办

法抓到他，那么以后到底去了哪（也）不懂。 

G：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是到警局捣乱，跟日本人对抗还是？ 

Z：大概是这样。根据我以前朋友的经验，是去找有钱人捐钱，还要些什么什么（物资），

主要是这些。或者是（联系）已经渗透到日军里留着不走、偷情报的人，由他（牵线）联

络抗日军。应该是做这样的地下工作的领导人。那么另一个在 Kemaman 的叫福天，姓福

的，你要顺带写，Kemaman 市区的地下人物。幸福的福，天上的天。我在读书的时候，

Kemaman 的同学整天跟我谈这个人，就好像我们 Kuantan 人谈这个吴克一样。 

G：所以这些是他们的真实姓名，还是代号？ 

Z：应该是代号。每个人那时都两三个名字，怕被抓到，也怕连累家里人。 

G：关于你给我的剪报，都有提到当时抗日军的情况吗？所以第七独立支队也是有报导吗？ 

Z：对，我这里有一个复印抗日军他们出的回忆录，应该是香港出版的。Sungai Lembing

的大老板和他妹妹，两个来不及（逃），日本人要抓他们，他们躲到大山。关于这个故事，

抗日军就出版英文版的，叫号召人民抗日军的英文版，都写出来，等下你回去看。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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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过，他们在封面的照片有过目一下。以前（这些报章）都是号召支持抗日的。出很久，

出到日本人投降以后，继续变成其他报纸，支持马共，争取独立。后来又被封到完了。 

G：紧急状态？ 

Z：后来的人走的走，抓到调回中国的太多了。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G：那我再看看那些剪报，有什么问题再问问你。然后最后的两个问题就是，你说交那个

奉纳金的时候，可以说 Kuantan 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吗？ 

Z：没有生意做了，不过用“一落千丈”就不恰当。整个商业是停下来了，日本人统治时期

就恢复了，比如我所知道的椰油厂。为什么重要？因为采了椰子，做了椰油、椰渣，又拿

来做养鸡鸭的饲料。这个椰皮有人拿去做扫把。这些慢慢恢复，比如种稻的，这里（明记

海鲜饭店）过了河，三英里，两边是稻田，种稻的，Batu Sawar，你听名字就知道是种田

的。所以种菜养猪的人（工作）都恢复正常，（那时）当然少了很多人，但人要生活就是

靠这些。不要用“一落千丈”，说人要恢复生活、买卖，可以说是正常了。还有要强调的，

老人家跟我说的，那时没人敢偷东西，为什么？一控告给日本人，日本人立刻杀掉，不用

审判。 

G：所以治安很好？ 

Z：这个（偷东西）是没得商量的。所以人家说得应该是有点道理，因为（日军）怕麻烦。 

G：对对，所以当时就是一直用私刑。 

Z：很严厉的，严刑惩罚。 

G：整个就是高压状态。 

Z：（日军的态度）就是我管不了这个东西。 

G：对了，你这里（第二稿）有说，抗日军对亲日分子行刑，你觉得我可能找到这些被杀

的名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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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真的找不到。只是听说谁做汉奸。那么讲不切实际的例子，比如 Gambang、Sungai 

Lembing 的，有听说，但说不出实际的情况。（只是说）抓去山芭里面杀掉他（汉奸）。 

G：你觉得有可能有被冤枉的吗？ 

Z：这个问题，我有跟跟我谈的人争论过。（有些）有私人仇恨（利用汉奸名义）来报私

仇。（比如）“我这家人抗日军很支持的，你们欺负我，我就搞你们一单”，真的有这样的

事。有一件事，我考虑很久要不要写给你，就是在 Sungai Lembing 的大操场搭起棚来，

也和 Kuantan 一样搞“清算（汉奸和特务）”，清算实际状况不清楚，没人跟我说过很清楚。 

G：是公开举行吗？ 

Z：公开，大操场，千千万万人去看的。每个人都喊把汉奸拿去海边杀掉，我父亲说喊到

乱。 

-完- 

 

2.2 梁荣业口述访谈 

日期 25/2/2021 

时间 11：00pm-1:00pm 

地点 梁荣业住处 

参与人 L：梁荣业 

Z：甄南育 

G：高嘉雯 

 

录音 1 

G：在日本人来打战前，我们这里的华人和日本人在这里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会不会生

意竞争这样？ 

Z：就很多日本人在这边做生意，也有日本婆嫁到这边来。 



169 
 

L：（日本打战）来到马来亚（Kuantan），从哪里来？他们用调虎离山计。有一天我们上

课的时候，听到炮声，“砰砰砰”，原来是日本人的几个潜水艇从海里面露出来，给英国人

以为他们是从这边来，就在 Teluk Cempedak 的炮台那边打。现在日本来了，我们就马上

要停课，就要回去，那时…… 

Z：1942 年。 

L：对。英军以为日本从 Teluk Cempedak 上岸，原来不是，他们从 Kelantan 踏脚车，经过

Terengganu，就已经到（Kuantan 的）Semambu 了。我们这边，还有那些英国人在我店里

面晚上喝酒，大吃大喝，（后来日本人下来）就跑掉了，弄坏了 Ferry。 

 日军来到 Semambu 这边，把（是）英国人的胶园园丘经理抓起来，脱了他的衣服，

用那种养鸡的鸡笼网，洞小小的，绑住他紧紧，肉就凸出来。日军就拿着剑“喝”，一点一

点地割，割得满地都是血。英国人呱呱叫，就拿布塞住他的嘴巴。 

G：这个经理叫什么名字？ 

L：这个英国人我不认识。 

G：英国人也杀？ 

Z：（日本人）就是要杀英国人。 

L：（园丘经理）几时死我就不知道，日本人很残忍。他们下到 Kuantan 就分几个地方，

做他们的办事处。一个就是在 Hong Kong Bank（前身：有利银行）那边，还有在商办。 

G：是这个吗？（出示图纸）一个是在 Wisma Kastam，一个是（现）Maybank，以前是中

华中小学是吗？ 

L：（以前）是商办学校。 

Z：以前是商办学校。 

L：还有这个福建会馆，是宪兵部。很多都是宪兵部，你跑过他站岗那边，你不鞠躬他就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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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当时你们有挂那种日本旗？ 

L：有，你不挂，你就糟糕了。心里不服，也是要笑脸欢迎他。当时民生就是相当苦。那

时 Kuantan 小小的，什么东西都要进口，进口由船从新加坡的寄来。吃完了吃什么东西？

就什么（进口货）都没有了。 

 辛亏 Kuantan 是椰芭、树胶园，救活了很多人。就是（生活所需）都用椰子做，椰

油、椰糖、椰浆、椰酒…… 

Z：椰渣。 

L：（总之）什么都用椰子来做。做糕饼，（也）用椰渣。椰叶用来烧火，什么都可以。

那时吃饭米都不够，就在 Semambu 那边种稻田。那时 Semambu 淹水，老鼠又很多，吃的

东西（变少）就会跟人家争。后来种了的稻米拿来晒才有饭吃。不够吃就加木薯、番薯、

长豆煮来吃，所以（当时）营养很差。而且（日本人）到处杀人，细菌满地都是，所以营

养差就根本没有 Vitamin。 

G：日本人没给你们东西吃？ 

L：他给我们什么？不饿死我们都好了，他们只有抢华人的东西吃。幸亏我们华人有这样

多东西（椰子），（不过）那时没有棕油，（又）种玉米，可以求生。盐也没有，在

Beserah 那边，马来人用海水拿来煮，就有盐。（当时）多数人缺乏 Vitamin，很多人烂脚， 

Z：我的堂叔就是烂脚烂死的。 

L：对，那时都没有药（医）。（日军）来的时候，专门找女人，那些兵都没有法律了的。

他们一个人到处走，你怕他，他都不怕你。有一间屋子知道日本兵来了，他们就跑去思茅

芭那边躲。（日军）看到你家那么多鞋子，就问人去哪里了？说没有（在家）就被拉出来，

一刀下去。（表示）你不说出来，我就杀了你。那时我才 10 岁，跑到思茅芭躲了一晚上。

（日军）发现，就说不出来就放火烧，（后来）又找另个地方（躲）。 

 后来就跑到 Semambu 的山，（名）叫什么了？ 

Z：和安山（现士满慕山路大弯的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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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emambu 上面，东边的。（当时）有人带路，就爬过去。到（山的）中间挖了一个洞，

拿出石头，一个个躲在里面。里面原来很大，（发现）有块石头斜斜的，下面有平台、河

水，然后发现有（人类）骨头，是饿死在那边的。我们 130 多人，预备了粮食、罐头、饼

干、小孩的牛奶，都搬进来。在外面（的日军）找不到，后来才慢慢跑出来。三年八个月

没有读书，就是这样生活。 

G：当时女孩子是不是（都）扮男孩子，不要给日本人抓走？ 

L：（点头）有些抓到，有些跑掉，有些躲起来。他不管，抓到就杀掉。很残忍的。（日

军）可以一个人走进一个村，都不怕你。 

 我 1931 年出世，（没到 Kuantan 前）日本要侵占我们的乡下，在广东江门那边。

日本飞机不定时来，一下子 30 或 50 架，见到有屋子就放炸弹，见到人就用机关枪扫射。

很可怕。当时飞机不是很大，两个人坐，机声用 fiber 做，不是用钢铁。我们当时在学堂

读书，刚读不到几天就丢炸弹，我的家乡、我的屋子远远看到炸弹（下来）。大家都怕，

就想办法逃走。 

 我们乡下五六个人租了一只小船，从江门跑去香港，想要在香港避一避，但不行，

（日军）又来了。那时就来到马来亚，坐那种三四个烟头的、烧煤的大船，头一站是在新

加坡避一避。 

 讲到 Kuantan，我来到 Kuantan 的时候，住在 Bukit Ubi 路，现在消防队附近。 

Z：印度庙隔壁。 

L：对，后来附近跟人打工觉得没有出头，就顶了一间 Air Putih 的木店，在那边做饼什么

的。我就到学校（上学），那时学校没有招牌、没有董事，什么都没有。就是几十个学生，

校长是谁我不记得，那时太小了。有一次，听到炮声，就知道日本来了，马上停止（上课）

了。那时 3 年 8 个月就没有上课了。 

G：可是甄南育先生跟我说，你有到日本学校读过书？ 

Z：那时日本人把学校关了，开始叫学生读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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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不好读的。那时是在 Jalan Gambut 的马来学校读，是印度女人教（日语）的。我才读

一个月就不要读了。那时就当我们幼儿园（来教），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 

G：当时你们是唱日本国歌？ 

L：（唱了一小段）。 

G：当时你们的课本是怎样的？ 

L：哪里有什么课本，什么都没有的。 

G：那读什么？ 

L：教你们（日语）字母而已，就在黑板写那些 a: あ, i: い, u: う, e: え。战后，Air Putih

重新组织，在一排店说要怎么建立一个华小，不然没书读。就在 Air Putih 对面，海鸥的

后面，也是马来人的椰芭，就要求在那边起一间学校。差不多 60 尺宽，不会很大。那时

开始才有董事部，董事有曾瑞德。 

G：想问一下，当时战时日本人有没有挑拨你们（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 

L：那时候的马来人很尊重华人。马来人有帮我们，日本人就没有。 

G：刚刚你提到日本人来有做办事处，是在哪里？ 

L：就是你给我看的，很多地方都是宪兵部，在商办学校、南京旅馆也是。 

Z：南京旅馆知道是哪里吗？就是现在的 Wisma Kastam（附近）。 

L：是在有利银行的前面。跑过（宪兵部）的时候，一定要跟他行礼、鞠躬。（曾经）有

对夫妇拉着一只狗出去，不知道（规矩）就没有管，（日军）就说“停下，你的狗在那边

大便，快吃掉它”。没办法，枪指着你，就把狗粪吃掉了。 

Z：雅凌（Kubang Buaya）桥头的马来学校又是宪兵部之一…… 

L：那时的学校，（日军）都是拿来驻兵的。有一次，在 Sungai Lembing 抓到几十个健壮

的年轻人，就用麻包袋套住，用罗里载去 Taman Gelora，一个一个把他们砍掉。有一次，

抓到来商办学校的门口，要绑住的时候，年轻人很有力，（当）一边手可以动时，他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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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刀。几个（日军）把他拉起来，拉去前面一个大树，用铁线把他的一个脚趾头

绑紧紧，吊在上面。 

G：是 Bukit Ubi 的大树？ 

Z：对，我上次跟你谈的，就是这个人。原先是说去宪兵部捣蛋，现在跟具体了，原来他

是抢宪兵的刀反抗（才被吊起来）。 

L：（当时被吊）头在下面，他就呱呱叫，（因为）痛。（日军）就挖了他的眼睛，割了

他的舌头，满身都是血。当时晚上听到他的哭声，心很寒，关起门不敢听。下午四点被吊

起，到明天也是差不多下午四点停止（哭喊）了。你说多么辛苦，吊在那边一整天。 

Z：我听人家说，他反抗的时候，（日军）有绑着他的两只脚，用一个罗里拉他到街上转，

然后吊上去，吊到明天才死。同一个人来的，叫陈刚，叫广西仔。现在跟你说的连起来，

就齐整了。 

G：对了，（甄南育先生）提过你知道当时在宪兵部，那种对（华人）拷问的刑法，有哪

种？ 

Z：当时叫“打人房”。 

L：很残忍的。后来南京旅馆（传）有鬼，现在还在。 

Z：日本人还没来时，已经是红灯区了。 

L：那边做什么生意都做不起的。 

Z：后面的凉亭还在，听说水井里面还有骨头没有挖出来。 

G：那你有听说哪里有慰安妇吗？ 

L：这个没有听过。 

Z：南洋是其中之一。 

G：你们（刚刚说）有一个 Hong Kong Bank，以前叫什么？说也是宪兵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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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那个以前的华人叫有利银行，（属于）现在 Hong Kong Bank 的后面，以前的屋子拆

了重建（现在的）。 

G：已经四个宪兵部了，这么多了。 

Z：（那时）当作（日本）政府的行政机构。 

录音 2 

G：那些（被日军抓起的年轻人）是在 MPK 操场被审判的，是吗？ 

L：那个是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联合国的军队把他们（日军）抓到来。 

G：所以不是日本人抓华人去审判？ 

Z：不是。 

L：（当时日本）已经失败了，（联合国）拿原子弹炸东京，抓到（日军来审判）就死了。 

G：所以（那些年轻人）是被在宪兵部直接抓了被杀？ 

Z：他们（日军）没有审判，从来没有在操场审判。 

L：没有审判的，要杀就杀。 

Z：日本投降后，全部日本的头（上级）走出来，罪很大的就交给联合国审判。 

G：你有听过汉奸的事情吗？ 

L：有。 

G：怎样的？Kuantan 有？ 

L：有，到处都有。（汉奸）跟你有仇恨，就趁机会（报复）。 

G：那知道是谁吗？有名字？ 

Z：你有听过张华益的儿子，张成庚吗？华益金铺的。 

L：我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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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他的儿子张成庚就是大宪兵头了。我爸爸和几个老人都跟我说过，在 Kuantan（MPK）

大操场公审他们这些汉奸的时候…… 

L：有有有。 

Z：张华益就说“谁敢动我的儿子”？结果就是当场审了，拉去枪毙，在哪里枪毙我就不知

道了。因为他（张成庚）持着自己的宪兵头，要找哪个女人就找哪个女人，要抢谁的老婆

就谁的老婆，是人都恨他入骨，出了名的。 

G：那你有听过 Kuantan 的共产党、抗日军，有看过他们活动吗？ 

L：那个时候抗日军都跑到山芭去躲。后来和平之后，就被英军叫出来投降、解散。抗日

军也没有 100%缴械，收了一部分（枪炮）跑去山芭里面。 

G：他们（抗日军）没有帮华人吗？就只是躲着？ 

L：不是不帮华人，（只是）当时很辛苦，没有得吃，出来就（跟我们）拿粮食。拿了给

日本人知道，你（给的人）就遭殃了。 

G：当时你们有被日军（发现而）抓过？ 

L：他（日军）怀疑你就抓。我父亲都给他抓过。 

G：结果怎样？  

L：就被打了。因为我父亲没做什么，他（日军）拉到你去（打人房）就打你一顿先，有

没有罪不管你。 

G：也是被抓去南京旅馆？ 

L：对，那个旅店。抓去打到受伤了回来。 

G：那你有留着当时那种香蕉钱吗？日本人做的钱，要你们用他们的钱去买东西。 

L：那个很难拿，下次找。 

G：你讲日本人走了后，有建华校。所以当时（战后）华人的经济还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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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对，就是第四次建培才华小。 

G：还有就是要问你更久之前的问题，就是日本人来打战之前，他们先跟中国打。当时你

们 Kuantan，有说华人捐钱回中国吗？ 

L：有啊，不要说 Kuantan，整个南洋（都有）。 

G：你的家人也有捐钱？ 

L：那时候连吃都没得吃，哪里有钱捐给他们（中国）。甄南育会更清楚（这状况）。 

G：当时他是说有武汉合唱团来（筹募）。 

L：嗯。 

G：那中国和日本打战后，你们（当时）应该会很讨厌这里的日本人？ 

L：那个时候很少日本人，没什么听过。 

Z：听过华人娶日本女人。 

G：当时日本人来之前，英国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有帮你们打日本？ 

L：不是他帮我们，我们帮他（英国人）。 

Z：枪声一响，他们（英国人）就全部走了。他们没有想到（日军）从 Terengganu 下来。

另外一条路就是从 Gua Musang（来），以前有铁路了，就从 Kota Bahru→Gua 

Musang→Raub。这是所有人都这么说的。 

 如果你是说还实地留着的东西，我知道有三个。一个是炮台向着海边的，以为日军

的船从海边上岸，所以 Teluk Cempedak 一个，现在改成好像舞台这样的。还有一个（炮

台）是 Balok 那边，以前有一个在新之花旅店（音译）那边。以前李国祯有修理好好，给

其他人去照过相。再下来 Tanjung Lumpur 也有一个，再上去 Balok，差不多到 Gebeng 都

有一个。 

G：我有写下来当时访问你的时候，说要去的地方，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出示图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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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abor 海南村，我们可能去华人义山那边照那两个墓，写着死掉的（难民名字）。 

G：对，你有提到的两个义山，一个在 Gambang，一个在 Jabor。 

Z：Gambang 的我还要通知 Gambang 的人，看在哪里，不要（四处）找。 

G：所以 Gambang、Jabor 都有（义山），就是 Kuantan 没有。还有就是 Sungai Lembing

比较远一点，你说的那个水晶屋要找一下。 

Z：那个（水晶屋）就是没有留下痕迹，是山芭来的。 

G：也是可以拍下来，当作一个证明。 

Z：要驾小车去，大车很难转弯。 

G：对了，当时日本人来的时候，华教、华校什么都没有了，是吗？ 

L：那时什么都没有了，（有）都是战后的了。日本（统治）的时候完全没有（华教）活

动。 

Z：你在 Jalan Gambut 的马来学校读过日本书，为什么李国祯也唱过日本歌、读过（日本

书）？ 

L：我也会。 

Z：那你是不是和他一起（就读）？那时有谁和你一起读过？ 

L：好像是，那是我对他也不是很熟悉。  

L：（战前）我在还没有成立、没有招牌的那个……青苗隔壁的单层排屋，有礼义廉耻

（的招牌的学校）读。读了日本（打）来了，听了几个大炮声就停止了。（战后）他们从

福建请来校长、教师（恢复学校，包括培才华小）。 

G：你说（培才华小）的其中一个董事是曾瑞德，是哪一个呢？（出示图纸） 

L：这个。 

G：我好奇问一下，你读日本学校的时候是几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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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那些很简单的，应酬一下而已。 

Z：读一个月？ 

L：我看一个月都不够，早上懒惰去读。 

G：那个时候几点读到几点？ 

L：忘记了，当时好像（上）幼儿园。 

Z：还很小，那个时候他才 10 岁。 

G：问一下你们，也是回到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就是他们打进来关丹的时候，有举办

那种胜利游行吗？有在 Bukit Ubi 那边骑着马进来？ 

L：投降以后，关丹有做一个游行庆祝，抗日军统统跑出来。 

G：那英国人还没回来，抗日军有说统治（关丹）？ 

L：没什么统治，没权利的。 

Z：三个月维持治安。 

L：对，一下子，（过后）交回（管理权）给英军。因为马来亚是英国的殖民地。 

G：然后，（日军）统治的时候，你们是要跟日本的时间吗？就是东京时间？ 

L：没有。当时我们还小，日军到处跑，我们跟在后面找东西吃。十岁（那样）不会为难

我们。 

G：没有对付小孩子？ 

Z：对孩子就很好。这个就是说，后期统治了关丹（定下来），对你们（人民）就不大爱

理了。除非你不效忠日本人。 

我跟你补充一下，抗日军做临时政府的三个月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日本人投降

后，联军就把大量的 secondhand 的衣服、米、糖、火水运过来。那么在关丹就发生这样

的事，运过来放在哪里？就是当时关丹某富商的大货仓，现在还没有过桥，Padang L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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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站后面。过了三个月，联军要抗日军退出，做回政府，这些货仓的东西就没有人管。

以前英国人是拿来救济这些人（人民），不是（要）买，而是拿来派的。那么英国人不是

政府（人员）来，而是军队来，他们也不懂这个货仓在那里。那么（之前）抗日军知道就

拿来派，抗日军退回去（山芭），就没人管这个货仓。所有老一点的关丹人都这么说，富

商就把这些东西拿来自己卖，就收钱。有些人就眼红富商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多钱，就是发

这个国难的财。就是富商跟他的哥哥（所为）。 

之后就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了，刚刚梁先生有谈到，就是（日军）走了，抗日军也解散

了。跟着要谈叫抗日军、共产党投降，他们不投降，又回去山芭再打仗，那个时候大概是

195 多年，53、54 年的时候，我已经回来大马了，就在这个 Jalan Gambut 马来学校后面，

那个时候我们的 Stadium 和大 Pasar（周围）都是树胶园，是富商的，叫作大和园（音

译）。那边有一个胶房，就是橡胶收起来，在那边腌胶片。那天胶房大火，烧了。 

管理胶房的福建人，我们叫“三叔”，跟我们很好的。后来我爸爸就讲（问三叔），为

什么胶房会起火？就是因为当时的马共，Bukit Sekilau 的支队下来，找富商捐钱，富商不

给。第二天在大 Pasar 的大门，还没开时，一张画着秃头胖子的麻将纸，（胖子的）屁股

就坐着一包白米，一个脚就踏着火水，一个脚就踏着糖，肚子大大就画着一个“$”

（Dollar）。就是说这个富商的钱，是（源自）联合国救济难民的（钱），自己私吞了。

所以他不给钱，那边挂起（麻将纸），另一边就烧了他的（胶房）。这整个关丹的市区人

都讲到乱，但是因为大家当时都反马共，你讲这个就是同情马共，满身罪，就小小声讲。

我们自小到大都不懂听了多少次。我现在讲，也是我父亲原原本本跟我讲的。  

G：所以这个是战后不久的事情？ 

Z：战后马共和英国政府对抗，要独立的时候传出来的。所以今天富商的公司这么有钱，

就是发这个国难财。那么我们和声的主席，他中风了，他（之前）就跟我补充了。不单单

是米、糖水、火水，还有医药，Aspirin（相当 Panadol）、黄药水、红药水，富商不敢在

这边（关丹）卖，就偷偷……因为吉隆坡很需要，他们就运去吉隆坡，赚了药水、药丸的

钱。这个算是密文，因为关系到这个公司，不好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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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在我到吉隆坡读书的时候，到我以后在霹雳州做工，我都多多少少有听到，

好像他这样发财的人，很多地方都有，吉隆坡、新加坡和槟城也好。很多英国人、联军，

当时拿来救济的粮油、医药，往往存在某某人的货仓。那个人（商家）不拿出来，过了

（救济期）拿来私人卖，赚了大钱。 

G：我方便知道你的出身年份吗？ 

L：1931。 

Z：刚刚好大我十年，我 1939。 

-完- 

 

2.3 吴金发口述访谈 

日期 24/3/2021 

时间 9：00pm-10:00pm 

地点 吴金发住处 

参与人 W：吴金发 

G：高嘉雯 

 

W：(我)1933 年在新加坡出生。 

G：你的名字是？ 

W：吴金发。 

G：你的祖籍是？ 

W：福建南安。 

G：OK。其实我先要问日本来打战之前的情况，这里是不是在 30、40 年代就有日军来住、

做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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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现在我在 Kuantan 都没有看过日军在这边做（生意）。 

G：以前也没有？ 

W：没有。 

G：因为以前他们讲，那些（日本）人在这里偷偷开照相馆，然后拍那些 Kuantan 的路给

回日本，日本才会打到来。没有听过？ 

W：没有。日本起初要打，到了泰国，就打进来 Kota Bahru，到了下来就是 Kuala Lipis。 

G：是有两天路线对吗？一个是 Terengganu，下到我们 Semambu 这边。 

W：我们 Kuantan 这边。 

G：对对。然后另一个是从 Kota Bahru，Kelantan 下到 Gua Musang，Raub，然后下到

Kuantan。你有听过这个路线吗？ 

W：我听过的是泰国打到 Kelantan，Kelantan 到 Terengganu，Terengganu 就到 Kuantan。 

G：哦，就是从 Terengganu 来。 

W：对。 

G：其实，我要知道的是……一开始是中国先跟日本打，是不是？中国先跟日本打，你在

Kuantan 了对吗？你有看当时有人捐钱回中国，讲要帮助中国去打日本这样吗？ 

W：有，（但是）那时候我在新加坡。 

G：哦，你住在新加坡，那时你还没有在这边。 

W：那时我来这边，才听到这样的讲法（捐钱）。 

G：明白明白。这样你会知道当时在 Kuantan 的时候，整个的宪兵部（分布）在哪里吗？

因为我知道的资料是讲，当时的宪兵部有在 HSBC Bank，以前叫有利银行。 

W：有利银行，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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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然后有说一件事，有对夫妻去遛狗，日军看到狗大便，他们没有去收，日军就叫他们

吃掉这个大便。 

W：不知道，没有听过。 

G：还有一个是叫 Wisma Kastam 的，以前叫南京旅馆。 

W：南京旅馆，对对，现在还有在。 

G：有，我有去拍照了。你也是听他们讲过？ 

W：有有。有利银行现在没有，以前我来 Kuantan 的时候还有。 

G：对，它现在变成 HSBC 了，是不是？ 

W：对对。 

G：之前也有讲，南京旅馆也是慰安妇的地方，你有听过这个传闻吗？他们当时说这个南

京旅馆，当时杀很多人，传有鬼的。 

W：这个我告诉你，日军来 Kuantan 的时候，很残忍。很多在 Kuantan 后街（Jalan 

Mahkota）的大树下，很多（华人）在那边被打死，在那边被吊着死。抓他们去枪毙，很

多（这样的案例）。 

G：后街就是 Mahkota 对吗？ 

W：对对，华人很多在那边被枪毙死。 

G：Bukit Ubi 也是对吗？ 

W：Bukit Ubi 是那条上去的（街区），上次 Bukit Ubi（发展）还是一点点，没有很通。

以前（较繁荣）是 Jalan Mahkota 和 Jalan Besar。后来才发展到现在，那时 Pasar 什么都没

有，是椰芭来的。 

G：这样你有听过 Mahkota，（那里）有个老人家跟我讲说在那个三达洋货，日军就是进

这样的店，抓那些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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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对对，三达。很多，抓去强奸，很可怜那时候……我在新加坡也才 8、9 岁，我听说

也是抓很多，我有个亲戚的女儿也是给他（日军）抓去强奸。当时（日本）打去新加坡，

在 Tanjung Pagar 那个码头过去，新山不是过了码头？进去那边杀了很多华人。最少杀千

多、两千个。 

G：这样你知道在新加坡杀了千多个，这样有听过他们讲在 Kuantan 死了多少人？ 

W：大概也是很多，（死亡人数）都是过百。很多，很惨。 

G：其实，靠近 Maybank 的有个以前叫商办学校的，你听过吗？它以前也是宪兵部，还有

福建会馆。 

W：福建会馆现在还有。 

G：对，这两个（地方）以前讲是宪兵部，也是发生过把那些人吊在树上（的事）。 

W：就是那边 Mahkota 的大树上吊着，慢慢就死。 

G：你知道那些名字吗？被害者的。 

W：我就不知道。 

G：有老人家跟我讲是一个叫陈刚，一个叫李盛。他们就是年轻人，因为日军要杀完年轻

人先，因为就是怕他们反。其实有从很多个地方抓那些年轻人，是讲有在 Gambang、

Mahkota、Bukit Ubi、Haji Ahmad、Semambu、Sungai Lembing，你都有听过？ 

W：有听过，但是人名我就不大知道。那个跟你说的（老人家）应该是可靠的，我看那时

候他有在 Kuantan…… 

G：对，他有在 Kuantan。 

W：那时候我没有在 Kuantan，我在新加坡。 

G：这样的话，当时新加坡的情况应该是更惨？ 

W：对，很惨。我们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差不多（现在）四十英里的飞机场那边，他（日

军）已经挖了一个大洞。那时候没有飞机场，是树胶园。我们就在六英里那边。那边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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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五六百个人，（日军）就通知我们打包（收拾），要去哪里没有讲。幸好最后（我们）

没有被载去，因为是要载去那边（大洞）杀掉。挖了很多洞，要杀到完，当时我们都不知

道。 

G：你当时几岁？ 

W：我当时九岁。那时我、爸爸、母亲、姐姐、妹妹（原本）也要去那边，很多（人），

最少都五百个人。然后他（日军）打电报回去，说要杀掉全部华人，天皇说不可以，霸占

了一个地方也是要人，才有生机。后来（我们）才没有被杀掉。 

G：这样的话，因为我研究的是 Kuantan 的，其实你这样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在 Kuantan 的

海边有发生？Teluk Cempedak，还有以前叫 Taman Gelora（现在叫 Teluk Sisek）的。 

W：对对。 

G：有很多是抓去海边杀的？ 

W：有很多是抓去海边杀掉。那时候（海边）都没有路，泥土（路），要去海边要踏脚车，

没有汽车。 

G：他们是说有发现尸体？就是战争过后。你也是有听那些老人家讲过？ 

W：有有，我有听过，这个是真的。他（老人家）跟你讲的，你可以写起来，不用紧。 

G：其实为什么当时他们（日军）会选华人来杀？就是要报仇？ 

W：要报仇。因为他们恨我们中国人，打到我们中国死了几十万（人）。你去到中国有看

到纪念（碑）吗？现在日本就是怕我们报仇，就靠着美国，怕我们有个时节会报仇。韩国

（当时）也是很惨，很多那个…… 

G：慰安妇。 

W：对，最近还有几个还没有死。 

G：可是它（日本）还是要控制我们，就是开那个日本学校。你有听过吗？我听过他们说，

在 Jalan Gambut 马来学校有开一个教日本话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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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好像有听过，不过也没有人要去读。 

G：对，没有人要去读，开一下子而已，印度人去教（日文）的。 

W：现在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不知道（历史），没有仇恨。那时候的（华人）很仇恨，

他们的东西（日本货）我们不要买。他的布啊什么，都不要买，是真的。 

G：其实当时日本跟中国打战的时候，你们就已经不要买日本货了，是吗？ 

W：对，支持中国的。 

G：那当时你们有捐钱吗？ 

W：有，那个时候要买花。好像我去读书的时候，（很多人卖花）要“买花救国”，买一个，

给他（卖花者）一块钱，全部寄回中国。 

G：你有听过武汉合唱团吗？来唱歌，叫你们捐钱。 

W：有有，很多很热心（捐赠），全部凑钱寄回去。 

G：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军来的时候，要搞那种种族关系，有讲帮马来人，然后去害华

人。 

W：我告诉你，有的马来人是奸鬼来的，好像汉奸这样。他们（日军）恨我们华人，（马

来人）就带路（找华人）。因为日军没有要杀他们，要杀我们华人。 

G：然后印度人也是？ 

W：印度人很少（当汉奸）。马来人就带路…… 

G：去到华人的家是吗？ 

W：对，（日军）看到（华人的）家有小姐，就抓去强奸。 

G：当时那些女孩子是不是全部扮男装？ 

W：是啊是啊，戴一顶帽，穿黑黑的（衣服），头发剪短短，不要给（日军）看到。不要

长长（的头发），被看到就会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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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那当时你家有女孩子吗？ 

W：我当时有姐姐十多岁，很怕，我的母亲（把）爸爸的衣服（拿）给她穿，戴一个帽子。

那时她才十二岁，不是很大，也怕他抓到，就藏起来。那个时候（日军）也整天找脚车，

他们（看到就）全部拿去。那时来我的家，就（说要）“basikal，basikal”，听她这样子讲。 

G：拿走了怎么办？走路吗？ 

W：拿走也没办法，当时他们很臭（坏）。 

G：你有留着他们当时的香蕉钱？ 

W：我有很多，都丢掉，烧掉了。差不多有六千块。 

G：他们（老人家）讲当时的香蕉钱没有用，就偷偷用英国钱，有这样的情况？ 

W：有有，香蕉钱都没有人要的。 

G：但是他们说不用香蕉钱会被砍头。 

W：是，那时候就偷偷（用），他们（人民）也是不要用的，就用英国的钱。那时的杂货

店也不太要（香蕉钱），因为已经知道它（日本）不能够（赢得战争），差不多败了。就

是美国的原子弹炸到广岛那边去，死了几万个人，现在草都不能够生。假如再不投降，就

一粒（原子弹）炸到东京，后来就没办法（不投降）了。假如没有，它（日本）要霸完全

世界。 

G：（不是说）日本要投降之前，还去杀更多人、抢更多东西吗？ 

W：就是，以前（抢来的）金银财宝，很多寄回日本。 

G：这样我们回到 Kuantan 这边，我不懂你有听过吗？就是问一下，他们讲华人有逃去山

芭躲，逃去那种郊区，有讲是在 Jabor、Semambu 还有 Alor Akar，这个你有听过吗？ 

W：有有，全部逃去森林里面躲，不敢出来。 

G：你有听过和安山（现士满慕山路大弯的某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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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没有听过，Jabor、Teluk Sisek、Beserah、Jeram 这些就有。Jeram 也是靠近 Jabor，

Jeram 再上去。Jeram（就是）下来一点。 

G：也是有人躲在那边？ 

W：很多躲在那边。Jeram 差不多是八英里这样，Jabor 差不多是十二英里。 

G：不是说 Jabor 是最多人躲着的地方？ 

W：嗯，全部躲进山芭里面。没有躲给他（日军）抓去杀。 

G：所以他们（难民）就吃罐头、吃椰那些…… 

W：没有办法。 

G：你当时有这样吗？ 

W：（也是）没有得吃。吃番薯叶、燕菜。 

G：他们讲没有盐就用海盐。 

W：没有办法，拿那个海水来煮煮煮。 

G：然后他们有讲很多人烂脚，没有药医，就死掉了。 

W：没有办法，很多人当时就烂到死。那个时候看到很惨。我们华人，Kuantan 当时很多

不错好的名人，很多都抓去打，抓去枪毙。你假如没有躲起来，（日军）探听你是（住）

在哪个地方。（像是）会馆的头、主席的，就专门抓你们这些。怕这些有知识的人反他

（日军），就抓来砍先，他不是直接砍死，就是吊起来，割一下割一下（肉）这样，很残

忍，在 Jalan Mahkota 的大树那边。 

G：然后尸体怎样处理？丢去海？ 

W：这个我就不懂，（应该）就是挖一个洞就埋住。 

G：他们讲在那个南京旅馆后面有个水井，就发现到尸体。 

W：是啦，他（日军）以前打死了，就放进去下面。是这样，有有（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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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然后他们有跟我讲那些嫁给日本兵的女人，她们有帮华人。就是华人被抓，她们有救

出来。 

W：有这样的（事），华人怎么样都是爱我们的。没有办法，她们当时给他（日军）抓去

做老婆。 

G：他们讲当时有个叫黄亚玉的，你听过吗？她就是从日军的手里救出华人。因为当时日

军要拷问、要杀他们（华人），她就救他们。 

W：应该是有，有很多（这事），华人一定是救的。 

G：讲到这个宪兵部，你知道有什么刑法吗？ 

W：他们（什么也）不管的，没有法令，要杀你就杀你。 

G：看到他（日军）也要鞠躬？ 

W：哦，你鞠躬他都不甘愿，有时候还打你。 

G：这样（当时）你们的店都要放太阳旗是不是？ 

W：要挂日本旗，也要挂一下。买白布，缝一个红布这样。 

G：你刚刚说你九岁，那你当时没有读书？ 

W：那个时候他（日军）没有来的时候，我有读私塾，“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我读了一年

半。后来他（日军）去（离开）了，十二岁我才读新加坡（的）公民学校。读到毕业就没

读了，十六岁我就来 Kuantan。 

G：当时（来了 Kuantan）也是听他们（当地人）说很多日据的东西？ 

W：嗯，很多。 

G：那我再问，就是他们（老人家）说 Kuantan 当时也有抗日军？叫第七独立支队，（抗

日军）有一个叫吴克，一个叫孙文敬，你有听过吗？ 

W：有有。孙文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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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他们就是闯进日本兵的地方，抢他们的东西，跟他们打过，有听过？ 

W：有有。 

G：他们有说孙文敬做过什么吗？ 

W：有反抗他们（日军）。 

G：他们（抗日军）就是一直躲在山芭，然后突然出来？你们也要帮他们？ 

W：很多跑去山芭躲着。那时我们一个月要给几块钱他们，帮他们凑钱，去买粮食在山芭

吃。 

G：可是你们都很难了，还要帮他们。 

W：没有办法，一个月要凑一两块，那时一两块很大。 

G：那时一两块好像现在多少？ 

W：两块现在最少都是一百块，很大。以前一分钱都可以买东西，半分钱也有。半分钱你

去杂货店买糖果，（拿到）一大把的。一杯茶一毛钱，加牛奶才一毛半钱。吃云吞面一碗

才三毛钱，大大碗。那时钱很大的。 

G：可是当时日军来，那个钱再大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了，是不是？因为那时那些米都变贵

了。 

W：没有东西买。很少，我吃木薯吃了三年八个月。我记得我母亲拿一把米放去大锅，

（煮给）全家八九个人。那些木薯就刨刨刨（下米），加一点盐。 

G：还是有盐？ 

W：有（战况稳定后）。吃到怕。（木薯）自己种的，有空地我们就自己种。 

G：他们讲，这些日军也很喜欢走进你们住的地方，然后跟你们要钱？ 

W：没有，那时已经安宁了，没什么事情了。初来是很乱，要 kacau 你，平静了就没有了。 

G：就是过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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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过了差不多一年，七八个月，就没什么事情了。有些人已经抓去杀掉了，就没有（人

可杀）了。 

G：那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当时九岁，没有去读日本学校？ 

W：还没有这么快成立（日语学校），哪里有这样的老师来教？ 

G：哦。（现在）还是要靠以前那些在 Kuantan 的老人家跟你说过的东西。就是在

Kuantan 那些抗日侨领，他们给日军钱，让日军不要伤害我们，有听过一个叫林和历 Lim 

Hoe Lek 的吗？ 

W：福美的大老板？ 

G：对对，他当时是抗日侨领来的。 

W：是是，Kuantan 的。 

G：还有一个叫李胡。 

W：是是，李胡是广东人，Lim Hoe Lek 是福建人。 

G：还有文华椿？ 

W：这个没有听过。李胡我就知道。Lim Hoe Lek 在 Kuantan 都是很富有的。 

G：当时他们就已经很有地位了，是吗？ 

W：对，很有地位、有钱。Kuantan 也是有很多名人，我听说给他们（日军）抓去杀死的

有狠毒。 

G：这样名字不知道？ 

W：不知道。 

G：这样你有听过一个 Kuantan 的汉奸，叫张成庚的吗？ 

W：没有听过。 

G：他们讲他就是做日本的汉奸…… 



191 
 

W：当年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不清楚（详情）。我后来来到 Kuantan，听到一点。 

G：在战争结束后，日军走了，你在新加坡或者是 Kuantan，你有看到华社受的影响是什

么吗？就是有没有说经济很难起，还是英国人回来，又帮回我们？ 

W：英国人帮一点点，也不是帮很多。靠我们自己做起来，我们华人很坚强，他们（日军）

去了，我们平安没事就可以自由做生意。好像我的朋友，一个人没有本钱，找两三个朋友，

你出一点钱，我出一点钱，就去买货开杂货店，慢慢做生意。华人头脑比较厉害，怎么样

都可以找到吃。 

G：这样可不可以讲华人在经过这个日本的战争后，之前一直说要回中国，会不会说跟

Malaysia 一起打日本后，对 Malaysia 就有感情了，就讲要留在新加坡、留在 Kuantan，不

要回中国了。 

W：不是。我们以前华人赚到钱，就寄回去中国。有家庭、父母、太太在中国没有跟来，

是来这边（Malaysia）赚回去。在这边久了，没有回去，在这边娶了一个人，中国的大老

婆就很可怜，一年没有消息，两三年都没有回去。很多这样的，没有办法。 

G：就有说日军挑拨离间，那你们（战后）跟马来人的关系有比较紧张吗? 

W：还没独立的时候，我们高他（马来人）一等…… 

G：没有讲日军去怂恿他们（马来人），让你们敌视…… 

W：没有说怂恿，（当时）就是有一批（马来）人带他（日军）路，要去哪里？比如

Temerloh，他（日军）不懂，马来人比较懂，在本地，就带你去了。（日军）就没有杀他

们。我们华人有组织义勇军打他们（日军），好像新加坡就打打。新山过去不是过了一个

河，搭一个桥，炸坏了他不能够过去，现在（那边）以前叫作 Bukit Timah。在那边打日

本人死很多，（后来报仇）就杀几千个新加坡华人。小孩子在地上爬，他（日军）就踢，

然后抱你上去，用枪的刀刺下去。很残忍，是真的。 

G：Kuantan 有这样吗？就是小孩子被…… 

W：没有，Kuantan 没听过这样的。幸好我没有给他（日军）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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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我听他们说是坐罗里，载你去海边。 

W：对，给他们砍了很多（华人）。在 Kuantan 也是。 

G：然后战争结束了，英国赢了不是？他们说有审判这些汉奸和日本兵，就抓他们去

MPK Padang 大操场。 

W：这个我没有听过，应该是有。 

G：然后是讲统治结束了，马共从山芭出来，统治这个 Kuantan 三个月，就是在英国人回

来之前。 

W：是，统治 Kuantan。但是（过后）英国也是很残忍，好像没有奖励给（抗日军），后

来谈不妥，他（抗日军）又跑回去山芭。 

G：英国人不是有把抗日军送回中国吗？ 

W：没有，他们（英军）看到你（共产党），要抓你去（监牢）打你。很多人被他们打死。

英国人也是很臭（坏）。 

G：他们不是说日军打过来了，英国人逃走吗？ 

W：对，逃走，后来和平了又回来。 

G：他们说当时（日据）有马来人帮日本，也有很多帮华人躲起来。 

W：是，有很多。以前那个周甲，死了，就是救 Tun Razak。不懂为什么以前 Tun Razak

很惨，他是 Najib 的父亲，（当时说）他犯什么罪，日军要抓他，他就被周甲藏起来。后

来他做首相，帮周甲很多忙。 

G：周甲是谁？ 

W：死了，也是一个名人。JP（Justice of the Peace，JP，也译作治安法官）来的，

Kuantan 人。后来独立了，Tun Razak 帮他很多，做桥什么的，都给他赚很多钱。 

G：他（Tun Razak）之前在 Kuan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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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嗯。 

G：还有，我想知道，当时他们有听一个老人家讲，战后联军有送很多救济的药、食物过

来，但是有钱的商人会把这些货放在他们的仓库里面，然后就没有拿出来…… 

W：这个我没有听过。应该是有，我不知道。 

G：但是他（老人家）跟我说各地都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样其实（日军）来关丹、新加

坡，有举办那种胜利游行吗？ 

W：没有。 

G：就是直接来（建立）总部，说要抓人？ 

W：对，初期进来就杀掉很多人了。 

G：这样你们有讲他们抢掉脚踏车，那么车更是抢完了？ 

W：那个时代没有车，除非很富有才有一辆，脚车都少。全部走路的，很多都没有钱买脚

车，（更）没有好像现在这样有摩托。像你的爷爷那一代，买一辆脚车不容易，很穷很可

怜，没得吃。我爸爸也没什么吃，要（养）七八个孩子。 

G：他们说全部瘦到好像皮包骨？ 

W：也没有，好像过年过节才有杀鸡，以前平常哪里有。面包一条都两毛半钱，都很少买。

好像煲粥、煎面粉糕来吃，吃苏打饼，泡 Kopi-O，牛奶都很少买，（因为）贵。 

G：全部 Malaysia 自己做，货没有从外国来了。因为打仗了，都没有货来。 

W：没有没有，外国都没有货。 

G：以前日本不是把新加坡叫作“昭南岛”，分东部、西部这样？ 

W：对对，（日本当时）没有叫新加坡的。 

G：然后有没有听过讲，把关丹也分区？ 

W：这个没有听过，只是新加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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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他们（日军）不是有说给一些华人做警察那样？意思就是说做间谍去监视华人。 

W：有。 

G：那你们不是会怕自己人？ 

W：就是。但是（即使）这样他（华人警察）也明白（事理）一点，看到什么也不大要讲。

华人也是要帮、保护华人。（日军）叫他们调查，也是（把事情化无）讲没有没有。我听

说是这样。 

G：我好像听他们说，Kuantan 没有纪念这个抗日烈士的墓。只有 Jabor 和 Gambang 有。 

W：没有，Kuantan 没有。 

G：他们说在 Teluk Cempedak 有一个炮台…… 

W：现在还在。 

G：对，还在。他们说在 Balok，Gebeng 还有 Tanjung Lumpur 也是有。 

W：有有，每个地方都有做一个炮台。 

G：他们讲当时这些英国人就以为这些日本人从 Teluk Cempedak、Beserah 来，就在那边

等，哪里知道从 Terengganu、Kota Bahru 来。 

W：嗯，就是从旁边来，不要跑大路。 

G：然后英国人就逃走了，没有讲可以救华人，华人只能救自己。那些华校不是关完？ 

W：那个时候没人读（华校）了。 

G：私塾也没有了？ 

W：没有了。 

G：他们（日军）也不给我教？ 

W：都很乱了，没有人敢去读书，都躲躲藏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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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这样我大概懂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周甲救 Tun Razak，躲在他的家？ 

W：对对对。 

G：他（周甲）的家在哪里？大概在哪个区，Kuantan 的哪里？不是在 Semambu、

Mahkota？ 

W：不是不是，在 Kampung 的，好像是 Kuala Lipis（同属 Pahang）。 

G：之前 Tun Razak 是什么身份？ 

W：那个时候是平常人。他（周甲）认识他，帮忙他。 

G：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当时日军有没有说要麻醉华人，去开那种鸦片馆、慰安所，

就给华人不要工作，像英国人（做的）那样。关丹、新加坡有这样的情况吗？ 

W：没有，他（日军）来三年八个月都做不到什么。 

G：哦，因为我看书有这样讲，我就奇怪。还有一个，就想问一下，你们当时那些店，像

是剪头发或是吃东西的，给日军免费剪头发、免费吃？ 

W：没有。 

G：也是要给钱的？ 

W：没有听过免费的。他（日军）来也是要给钱的，（中期）安宁了没有乱了，应该要给

香蕉钱。 

G：然后有讲跟着日本东京的时间吗？ 

W：那个时候没有。 

G：还是跟着原本的？ 

W：嗯，东京都不对（时间），太阳下来（的时间）都不同。比如说你跟东京时间，六点

（我们这边的天）都还没有光。 

G：这样当时你的家有挂他们（日本）的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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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没有。 

G：就是外面的店挂而已？ 

W：对，家庭的（屋子）没有，店、车场、街上就要挂一下。 

G：这样那些街有没有变日本字？ 

W：没有没有，还是一样。 

G：刚刚你说差不多七八个月就安宁下来，没有再乱乱杀人了，是吗？那些人不是从山芭、

森林出来了？ 

W：是，也不用去躲了。有一个时期，起初来的那几个月就乱乱杀人，就要报仇。 

G：可是我也是听他们讲会一直抓人去南京旅馆，就怕你是间谍，抓去问是不是帮联军、

帮英国人，传消息回中国或是英国。因为当时日本要慢慢失败了。 

W：是啊，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事情。有，但不是很多。 

G：这样你 16 岁来 Kuantan，你有听过说讲自己被日军抓过吗？ 

W：没有，我来的时候（要杀的）已经杀掉了，以前抓去的很多都打死了。我来关丹的时

候，很多人的父亲都给日军杀了。 

G：他们讲很多人（战后）都没有爸爸了。 

W：都给日军杀了，很惨。就母亲养他（孩子），割胶、种菜。 

G：他们都说当时没有什么衣服穿，男生上半身没有穿（衣）。 

W：没有，多数没有穿。穿一个裤子，用麻包布、面粉袋的布来缝。有布都没有钱去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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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丘亚九口述访谈 

日期 10/4/2021 

时间 12：00pm-1:00pm 

地点 关丹明记海鲜饭店包厢 

参与人 Q：丘亚九 

G：高嘉雯 

录音 1 

G：日军来打之前，有日军住在关丹，做生意？ 

Q：以前和平的时候没有听过。 

G：这样，日军来打之前不是先跟中国打吗？你有听过关丹帮中国吗？就寄钱回去。 

Q：没有，椰园哪里帮到，吃饭都没有钱。 

G：对对，这样你知道日本当时从哪里打来关丹？ 

Q：不知道，我们是住 Wong Ah Jang 那边。当时很乱的时候，爸爸用竹竿扛我们，我们

还小跑不动，过柠檬桥，（下面）水很浅。那个 Atabara 那边直直去，现在起了屋子。长

桥后面不是有个青苗？我们就去（当时还是）山芭的那边住。 

G：那时你几岁？ 

Q：六岁。（更正：四岁） 

G：他们说当时华人都逃，躲起来，是吗？Air Putih、Alor Akar…… 

Q：对，都跑来跑去，跑到山芭。 

G：跑到山芭吃什么？ 

Q：有一点点米，（大锅里）统统是番薯。 

G：自己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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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后来有种。 

G：有罐头吗？ 

Q：哪里有。 

G：日军有给你们东西吃吗？ 

Q：后来有，（日军占领后）我们搬去 Kemamam 了，就从 Beserah 的海边踏脚车上。就

在那边有种东西，番薯什么的都有种。 

G：我给你看一张照片，不是说以前日军都有宪兵部吗？这个就是“关丹警备队”，是讲在

那个有利银行 Hong Kong Bank 那边的。 

Q：这个是靠近南京旅馆、华侨学校（福建会馆）那边。 

G：对对。 

Q：我知道南京旅馆是日军住的，他们讲很多鬼的。 

G：对，说杀很多人。 

Q：所以那个店做生意都不成功。 

G：对，我有去看了。他们是说抓华人去审问，问是不是帮助抗日，你也听说过？ 

Q：哦，（二战后）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去看过，（以前）开酒吧的。没人敢去的。 

G：他们说除了南京，还有在商办、华侨、有利银行，也是日军的总部？ 

Q：对咯，现在商办学校变成那个 Maybank，日军住来做 office 的。他们在那边看守，

（就这么做，示范向日军敬礼的手势：一手放在头的一侧）。 

G：你也是这么做吗？ 

Q：我们小的他没理的，很好的，给我们糖果、巧克力。 

G：哦，不是英军，是日军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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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哦，日军一开始来的时候就很坏，过后就没有了，跟我们做朋友。（一定要敬礼），

不然他讲没有礼貌。（发现抗日者）没穿衣服，绑着放在太阳底下的椰树，放黄金蚁去咬

他，咬到他死。 

G：在哪里？ 

Q：在 Kemamam 宪兵部旁边，我们小孩子去看，看到都怕。（不管）华人、马来人，看

到你，觉得你是抗日者，你就死了。 

录音 2 

G：他们说 Bukit Ubi 大树前面有吊死人，刮掉眼睛，割掉舌头，你有听过吗？就是这个

大树，（出示照片）。 

Q：讲是这样讲，可是没有看过（吊人场景）。 

G：但是你听过？ 

Q：嗯。 

G：这样你有留到以前的香蕉钱吗？ 

Q：有，用没有几年就丢了。没用的，香蕉钱用很多才买一点东西（通货膨胀），用一个

面粉袋装钱去买，才买不到十斤米。随便印的他们讲。 

G：那多少钱买到多少米？ 

Q：我都不知道，我的父亲拿很多钱就买米，买到一点回来。 

G；因为我做的是关丹，你有听过以前日本兵来关丹把人带去 Teluk Sisek，以前叫 Taman 

Gelora。 

Q：嗯，海边那边，带去那边杀。 

G：这样你有听过 Teluk Cemepedak 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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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empedak？没有听过。那时那边还没有路，Taman Gelora 就近。我们以前七月去那边

跑步的时候，很怕的。最近二十多年才很干净，十多年那些山芭、海很阔的，后来挖了。 

G：这样你有听过关丹抗日军吗？ 

Q：就是共产党，日本走了，就出来管。出来几个月英国又抓回共产党。 

G：你有听过他们什么事情吗？他们的农场在 Jabor、Batu Sawar 和 Sungai Lembing。 

Q：不懂。（不过）他们没有屋子的，躲在山芭，找不到的。 

G：你刚刚不是说日本走后，共产党出来吗？有讲他们抓汉奸？ 

Q：有抓。（这个不懂），不过有看过日军在 Air Putih 在街上抓和杀抗日者，绑着人，绑

着眼睛，然后挖一个洞，用刀插杀了你，就一脚推下去洞。五点多，我们小孩子跟着去看，

都不会怕，日军没有管的。 

G：就是怕这些（抗日者）反他们？ 

Q：对。 

G：还有你之前有说女孩子都是剃光头？ 

Q：对，日军找到女孩子就要了。 

G：那当时你家里有女孩子、姐妹吗？ 

Q：妹妹还很小。 

G：她有剃光头吗？ 

Q：小孩子没有理的。 

G：你有看到其他女孩子这样？ 

Q：女孩子统统都没有出来的，躲在山芭的。 

G：这样我问清楚，你是讲在 Kampung Wong Ah Jang 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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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对，我是在 Kuantan 出世的，我住 Wong Ah Jang 那边。过后日本来了，就跑去柠檬

桥后面的山芭。后来不懂为什么就在海边踏脚车载我去 Kemamam，当时没有打战了，可

以跑了。 

G：这样当时你爸爸有做工吗？帮日军做船那些？ 

Q：没有没有。 

G：这样你们的钱哪里来？ 

Q：我们不知道，都没有工作。 

G：可是日军有叫你们去弄船那些。 

Q：他们就讲这个是 Padang Lalang 那边，做船的。英国（反攻）来就是炸了。我在

Kemamam，也是有炸那边的船厂。 

G：你亲眼看到？ 

Q：对对，飞机飞很低的，那个声音嗡嗡响。（当时看到）有沟渠就跑去躲，飞机走了就

看到烟出来。 

G：日军不是吓到，英军炸过来了？ 

Q：他们要打英军，打不到。三年八个月就投降了，用飞机放那个传单，满地都是，和平

了那时候。（当时）日军有很好，也有很坏的。 

G：怎样讲好？ 

Q：坏的看你哪里不顺眼就踢你两脚，看戏都有。好的我们要去游泳，就带我们小的去

Kemamam 河游泳。不是日军统统很坏，他们的头很坏。 

G：当时你们还躲在山芭？ 

Q：和平了可以出来了。 

G：当时有讲日军比较帮马来人，然后弄到马来人和华人有吵架和不爽，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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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没有，那时也很少马来人，有的是印尼人做生意，卖 Nasi Dagang。Kampung Jawa 就

全部是 Jawa 人，大沟渠那边。 

G：你们跟他们都很好？ 

Q：很好的。 

G：他们说当时也有马来人帮华人。 

Q：是，不是统统很坏，有一两个是很坏的。华人也是一样，汉奸。 

G：当时的店是不是都有挂太阳旗，红色的。 

Q：有。 

-完- 

 

2.5 曾国来口述访谈 

日期 5/5/2021 

时间 11:00pm-12:00pm 

地点 林明图书馆 

参与人 Z：曾国来、甄南育（含括号） 

G：高嘉雯 

 

录音 1 

Z：（抗日军）以矿工为主。营地应该是在 Sungai Jing，因为 Sungai Jing 有三个农场，他

们这批队伍好像是驻扎在第三农场。第一、第二个农场应该是公司建立起来的，抗日军是

在第三农场，在客人叫的古打龄（Gakak）那边的，小的农场。Sungai Jing 和古打龄是属

于抗日军的，我现在找不到古打龄确切的名字，在森林里的名字很难找。 

 

G：你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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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一个在 Gakak 上面，Sungai Kenau 上游；一个是在 Kuantan 河的上游。我们有去过，

但是没有照片，整个变成森林了，现在看不到东西了。除非你能够去到三英里半那边的第

一个农场。 

 

G：Jabor 的？ 

 

Z：不是，Jabor 是我们分队的总部，我们 Sungai Lembing 这一带的总部是 Batu Sawar。

Sungai Jing 是我们矿工的营地，是一个小分队罢了。 

 

G：Sungai Jing 是要到彩虹瀑布那边？ 

 

Z：还没到。 

 

G：就矿工也成为抗日军？ 

 

Z：就日本来了成为抗日军，所有抗日军本来就是工人。他们不是很有组织的军队，是民

间的一个组织。那个白娜的哥哥（锡矿总理贝克）的坟墓也是在 Batu Sawar 那边，可是

后来公司有派人去找尸体，找不到。他是在那边去世的。因为森林里过了一段时间，就什

么都找不到了。那里的山很多山洞，拿来做基地很正常。 

 

1938 年，就是抗日战争之前，那时中国已经开始抗战了，那么整个南洋的华人都

已经开始筹备捐款。武汉合唱团也已经来到马来亚负责筹款抗日基金。我们英国老板已经

了解当时的形势，想到 Sungai Lembing 有三千个工人……日军一南下，高层人员就撤退，

那这批人怎么办？那时交通不发达，所以总经理两兄妹就想到在新路那边，叫一个姓曾的，

带一批人到整个 Sungai Jing 找，看哪里适合开辟做农场，找到 Sungai Jing 适合。所以公

司就建木桥，一道是底下的木桥，一个是上面的铁桥，建了就运输罗里开辟路到 Sungai 

Jing。开辟了就让工人在日军来到后撤退到那边。工人去不去，没有限制，听说大部分工

人都移居到 Sungai Jing，那地方很广阔。还有一个是在 Gakak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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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安排两个农场在 Sungai Jing 给他们去自耕自种，矿工里面很多跟抗日军有联

系，那么抗日军支部就在第三农场（Gakak）。在晚上，他们就过来第一、第二农场跟一

班孩子补习、唱歌，听说白娜是有教孩子唱歌。白娜后来是成为第一个白种人共产党。后

来战争结束，她回去英国，出了一本书把森林里的故事都讲出来。 

 

G：你们有这本书吗？ 

 

Z：我们没有。如果你要看个大概，崇汉在五十周年有写了一篇叫作《白娜的故事》，写

了两兄妹在森林里一些大概的情形。 

 

G：当时甄先生有跟我提到，日军打来的时候，Sungai Lembing 人全部逃难，有说他们躲

的一个以前叫广西村的地方…… 

 

Z：广西村就是 Gakak（古打龄），以前叫双美龄。 

 

G：是在水晶屋旁边的对吗？ 

 

Z：水晶屋右手边一条火车路开始，一直走着上都叫双美龄。我们叫 Gakak，马来文好像

是叫 Sungai Ling。古打龄就是在双美龄的另一条路跑上去，应该是跑到很后面的森林里

面，有一个地方就叫古打龄。这个地方我最近才知道，我写《60 周年》的时候都不知道

有这个地方。后来我问一个九十多岁的朋友，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的朋友整天说”古打龄”，

他就说古打龄是在上面，农场来的。可能是很小型的农场。 

 

G：又是农场，又是其他人躲的地方？ 

 

Z：对，抗日军肯定要粮食。因为那时空中侦察没现在那么先进，随便找一个空阔的地方

就可以种一点东西维持生活。他们本来都是工人，就会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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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所以算是有三个农场，一个在 Batu Sawar，一个在 Sungai Jing，一个是古打龄。然后，

当时我在博物馆看到有说锡矿公司好像是不要给日军拿那些矿料，就封了，但后来日军去

炸掉那个仓库？ 

 

Z：不是这样子。那个总理的妹妹只是来照顾哥哥，贝克是公司唯一的总理。他说日军来

时，接到总公司的命令，要把外国侨民都撤退回英国，然后矿工须把发电机、水泵炸掉，

不要给日本人用。白种人就分开两批人撤退，第一批就很顺利回到英国，第二批只是到新

加坡罢了，走不了。他本身要执行总公司的命令，所以最后一刻他带人去把发电机、水泵

炸掉，炸了水就一直上升，日军就拿不到矿料。矿厂所生产纯净的锡苗都倒进矿洞里，给

水浸着。 

到最后，两兄妹完成了命令，就不能走了。有一个传说：因为我们这条路后面，有

一条可以到九英里那个飞机场，但是他跑到一半的时候，桥已经是被人破坏了，他过不了。

所以他就把汽车放在河边，跑路回去，找包工头（承包商）曾监带他进森林里面（《客家

公会》那本有写到他的生平历史，我有访问过他的儿子，跟崇汉有一点点差别，他只是根

据白娜的书写出来）。但后来白娜的书是说，她的哥哥对英政府的信心很强，要留下来跟

工人一起生活，等到英军打回来，结果英军不打。我相信第一个传说比较对，他走不了才

留下来，可能已经预约飞机场有飞机等着他了。他已经知道日军占领了飞机场，就算过了

河，也不能走了。 

 

G：所以 Sungai Lembing 当时外面真的没有华人了？ 

 

Z：有，做生意的没有走。工人没有工作做，只能进森林耕种，不会饿肚子。 

 

G：梁先生有提过，有在 Sungai Lembing 抓一些比较壮的男孩子，到 Taman Gelora 那边

杀，你有听过吗？ 

 

Z：有，但是听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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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是在哪里被抓？ 

 

Z：第一次大检证是在大操场那边，就叫所有 Sungai Lembing 人全部集中，跟外面的情形

一样，一个个看，认为不对就上罗里。听说几十个人而已，不多，名字那些完全找不到、

问不到。只是一次（检证）而已。为什么一次？后来研究这个情形，因我们公司生产矿物，

除了锡，还有铜，那么日军来了后，公司不是交给宪兵部，是交给矿物总工程师，名字你

看我《60 周年》有写出来，他来到这里开垦铜矿，用铜来做子弹壳。不要锡，要铜，所

以听说有百多个工人跟他带的日本公司做。 

 

G：所以他们的锡矿公司就是用原本公司的一切？ 

 

Z：对，材料、场地什么的都用原本的。锡矿公司总理的住家就拿来做宪兵部，就是现在

的博物馆。公司在另个地方。 

 

G：当时总理两兄妹就是跟华人一起抗争？ 

 

Z：是。 

 

G：Sungai Lembing 有没有发生像历史跟日本人合作，带他们去华人的住家抓人？ 

 

Z：没有。我们知道的汉奸只是两个，这两个汉奸也是我们中华总商会的正副主席，一个

是林安上（潮州人，副主席），一个是古汉光（客家人，主席）。我想到一个问题，那时

我们 Sungai Lembing 有个中华商会，这两个正副主席也是当时陈嘉庚的南洋筹赈会的其

中两个 Sungai Lembing 的负责人，后来武汉合唱团在这里演唱，这两个跟 Batu Sawar 的

潘先兴（彭亨参议员潘先兴太平局绅，海南人），他也是筹赈会负责人，是海南人、锡矿

公司承包商，在 Sungai Lembing 有两间商店卖东西，后来抗日军也把他视为汉奸，已经

去世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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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都是筹赈会负责人，武汉合唱团来这里筹款的数额拿彭亨州第一名，那么，为

什么日本人不把他们枪毙，后来三人却变成了汉奸？后来我有问前辈，他们说这三人没有

抓 Sungai Lembing 人给日军，只是做协调而已。 

 

G：那就是没办法？ 

 

Z：可能也是为了自保，在下来就可能是帮助 Sungai Lembing 人，受害的、抓去打的

Sungai Lembing 人听说是很少。 

 

G：就是三人有去救？ 

 

Z：也不可能一直救。刚刚来的时候就大检证，就帮不到了。后来是从中帮到，日军开矿

场的时候有百多个 Sungai Lembing 人为他工作。后来也有设立日文学校。 

 

G：是用中华学校？ 

 

Z：对，用中华学校教日语，好像有两班。 

 

G：就是华人有去上？ 

 

Z：对，华人小孩。那时这里马来人很少，大多数是华人。 

 

G：当时你还没出生？ 

 

Z：我刚出生，43 年，客家人。 

 

G：那时两班，那老师来自哪里？是这里的老师，还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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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教他们的是日本人，好像日本工程师的家眷。日军作为先头部队踏脚车来，就带着十

多、二十多个工程师和家眷一起，当时他们已经调查军情得很清楚。来了后，整批人在街

上排队欢迎他们，可能是中华商会几个人号召商家出来欢迎的。 

 

G：战争结束后，抗日军是不是有到大操场审判汉奸？ 

 

Z：有审判，就抓了去坟场枪毙。林安上是在这里枪毙，古汉光的尸体好像在 Panching 找

到。潘先兴抓不到，他儿子是宪兵队大队长，我一时想不起名字，是在 Batu Sawar 抓到

的，就在那边枪毙了。 

 

G：坟场还在吗？ 

 

Z：在附近。他的坟墓在哪里就不知道。 

 

G：当时已经是坟场了？ 

 

Z：已经是了，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最大的坟场。听说有些是汉奸就枪毙，有些是私下报复

的。他们也没有说得很清楚，时间久了就不大记得了。 

 

G：你有知道任何抗日军的名字吗？ 

 

Z：这个你要找《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这本书，那边有很多人名，可是里面很多人名我们

这里找不到。进了森林就换了名，所以书里面是写森林里的名，去了外面找不到了。我们

这里有个很出名的叫作吴学三，一个 Sungai Jing 的大队长，在森林的名字不知道。后来

在紧急法令的时候，不懂为什么落单了，后来就投降了，来到这里做矿工。一直问都问不

到，也没跟人家讲过在森林叫什么名字，他不敢讲。 

 

G：吴学三是真名还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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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是他在这里工作的名字。他跟很多人谈，在森林里怎么抗日、抗英。 

 

G：请问你有《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书吗？ 

 

Z：有，要找。你下次来的时候，我再给你。 

 

G：请问吴学三还在吗？ 

 

Z：去世很久了。你看抗日军的历史来说，有一段是说抗日军围攻 Batu Sawar 的警察局，

那个队长黄金龙就是在那边牺牲（1942）。因为当时警察局很多马来人，被日军包围，就

举白旗投降。他一去，就被打死了。所以很多马来人在日治时代是做县长、警察，在马来

人的历史里面就说日军是帮助他们的。日军的宣传是这样：我把你们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出

来，然后我把这个政权交回给你们。所以他们的抗日历史跟我们是不同的。Tunku Abdul 

Rahman 是当时吉打州的其中一个县长。 

 

G：当时抗日军有马来人吗？ 

 

Z：没有，抗日军是公司的矿工，黄金龙是拉树桐的工人。 

 

G：这个警察局还在？ 

 

Z：不懂，这个历史没有去查找。 

 

G：所以，其实日军只是在一开始针对华人罢了…… 

 

Z：因为华人是抵抗日本的，我们华人捐钱、捐东西。南侨机工几乎都是马来亚人，所以

日军来到就针对。我们这里有三个机工，叫亚东、亚彭、亚毛。 

 

G：他们有活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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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没有，只有亚东有回来一次，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找这段历史找不到，后来有在南

洋机工的书里面找到亚东姓什么，另外两个找不到。 

 

录音 2 

G：当时有个穿军装的日本总工程师去到 Sungai Jing？ 

 

Z：他是管理这个矿场的，本来想动他，抗日军叫不要动（避免日军报复）。他只是一个

人，就让他去走。 

 

G：那当时华社全部的活动都停完？ 

 

Z：全部停完，在 Sungai Jing 里面念书。 

 

G：日本人打来之前，你说过 Sungai Lembing 也是有筹款给中国，武汉合唱团有来这边？ 

 

Z：武汉合唱团来两次，他们来的时候，Sungai Lembing 有批年轻人也是搞抗日的，他们

就共同演出。演出的舞台就在附近的红色邮箱那边，就在沟渠上搭一个舞台演出。 

G：Sungai Lembing 有抵制日货的情况吗？ 

 

Z：肯定有，当时整个马来亚都推行爱国运动。 

 

G：有上街示威吗？ 

 

Z：没有。 

 

G：帮中国筹款抗日，英国人没有阻止？ 

 

Z：总理两兄妹没有阻止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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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在打战之前，Sungai Lembing 有日本人吗？ 

 

Z：听说有两个，他们叫“日本婆”，嫁到这里来。不过我没有问到，不知道什么名字。 

 

Z（甄南育）：这里我跟你补充一下“日本婆”的情况。以前帮我做工的曾繁道，他十五岁

参加抗日军，攻打 Batu Sawar 警察局的时候，日军在埋伏，队长黄金龙冲进去就一枪被

打死了。然后，讲到日据时期这里开游艺场，他说他去找抗日军同情者、支持者，有搜查

就赶快去躲，所以整天找不到他。在新路，他就叫一个人拿木瓜去皇家御厨大酒家有限公

司，宪兵住的那边，交给“日本婆”，她就剖开木瓜，里面有个纸条。但他不知道纸条里面

写什么。这个问题我就想很久，“日本婆”应该不是日本人。所以你看宪兵里面都埋了抗日

军的特务、间谍，抗日军厉害吗？ 

 

Z：因为当时多数妇女是台湾人、韩国人、朝鲜人…… 

 

G：我在想，日本来之前怎样知道 Sungai Lembing 的状况？ 

Z：他们可能已经有人来了。 

 

Z（甄南育）：我听 Sungai Lembing 人讲，“日本婆”很好人的。 

 

G：所以不大可能是间谍了？ 

 

Z（甄南育）：可能日本女性比较善良。 

 

G：宪兵部有发生什么虐待事件吗？ 

Z：有，宪兵部有牺牲过几个人，就杀了在后面宽阔的空地挖洞埋下去，也是问不到是谁。

现在你问那些九十多岁的，很多名字都想不起了。讲起来，日据时期 Sungai Lembing 是

比较太平的，主要是日本把这里视为矿场，要人帮忙挖矿，做子弹壳。我们的路本来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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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到 Batu Sawar 的火车头，火车头到 Kuantan 的那条路是日军开的，早期是搭船上来，

没有路的。 

 

G：他们是预算在这里统治一辈子了，也没有发生烧村、抢劫和抢女子的状况？ 

 

Z（甄南育）：没有听说过。 

 

Z：对，主要是矿场救了这里的人。 

 

Z（甄南育）：日军霸占了 Sungai Lembing，很快召回工人回来开工。 

 

Z：对，光是烧铜，就有几百个人做。 

 

G：那这里也有良民证吗？ 

 

Z：一样有，但都没有保留。 

 

Z（甄南育）：抗日结束后，很快就清算，抗日军清算了外人，又清算自己人。抗日时，

抗日军做了调戏妇女的不规矩的事，就控告一个抗日军应该要被枪毙，但是其他部分抗日

军和居民就上诉，说要清算这个的话，应要清算另一个先（应该更大罪？），为什么不清

算另一个先？抗日军的领导人就说了很多没清算的理由，过后这个调戏妇女的被枪毙了，

另一个因为是海南人，当时的领导人就帮同籍贯的人。当时这个事很不好听，我也不敢到

处说。当时都有分客家帮、海南帮…… 

 

Z：这个我有听说过，就是拿来报私仇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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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黄翠琼口述访谈 

日期 21/7/2021 

时间 10:00am-11:00am 

地点 荣兴建设公司 

参与人 H：黄翠琼 

G：高嘉雯 

J：简宏兴（旁听） 

 

G：请问你几年出生? 

H：我是 1933。 

G：你是哪里人？ 

H：广东人。日本打来的时候，我这边（荣兴建设公司）也给征用了。那时南洋酒店（南

京旅馆）也被征用了，拿来做慰安所。 

 我这边，爸爸之前是做家私店，一共有 3 间。日本打来，还没来到我们这边，中午

我们就逃难到飞鹅寺（Jalan Haji Ahmad）。那边我们有间亚答屋，工厂那样的长屋，很

多邻居就跟着，几家很急着逃到了那边。我们还有在那边挖防空壕躲进去，好像隧道的。

那时很苦。 

 

G：有几个人？ 

 

H：30 几个。因为有我们的工人、邻居还有邻居的亲戚、兄弟。 

 

G：全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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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对，当天一整晚听到丢炮声，听说是在旧飞机场（RMAF Kuantan Air Base）那边。结

果打到前街（Main Street），在客属公会的那排店，给英军烧掉。听说原本他们原本要打

码头，不要给日军登陆，却不小心打到那排店。 

 

G：我们先讲日本打来之前。就是中国先被日本打，那你们有捐款给中国吗？ 

 

H：有，那些会馆、妇女部都有募款，卖花。 

 

G：那你的家人也有捐吗？ 

H：有。 

 

G：那请问你有留下良民证吗？  

 

H：以前有，现在没有了。 

 

G：没关系，那你们当时有抵制日货吗？ 

 

H：我听说是有。 

 

G：那你们捐款、抵制，英国当时有阻止吗？ 

 

H：没有。那时 Kuantan 有日本店，在后街（注：Kuantan 日本人会就在后街）有一间。

卖日本货，像玩具。听说男性老板是间谍，常常傍晚去到河边，不懂他做什么，怀疑是给

日本发电报，讲日本的情形。他会说华语。 

 

G：那日本来了之后，他怎么样了？你没看过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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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没有了。我那时还很小，这些也是听回来的。后来我们逃难的第二或第三天，我们一

群孩子爬到树上，就看到很多日军带枪步行在飞鹅寺路，队形很长，吓死人。他们是从

Kemamam 陆路来的。 

 

G：他们有对你们怎样吗？ 

 

H：这天过后的第二或第三天就开始了，放那些日军到处去抓女性慰劳。 

 

G：他们也有抓很多男性，对吗？ 

 

H：对，男的也抓。我们的家庭就没什么事，我和妹妹都还小，其中一个邻居的女性亲戚

就中抓了。女生能多丑就扮多丑，用锅底的黑漆擦脸、头发，抓黑衣，弄得邋邋遢遢。 

 

G：你妈妈也这样？日军是进屋子抓人？ 

 

H：对。抓女性去南京旅馆慰劳，持续了 3 天，就占据那边。还有 MGS（Methodist Girls 

High School）那边，以前是宪兵宿舍，日军驻扎的。那时 MGS 还没建，是胶林，大概起

了 3 座亚答屋，原先是给英国印度军队住的，后来英军逃了就被日军占领了。我们这边

（Main Street）一带，就好像是住高级点的军官。以前 Wisma Kastam（南京旅馆后方）

是宪兵部，拉人去行刑，不时灌水，打人打得我们这边（荣兴建设公司）都听到。 

 

G：那很多人在 Wisma Kastam 身亡？ 

 

H：嗯，有时抓到人，就吊在这里附近的一个屋子（已拆）的大树，吊成大字型。 

 

G：听说是商办前的一颗树也是有吊人？ 

 

H：对，吊了一个青年，我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看到他被吊成大字型。 

G：吊了一整晚，第二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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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嗯。听说他帮抗日分子，那时我看他都不会动了，可能已经死了。听说因为听到他哭

得很惨，天气很灵，都变暗了。一个时期还会听到那边有“鬼叫”，战后就没听到了，住在

那边的人都听到。不过宪兵部很邪门。 

 

 在宪兵部的刑法有灌水，叫声很惨，白天晚上都有听过。灌完了，放板在肚子上，

一脚踩下去，气孔出水。我听过，死了的就丢在沙滩，潮水上涨了就冲走。 

 

G：我听他们说有看过日军的鬼魂。 

 

H：早都有了。Wisma Kastam，那时只有南京，有抓了很多少女慰安。有时抓她们进去打，

会听到很惨的叫声。晚上他们就抓人，我看到一辆辆罗里（军车）载了一堆满满的人，去

海边，多数是华人、男性，认为他们是抗日的。听说去到海边，就是用剑砍头。有一个印

度医生，在战前住我们楼上，被抓了去就没回来了。 

 

G：他们有说在 Teluk Sisek 和 Teluk Cempedak 都有发现尸体。 

 

H：很多骨头。 

 

G：听说除了 MGS，皇家那边也是有亚答屋是宪兵宿舍。 

 

H：我们这边（Main Street）也有，因为靠近河口。 

 

G：除了 Wisma Kastam 是日军的宪兵部，像有利银行（HSBC Bank）、商办学校都是，

对吗？ 

 

H：商办学校后来用来做日语学校，我们那时在那边读书。曾经是日本小学。 

 

G：不只是 Sekolah Teru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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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那边是比较高年级的，像日语中学。我们在商办读了小学，就转去那边。后来小学中

学都在 Sekolah Teruntum，商办学校就变成宪兵部，很坏。当时在那边有个小屋，被日军

守着，你经过的话，就要下车鞠躬。我看过，如果鞠躬得不好，就打人，还挖个洞，罚那

些人蹲在那个地洞里。因为这一带都是日军驻扎的。日军也很常打人，我们在这边（荣兴

建设公司）都时不时听见有人哭喊、呱呱叫。不是打，就是蹲，不然就又打又蹲。不过他

对小孩没什么理，就是管大人。不过，他们行动很快速，来了很快办学校。 

 

G：听说日军是有给你们吃糖果？ 

 

H：对，我都有吃过，不是很多，就一两粒。以前我们这里（荣兴建设公司）楼上也是有

住宪兵，我们这一带都有。有个宪兵的领队，就是住在这里河边的一件洋房。 

 

G：现在这间洋房还在吗？ 

 

H：还在，还有人住。宪兵在这一带是很凶恶，但对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小孩，又很好，

像是同为宪兵的校长。他跟我爸爸说，我们很瘦，给我们读书，就有一餐吃，所以我们就

去日语学校（商办学校）了。那里有华人和马来人教师。我们读的不是课本，是讲义。 

 

G：你有听过 Padang Lalang 的造船厂吗？ 

 

H：我们这边留着一年多而已，很早就被日军完全征用了。因为这里（荣兴建设公司）3

间都是木店，有 3 架机器做家具，机器又统统搬到 Padang Lalang 船厂，连我们的工人也

被强制带到那里工作，不能走。我们就回到我们逃难的飞鹅寺的那个亚答屋住。 

 

G：这样你爸爸也有去那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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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有管理，因为那些人不会用机器。那边的工人有马来人和印度人，多数华人。后来英

国飞机反攻，觉得危险，爸爸就辞职了。那时管理造船厂的日本工程师（穿军装）很好，

就让他辞职。之前也因为爸爸跟他们工作，蛮照顾我们。 

G：后来英军确实有把造船厂炸得很够力？ 

 

H：对。不过日军在 3 年 8 个月里面，起初是很坏，后来差不多了，就给大人工作、给小

孩读书。在工厂那边做，中午有开饭给工人吃，还有菜。我都还有那个饭碗。 

  

 我记得日本造船厂的工程师，有个叫 Awasasa，就是他把我们店的东西都搬完去造

船厂的。不过他对工人不错。还有一个叫南山。到了战后的 66、67 年，Awasasa 的儿子

旅行，顺便回来 Kuantan，就认出这 3 间店（荣兴建设公司），是他去世的爸爸跟他说的，

交代他来探望我的爸爸。不过那时我爸爸都去世了。还有南山就有亲自回来，不过他很老

了，我们都不认得他，只有我表哥还认得他。他一进来店里，就指着我爸爸的遗照，就说

要找他。我们问他是怎么找到的，他就说是认屋子的设计，因为这一带只有我们是 3 间贯

通的。他们之前和我爸爸是朋友，也是我爸爸的上司。我爸爸当时只是工头，管理工人。  

 

G：他们会说华语吗？ 

 

H：讲英语。也有写华语。 

 

G：你的爸爸叫什么名？ 

 

H：黄荣兴。后来我们从这里（荣兴建设公司）搬走了，他们就拿来做日军的俱乐部。当

时 3 间都被他们打通，现在我们封了，以前这边（左右墙壁）有门的。玩是在南京旅馆玩

女人，在俱乐部就是室内运动，像打乒乓。中间这里是用作图书馆。他们留下的书我前不

久丢了，如果还找到什么，我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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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想知道你们在日语学校读的内容是什么？ 

 

H：读那些 a、e、i、o、u。也有表演过，像学校办恳亲会，有唱歌。 

 

G：好像普通学校？有儿童节。 

 

H：有，各民族的学生都有。中午还有免费的喝茶时间，像番薯、kuih-muih。对学生待遇

不错。有时还派米、米粉。运动会就每一年都有。 

 

G：你们也有种东西？ 

 

H：有，除了教语文，还有教我们种植、回家养鸡。每个学生养 5 只鸡，有鸡蛋吃，人才

有营养，有剩的又可以卖。老师是这么建议，有没有做是我们的事。也有训练我们运动，

像在 Sekolah Teruntum 的操场，走在木制的圆圈里面，老师在一边推，我们就在里面转。

每一年运动会就选会跑的学生。 

 后期英国军机常常来（反攻），好像是 B25，和日本军机发出的声音不一样。我们

小时候一听到这个声音就快点跑到树胶园躲。学校就有教我们怎样防空、怎么跑。我还记

得是用手按住耳朵、眼睛，用拇指插在耳朵里面，匍匐在地上。那时差不多要投降了，就

排队逃出学校。 

 

G：想知道当时这一带有挂日本旗吗？ 

 

H：一定要，不然来抓你。 

 

G：那日军有给每个家庭派米吗？ 

 

H：没有，不过如果要买米，就要有用来分派的米牌。我们是去福美拿的米牌和米。不够

吃的，我们就参番薯吃，看到番薯都怕。我的手指当时刮番薯皮都刮得留下痕迹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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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也没有，吃椰糖而已。还有拿回来的米都有白灰（防止生虫），回来就要洗几次，一粒

一粒选。大人都没得吃。 

 

G：那你有听过任何抗日的情况吗？ 

 

H：不知道，我只知道关丹的一个抗日领头叫吴克，抗日军有时会出来扰乱一下，知道日

军在郊外就会去攻击他们。有看过他，海南人，印象不深。他当时在这边（前街）开店，

好像是第十一间，应该叫 Nam Keng（南京？），不记得了。日军投降后，抗日军出来好

像“霸王”，管理关丹。 

 

G：汉奸的情况是怎样？ 

 

H：他们当时好像做翻译，讲日语，做“鬼头”。有个在后街，姓张的（张成庚？），忘记

名字了，记得样子白白的。他是汉奸。 

 

G：之后也有在 MPK 操场审判汉奸？ 

 

H：有，看到那边很多人，进不到去。 

 

G：那日军走后，你们的生活是怎样呢？有挨饿？ 

 

H：很惨。日币不能用，又没有英币，什么都要省。我三姐拿日币去远一点的郊外买鸡，

卖主收了钱，也用不了（卖主在郊外，还收不到日军投降的消息）。还好我妈妈有在飞鹅

寺山芭（阿清经济饭店 Restaurant Ah Cheng 附近）种到一点粮食。在三英亩的地种完植

物，还有养猪养鸡。 

-完- 

 

 

 



221 
 

    2.7 彭关伙口述访谈 

日期 3/10/2021 

时间 10:00am-11:00am 

地点 彭关伙住所 

参与人 P：彭关伙 

G：高嘉雯 

J：简宏兴 

 

G：日军在 Gambang 的宪兵部、慰安妇所在哪里？ 

 

P：中华商会那边，经过要跟他们鞠躬的。慰安妇所没有。 

 

J：两间都是，还有中华商会隔壁的一间。 

 

G：那你有听过那边发生什么事吗？ 

 

J：就住在对面的人会被拿走鸡猪，什么都拿来吃掉。当时对面是有路了，但是散散落落

的，有 9 间。 

 

G：那这里有俱乐部和米厂吗？ 

 

P：没有。 

 

G：那你有听过他们把这里的人带去 Kuantan 的海边杀吗？ 

 

P：是一辆辆车统统载去 Kuantan 的 Teluk Sisek。周先生（丈夫的堂哥）被抓去宪兵部，

灌辣椒水，后来被放出来，现在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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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那这里有日语学校吗？ 

 

P：没有，当时 7 岁，就是种木薯。 

 

G：有派米给你们吗？ 

 

P：没有。 

 

J：有帮忙日军做工才有派米。 

 

P：当时是扛木薯、番薯卖给日军。 

 

G：当时你爸妈做什么工？ 

 

P：他们是帮本地人搭屋子的，木匠。 

 

G：那你有留下当时的良民证吗？ 

 

P：没有。当时年纪小，跟妈妈共用一张，出门都带着。 

 

G：当时有听过华人和马来人的纷争吗？像马来人向日军爆华人的料。 

 

P：没有，那时这里只有一两户马来人，他们都很友好。 

 

G：日军刚来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  

 

P：他们来到街上前，我们躲去山芭，很远。一家五个人，有哥哥姐姐，吃番薯加饭我记

得。我爸爸有在河边搭个棚，种东西，好像有 10 多个人一起住，朋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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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你有听过抗日军在战后抓汉奸吗？ 

 

P：有，李先生（李胜（音译）的爸爸），在晚上到他家里杀了他。抗日军也不确定他是

不是汉奸，就杀了他。 

 

G：日军走了后，英军没那么快回来，香蕉钱也不能用，你们怎么生活？ 

 

P：出来买那些石灰米。 

 

G：日军要抓女人时，你妈妈或其他人有打扮到肮肮脏脏？ 

 

P：有，走去山芭藏着。我姐姐那时大我 10 年，15、6 岁，头发几乎剪成光头。有个关女

士被抓去强奸，就崩溃了，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也被抓。 

 

G：这里有烈士墓吗？ 

 

P：有，义山有。那些是一开始被日军的飞机炸死的。东昌那边，是米厂来的，日军就集

中炸，以为英军在那边，炸死很多人。废墟现在几十年了还在（已经重建，只是战后仍有

荒废几年），没有人敢去，都说是鬼屋。我当时钻到床底下，飞机飞得很矮，我可以看到

炸弹扔着下。 

-完- 

 

 

 

 

 

 

 

 



224 
 

2.8 李水妹口述访谈 

日期 3/10/2021 

时间 11:00am-11:30am 

地点 李水妹住所 

参与人 L：李水妹 

G：高嘉雯 

J：简宏兴 

 

L：我叫李水妹，是广东客家人。我 1937 年生，日军来的时候，我 5 岁。一开始看到日

本兵，有一个很好的，挥手叫我们逃，意思是后面很多日军来着，我们就逃了。 

那时原本跟东昌做，在橡胶芭割胶。后来跟妈妈躲山芭，听到日军在街上开炸。后

来开辟山芭来种东西，种木薯、番薯，很多种，也养鸡鸭。我们用米参番薯吃。那时四姐

弟，我第二，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我们都隔一岁，都是小孩子。 

 

G：所以日军也没抓你们。 

 

L：那些十多岁的就抓。 

 

G：你听过？他们是说有个姓关的女士被抓过。 

 

L：对，姓关的。被抓取强奸就傻了，我在树胶芭看过她。 

 

G：那时你们躲山芭躲很久吗？有一年？ 

 

L：没有，那时搬来搬去，后来安定了些搬出来砍芭种东西吃。 

 

G：有听过日军怎么对付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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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我听过，什么都有，像灌辣椒水。东昌的事我也听过，是炸米厂。 

 

G：你那时 5 岁，应该没有读书？ 

 

L：没有，日军走了两年我才读书。 

 

G：当时日军在的时候，你们怎么赚钱糊口？ 

 

L：我妈妈走路去卖番薯、木薯，来买些小咸鱼、猪肉在家吃。那时物价高涨，1 斤 100

块左右。 

 

G：日军有派米、米粉给你们吗？ 

 

L：没有。 

 

G：那有叫你们给他们东西？ 

 

L：没有。 

 

G：那时你们没跟马来人接触？也没听过马来人帮日军的事？ 

 

L：没有。那时还小也没什么出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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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王金凤口述访谈 

日期 3/10/2021 

时间 11:30am-12:00pm 

地点 王金凤住所 

参与人 W：王金凤 

G：高嘉雯 

J：简宏兴 

 

W：那时我 2 岁，日军看我是女生，没抱走我。是男生就会抱走，可以当兵。我哥哥弟弟

逃过一劫，没被抱走。我哥哥大我 2 岁，他看到日军很欢喜，上他们的车跟着到处走。 

 

G：日军一开始来时呢？你们躲去山芭？ 

 

W：全部躲进树荣山（橡胶园），跟着 Kuantan 人、很多名人一起。听到日军的脚踏车声，

快快沿河逃。女人特别躲到河边，留下我爸爸在树荣山照看我们，就是在我这个家的后面。

爸爸有个板屋在那边，很美的。爸爸是在林明从事挖矿金的，早上在林明，晚上从关帝庙

那走路回来。 

 

G：当时日军有对付你爸爸？ 

 

W：他搭一间间的屋，到附近抓鸡鸭、煮饭，多次做大餐来招呼日军。 

 

G：这里的宪兵部是中华商会吗？ 

 

W：对。 

 

G：那时你们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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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一开始还有得吃，过后就困难了，没得吃。自己在树胶园、门口种粮吃，养猪吃，日

军没供应。日军走了后，爸爸就染上骨痛热症，看中医却吃错药，三天后就去世了，61

岁。 

 

G：你听过日军抓这里的人到 Kuantan 杀？ 

 

W：听过是在这一带的红绿灯，在桥头刺杀了 3 个华人。有个叫 Oscar 的马来人也抓去被

杀，他是我们树荣山的邻居，但是没接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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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手稿图 

   3.1 甄南育手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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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甄南育手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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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甄南育手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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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甄南育手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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